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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reface

《沉思录》是公元2世纪后期古代罗马传下来的一部个人哲学思考录，主要思考人生伦理问题，兼及自然哲学。思考者为古罗马在位皇帝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安托尼努斯。

一

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安托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原名马尔库斯·阿尼乌斯·维鲁斯（Marcus Annius Verus）。他于公元121年4月出身于罗马一个贵族家庭，祖籍西班牙。父亲名安尼乌斯·维鲁斯（Annius Verus），曾任高官。父亲亡故后，马尔库斯由母亲和外祖父抚养长大。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12岁时便开始学习哲学，主要学习当时流行的斯多葛派哲学。其姑母嫁给了提图斯·安托尼努斯·皮乌斯（Titus Antoninus Pius）。根据有关史料，皮乌斯生性温和，善良仁慈，pius意即为“虔诚的”。他富有才能，尽管他当时已经52岁，但仍被在位皇帝哈得利安（Hadrianus）过继为皇位继承人。哈得利安见马尔库斯天资聪颖，深为喜爱。verus作为形容词，意思为“真实的”、“可靠的”、“公正的”。据说哈得利安曾昵称马尔库斯为Verissimus。verissimus为形容词verus的最高级。哈得利安过继安托尼努斯·皮乌斯时，曾经要求皮乌斯选择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过继为他自己未来的继承人。

公元138年哈得利安去世，安托尼努斯·皮乌斯继承皇位。翌年，皮乌斯过继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从此他的全名是马尔库斯·艾利乌斯·奥勒利乌斯·维鲁斯·凯撒（Marcus Aelius Aurelius Verus C[image: 2010010001]
 sar）。“凯撒”这一称号通常是授予皇帝的助手和继承人的。公元140年，19岁的马尔库斯即被任命为财政官，公元145年与其姑母的女儿福斯提娜（Faustina）结婚。公元146年被任命为保民官，参与管理国家。马尔库斯一直遵奉斯多葛派的哲学原则，注意道德修养，为人谦虚谨慎，生活简朴。长期的刻苦磨练和研修使他成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最终成一个审慎的统治者和皇帝哲学家。

公元161年，安托尼努斯·皮乌斯去世，奥勒利乌斯继承皇位。皮乌斯还曾经过继卢基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为养子。维鲁斯是哈得利安先于皮乌斯过继、后来去世了的一个继承人的儿子，皮乌斯根据哈得利安的意愿，也过继了他。维鲁斯的性格与奥勒利乌斯有很大的差别，不过马尔库斯很尊重他，在公元161年皮乌斯去世后继承皇位时，让维鲁斯做了自己的副手，与自己共同执政，封以“凯撒”称号，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奥勒利乌斯继承皇位后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度过的。他继承皇位不久，东方的帕提亚（中国史称为安息）人于公元162年举事，侵犯帝国东部边界，突入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罗马派出军队抵御，从而开始了帕提亚战争。战争主要由维鲁斯指挥，于公元163年取得对亚美尼亚的胜利，公元164年取得对帕提亚的胜利，两位共同统治者获得“亚美尼亚征服者”和“帕提亚征服者”的称号。不过无论是亚美尼亚或是帕提亚，都没有成为罗马的行省，而是仍然保持着独立地位，继续成为帝国东部战争的根源。

公元165年，征讨的罗马军队发生瘟疫，使罗马军队损失惨重，也使罗马征服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失。瘟疫传遍东方各地，饥馑蔓延，罗马军队不得不回撤。瘟疫随着回返的军队带到西方，包括意大利。公元167年，罗马遭到瘟疫的肆虐。

也就在这一年，北方的日耳曼各部落和萨尔马特人突入帝国的多瑙河地区，两位执政者一起去迎敌。公元169年，维鲁斯卒于军中，时年仅38岁。与日耳曼人和萨尔马特人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公元172年埃及北部发生了“牧人起义”，罗马又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去镇压。

虽然埃及起义被镇压了下去，对日耳曼人和萨尔马特人的战争也取得了胜利，但是公元175年，罗马派驻叙利亚的总督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一位杰出的统帅，手握重兵，误信了奥勒利乌斯已经死去的传言，自立为皇帝。虽然这件事对奥勒利乌斯的权力和地位构成很大的威胁，但奥勒利乌斯得知后并没有太气愤，也没有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对待卡西乌斯的孩子和亲人。元老院宣布没收卡西乌斯的财产，奥勒利乌斯没有把那笔财产划入皇家财库，而是把它归入了国库。后来卡西乌斯被自己手下的人杀死，奥勒利乌斯甚至觉得做得太冒失，对卡西乌斯之死感到惋惜。由此人们认为，若是由奥勒利乌斯亲自处理这件事，他是会宽恕卡西乌斯的。公元四世纪历史学家阿弥阿努斯关于这一事变曾经记述了一件事。据说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宣布为皇帝后，曾经有人给奥勒利乌斯送来一束信件，是卡西乌斯给他在罗马的同谋者们的，奥勒利乌斯没有打开那些书信，而是吩咐把它们烧毁了，免得知道他的敌人们的名字，从而憎恨他们。

公元178年，日耳曼人再次侵犯帝国统治地区，奥勒利乌斯带着儿子康莫杜斯率领军队出征。战斗进展顺利，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罗马军队中又流行起瘟疫。公元180年3月，奥勒利乌斯染上瘟疫，未及打败日耳曼人，便卒于多瑙河畔的温多波涅（Vindobona），即今维也纳，了却了他身为皇帝的战斗生涯。

二

《沉思录》即奥勒利乌斯晚年战争期间独自进行哲学思考的记录。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沉思录》全书的内容，有必要对相关的罗马社会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哲学思想状况作一些说明。

古代罗马起源于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距入海口不远处的一个村落联盟，强盛后不断向外扩张，至公元一世纪时成为统治包括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西亚、北非和西班牙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庞大国家。领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罗马城邦共和制陷入危机。公元前44年3月独裁者凯撒被刺死后，屋大维（Octavius）作为凯撒的继子，以凯撒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罗马政治舞台。他以杰出的政治才能和灵活的谋略逐步排除和消灭了一个个政敌，结束了凯撒被刺后的混乱内战局面，成为罗马国家新的权力人物，公元前27年被授予“奥古斯都”（Augustus，意为“神圣的”）称号。奥古斯都掌权后，恢复被长期内战破坏了的经济，缓和社会矛盾，发展文化。他自称是靠威望（auctoritas）统治国家，只是在元老院里会议上享有第一个发言（princeps）的荣誉。由此，奥古斯都政权被称为元首制（prircipatus）。历史上通常把奥古斯都视为罗马第一任皇帝，把公元前27年定为罗马帝制的开始，屋大维本人也以“奥古斯都”一名流传青史。

从奥古斯都起，罗马帝国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稳定时期。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皇权继承人是在家族内选定的。先后继位的有提比略（Tiberius，公元14～37年在位）、卡利古拉（Caligula，公元37～41年在位）、克劳狄乌斯（Claudius，公元41～54年在位）和尼禄（Nero，公元54～68年在位）的统治，历史上通常称他们统治的时期为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Iulius-Claudius）王朝。尼禄是古罗马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的残暴引起了社会动乱。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内战之后，公元69年底维斯帕西安（Vespasianus）成为罗马新的统治者，由他开始了弗拉维乌斯（Flavius）王朝。该王朝经历了维斯帕西安（公元69～79年在位）、提图斯（Titus，公元79～81年在位）、多弥提安（Domitianus，公元81～96年在位）三位皇帝的统治。多弥提安也以残暴闻名。多弥提安的统治被推翻后，由涅尔瓦（Nerva）即位。通常把他视为新的王朝——安托尼努斯（Antoninus）王朝的开始，然后历经图拉真（Traianus，公元98～117年在位）、哈得利安（Hadrianus，公元117～138年在位）、安托尼努斯·皮乌斯（Antoninus Pius，公元138～161年在位），传至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

在这近两个世纪里，一方面皇帝克服共和派残余的反抗，皇权得到巩固，另一方面对外继续进行军事扩张，扩大版图，其中以安托尼努斯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图拉真尤为突出。图拉真出身于高官家庭，但他自己却是以罗马军团的一个普通士兵身份开始自己的社会生涯的。他在父亲的统率下参加过犹太战争，公元91年成为执政官，随后数年里一直在莱茵河地区参加战争，对日耳曼人作战。公元98年继位后，于公元101年开始对多瑙河沿岸的地区达奇亚人的战争，于公元106年打败达奇亚人，把达奇亚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为此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建立了宏伟的图拉真纪念柱，纪念柱上一幅幅精美的浮雕用来表现战争中的场面。后来他又进行了帕提亚战争，把美索不达米亚和阿尔美尼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与先朝列王相比，图拉真的“元首”权力达到最大的稳定，他本人也被元老院称为“最好的元首”（Optimus Princeps）。后来，图拉真的继任者们又先后使帝国疆界在西部沿多瑙河一直扩展到莱茵河上游，继而又征服了不列颠。正是由于马尔库斯的前任们的这种征讨和扩张，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东起两河领域，西至不列颠，北起多瑙河，南至北非的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使罗马帝国的统治地域达到历史的最大范围。罗马皇帝在这片领土范围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罗马法成为普遍公认的法律，罗马城成为西方世界的统治中心。史称至奥勒利乌斯的安托尼努斯王朝前四位皇帝统治时期是罗马元首集权制统治最稳固的时期，被称为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不过在这种强大的表面下，已经酝酿了衰落的根源。

长期连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消耗使罗马国家的物力和人力趋向枯竭，从而使地域庞大的罗马对外不得不由进攻扩张转变为尽力防守已有的边界，内部矛盾加剧，盛极一时的国家由强变弱。这一点在马尔库斯继位掌权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奥勒利乌斯开始，帝国爆发了尖锐而长期的危机，使得他不得不戎马倥偬，东征西讨，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与前辈时代的辉煌景象相比，现实迫使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不得不对帝国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陷入沉思，形成自己的看法。

三

在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之交罗马征服南意大利和地中海周围地区之后，随着罗马对希腊文化接触的扩大和深入，古希腊文化也广泛影响和促进了罗马文化的发展。当时，对罗马文化发展起了特别大影响的是希腊古典文化之后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古罗马哲学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希腊北方的马其顿迅速崛起。公元前338年，希腊反对马其顿扩张的各城邦军队与由马其顿国王腓力统率的军队进行决战，希腊军队被打败。次年，希腊各城邦与马其顿建立同盟，名义上称为“希腊人同盟”，实际上承认马其顿对希腊的统治，标志着希腊古典城邦制的结束。公元前336年腓力遇刺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和希腊的联合军队东征，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打败了波斯，征服了西亚和北非的广大地区，直达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建立的庞大国家很快分裂成三大部分，由亚历山大属下的将领分别统治，希腊成为其中的马其顿王国的一部分。

自马其顿征服希腊和亚历山大东征起，希腊历史进入了古典城邦制终结后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新的时代促使新的思想潮流纷呈，在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促成了各种新的哲学派别的诞生，包括以狄奥革涅斯（一译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0～前325）为代表的强调回归单纯、原始自然生活的昔尼克派（一称犬儒派），以皮浪（公元前365～前275）为代表的认为一切都不可信的怀疑派，以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64年）为代表的继承古代原子论的伊壁鸠鲁派和由芝诺（约公元前336～前264年）创立的斯多葛派。

随着罗马对希腊的征服，希腊哲学，特别是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哲学在罗马统治所及的范围内获得广泛的传播。研修希腊哲学成为当时富家子弟的重要教育科目，各个著名的希腊哲学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吸引着地中海周围各个地区的青年，雅典继续保持着世界哲学中心的地位，许多著名的罗马人物，如斯基皮奥、西塞罗等，都曾经在希腊受过哲学教育，如获至宝地收集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尽管罗马哲学没能出现像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拉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样的著名哲学巨匠，但它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建树的哲学家，发展和深化了希腊哲学体系，特别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体系。罗马哲学也像希腊化时期的古希腊哲学一样，主要偏重于伦理学方面。它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研究事物的实质，而在于探讨如何才能达到善和生活幸福，从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炼现实生活准则上。

公元前155年，一个希腊公务使团来到罗马。该使团由三位哲学家组成，他们是斯多葛派哲学家狄奥革涅斯（Diogenes，约公元前235～前150）、学园派怀疑论哲学家卡尔涅阿得斯（Carneades，约公元前214～前129）和逍遥派哲学家克里托拉奥斯（Critolaus，约公元前2世纪）。他们在罗马的活动对古希腊哲学在罗马的传播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从此希腊化时期的三个主要希腊哲学派别斯多葛派、伊壁鸠鲁和怀疑派在罗马社会获得广泛传播，其中特别是斯多葛派成为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时期最流行的哲学派别。

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是塞浦路斯人，腓尼基一位富商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业经商，货船失事后来到雅典，改从研究哲学。他起初追随昔尼克派哲学家克拉特斯（Crates，约公元前330）学习哲学，后来又学习过柏拉图派等派别的哲学，二十年后创立自己的学派，在雅典一条装饰有绘画的柱廊（στο[image: 2010010002]
 ）里给门生们讲学，因而该学派被称为“柱廊派”。古希腊语中通常以στο[image: 2010010003]
 的形容词στοικ[image: 2010010004]
 ζ，用来代指该哲学派别和该派哲学家，拉丁文为stoicus，英文为stoic，音译为“斯多葛派”和“斯多葛派哲学家”。“斯多亚派”则源自对στο[image: 2010010005]
 一词的音译。

斯多葛派按其历史发展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斯多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芝诺及其门生克雷安特斯（Creantes）和克律西波斯（Chrysipus），中期斯多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奈提奥斯和波西多尼奥斯，晚期斯多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塞内加、埃皮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把斯多葛哲学介绍给罗马人的主要是帕奈提奥斯和波希多尼奥斯等中期斯多葛派哲学家。

帕奈提奥斯（Panaetius，约公元前180～前105年）是罗得斯岛人，在雅典接受的哲学教育，来到罗马后与小斯基皮奥等很接近，公元前143年曾经陪同后者出访埃及。他在罗马主要讲授斯多葛派哲学，很有影响。罗马许多国务活动要人都听过他的讲演，成为斯多葛派的信奉者。帕奈提奥斯晚年返回雅典，卒于高龄。他的著作未能传下来，主要见于其他古代作家的引述。西塞罗《论义务》前二卷便是以帕奈提奥斯的同名著作为基础写成的。波西多尼奥斯（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前51年）是帕奈提奥斯的门生。他是叙利亚人，由于长期逗留罗得斯岛而被称“罗得斯岛的”。他很早便去到雅典，聆听帕奈提奥斯讲学，并且成为他的学术继承人。帕奈提奥斯去世后，他曾游历意大利等地，然后回到罗得斯岛，在那里领导由帕奈提奥斯创立的斯多葛派学堂。西塞罗、庞培等罗马著名人士都曾经在那里听过他的讲演。公元前51年卒于84岁高龄。他的著作也失佚了。

随着古典城邦制的瓦解，与传统的“城邦”概念相对，斯多葛派提出与新的历史时期相适应的新的人的群体概念，成为斯多葛派伦理思想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由神和人一起组成的共同体，人和神具有共同的理性，人要顺应自然地生活。由此，他们不再强调人的地域性和种族性差别，而是统一“世界城邦”的一员，是世界公民。斯多葛派认为，主宰整个宇宙共同体的是自然本性，又称宇宙理性或神。他们从整体观念出发，强调人与整体的联系，个体特性包含于整体之中，是整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对上述这些思想，奥勒利乌斯在《沉思录》中反复涉及。

在神的问题上，斯多亚派继承传统，保留多神观念，突出一神，通过突出理性而发展一神观念。他们在保留多神概念的同时，突出主神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使其人格化，沿用宙斯称呼，但是表示的是自然整体和理性，是对自然理性的神化和人格化。这个一神作为自然整体和理性，贯穿于宇宙的一切部分。斯多亚派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群居性的，结成群体而共同生活，因而需要互相友爱、帮助，需要城邦。

罗马斯多葛派的基本特点是对自然研究和认识论兴趣的减弱，融合柏拉图派和逍遥派因素的折衷主义倾向加强。斯多葛派的伦理学注意的中心问题是道德问题和人的自我完善，强调锻炼意志，培养坚定性和忍耐性，以适应一切变化和意外遭遇。一个人的幸福有赖于他自身，不受任何外部变幻的影响。由此幸福和美德是重合的，具有美德即幸福。共和国时期的斯多葛派主要支持者有：斯基皮奥、小卡托、刺杀凯撒者布鲁图斯等。帝国时期斯多葛派主要代表为塞内加、埃皮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

塞内加又称哲学家塞内加或小塞内加，以区别于他的同名父亲。他的全名是卢基乌斯·安尼乌斯·塞内加（Lucius Annius Seneca），约公元前5年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杜巴（今科尔杜瓦），家庭属骑士阶层，父亲是著名的修辞学家。他儿童时期便随父亲来到罗马，受过多方面的教育，对斯多葛派哲学尤为热衷，杰出的演说才能使他在步入社会后很快获得声誉。在克劳狄乌斯统治初期，他主要研究哲学，发表了《论愤怒》等论著。公元41年，塞内加被流放到科西嘉岛，8年后被召回，成为时年刚12岁的尼禄的教师。尼禄接位后他辅佐，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并且很快成为大富翁。为此，他受到人们的批评，认为他的实际生活与他宣传的哲学信条是相违背的。塞内加晚年辞官归里，公元65年反尼禄阴谋暴露，塞内加受牵连，受命自杀而死。

塞内加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书信集《致卢基乌斯》和《论自然问题》。在这些书信里，塞内加详细阐述了斯多葛派伦理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塞内加认为，人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美德，哲学研究不只是理论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美德的实践实现。他认为，创造事物源于两种因素，一是质料，二是原因，原因即理性，赋予物质形式。物质是永恒的，宇宙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这就是火、空气、水和土。他把自然体理解为如生命体的循环变化。在这一循环中，一切都遵循必然性，并且经历一定时间之后出现重复。在认识论方面，塞内加遵循感觉论，认为认识源于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理智源于感觉。他认为，愤怒、爱、悲伤等情感也是物质性的。他认为，灵魂是不死的，肉体是对灵魂的桎梏，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人应该顺应自然地生活。自然中的必然性对于人来说就是命运。命运不可改变，不可逆转，一切不幸遭遇是为了让人完善美德。塞内加不否定感觉上的满足，不否定财富，只是要求人们善于利用它们。生活本身并不是善，只有好的生活才是善。由此他提出，苟延残喘不如一死。塞内加认为，社会是自然安排的一种存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具体的个人是这个伟大整体的成员，因此人们的祖国是世界，人的第一责任是不对社会成员造成损害，人们应该互相关心、同情、爱护。由此，甚至对待奴隶也应该人道，因为奴隶也是人，他们有权利要求承认他们做人的权利。

埃皮克泰德（Epictetus，公元1世纪中期～138年）是塞内加之后罗马斯多葛派的重要代表。他是小亚细亚的佛律基亚人，以奴隶身份沦落罗马，在罗马一个有幸得宠于尼禄的贵族家庭为奴，空闲时间聆听哲学讲演，获得自由后随斯多葛派哲学家穆塞利乌斯·鲁孚斯（Mucelius Rufus）学习哲学，专门从事哲学研究，成为斯多葛派哲学的崇奉者。公元89年他同其他哲学家一起被多弥提安赶出罗马。他去到希腊西部埃皮罗斯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在今阿尔巴尼亚境内），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建立了自己的学堂，吸引了许多学生，据说后来哈得利安曾经邀请他返回罗马，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去“罪恶的城市”。卒于约公元138年，享年80岁。他也像苏格拉底一样，一生没有著述，由此也没有传下任何著作。据说他曾经嘲笑那些著书立说的人，认为他们的著作的内容都不及书价。他要求的不是书面智慧，而是真实的道德行为，把哲学观念运用于实际生活，因此他注重直接与门生交往，以自己作为他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楷模。他的门生弗拉维乌斯·阿里安（Flavius Arrianus）认真记录了他的哲学谈话和教诲，成《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使他的哲学思想得以流传后世。原为八卷，仅传下四卷。他还另有一集他的讲演节录，题为《埃皮克泰德哲学手册》，也流传了下来。

埃皮克泰德认为，哲学能使人与周围发生的一切处于和谐状态，从而摆脱畏惧和烦恼，达到自由境界。他认为世界由一个神主宰，要承认神，并且模仿神生活。人只能支配他的能力之内的东西，主宰人的能力的是理性，这是正确认识人自身的前提。他认为，认识自然和人的自我完善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研究自然并不是为了改变自然，因为那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而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与事物的自然进程相吻合。他强调哲学重在实践，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实践善，求得与自然相一致。他认为，人的真正实质不在于财富，不在于荣誉，而是理性，人们要互相友爱而不敌视。他批判伊壁鸠鲁派的快乐观，批评怀疑派的相对论。他认为，怀疑派的关于真理的相对性排除了一切伦理基础。

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是最后一位重要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在奥勒利乌斯掌权期间，罗马国家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奴隶制体制的暂时稳定趋于终结，经济开始衰落，商业萧条，奴隶来源不足，自由主义经济萌芽。奥勒利乌斯《沉思录》采用箴言形式，随兴而就，包含了上述斯多葛派的基本哲学观点。在他看来，世界是一个永恒变化的过程，人生即处于这一变化过程中，人的生命是这一变化过程中转瞬即逝的一刻。他主张完善道德。提倡仁爱和善良，强调自我宁静，斯多葛派式地忍受命运的变幻。与前辈斯多葛派相比，他使精神与肉体更加对立。他认为，世界是完善的，一切源于宇宙理性，即神，或如习俗称其为宙斯。善即与神意和理性、与自然秩序相吻合的和谐。恶也是神明的安排，当把它们视为符合世界自然秩序时，便并非恶。奥勒利乌斯就人的道德完善发表了许多议论，十分发人深省，而他的强烈的宿命论思想具有更明显的时代特征。

四

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这部著作是用古希腊语写成的，可能是在作者去世后由他的亲戚或朋友保存下来的，从而得以传世，成为欧洲古代哲学的经典。原文文字简朴，很少用修饰语，句法简略，有时甚至只求表达一个思想，而不求句式的完整性。全书缺乏系统性，前后思考多有重复，明显反映了随兴所至的特点。可以设想，作者原本只是把它作为一部思想录，备自己反思之用。此书很早就被译成拉丁文，后来又相继译成英文、法文、俄文等许多后代语言，以其丰富而富有启迪的人生思想而广为流传。近年来在我国也相继有多种译本面世。笔者翻译这部著作采用的是勒伯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该著作2003年版的古希腊文本：MAPKOY AYPHAIOY ANTΩNINOY TA EIΣ EAYTON，拜读过一些中文译本。鉴于当前古代欧洲专名的汉译多不一致，因此这些专名在注释中，附惯用的拉丁文，以便查核。古代罗马人的姓氏构成比较复杂，注释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附拉丁文，以免混淆。对于译文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赐正。

王焕生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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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一]

我从祖父维鲁斯[1]
 那里学得：良好的习性[2]
 和平和的性格[3]
 。

[二]

我从父亲[4]
 的名望和对父亲的回忆中[5]
 学得：谦敬[6]
 和男子气质[7]
 。

[三]

我从母亲[8]
 那里学得：虔诚和慷慨[9]
 ；不仅要杜绝恶行，而且要杜绝恶念；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和远离奢侈的生活作风[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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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弥提娅·卢基拉（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母亲）　大理石雕像

[四]

我从曾祖父[11]
 那里学得：不要去公共学堂[12]
 ，应该在家有杰出的教师，知道应该在这些事情上乐于耗费。

[五]

我从教师[13]
 那里学得：竞赛中既不做绿方，也不做蓝方[14]
 ；不做持小盾者，也不做持大盾者[15]
 ；能忍受劳苦，满足于少量[16]
 ，己事必躬亲[17]
 ，不贪管闲事[18]
 ，不听信谗言。

[六]

我从狄奥格涅托斯[19]
 那里学得：不沉湎于琐事；不相信巫师术士的咒语之道、驱魔之说[20]
 和各种类似的把戏；不喂养鹌鹑[21]
 ，也不热衷于其他类似玩物；允许直言不讳；学习哲学，曾经首先聆听于巴克赫奥斯[22]
 ，然后是坦达西斯[23]
 和马尔基阿诺斯[24]
 ；幼时便曾习作对话体；睡陋床，盖粗毛皮，以及各种类似的希腊训育。

[七]

我从鲁斯提库斯[25]
 那里学得：需要改进和培养品性；不热衷于诡辩式论争，不就纯思辩性问题[26]
 进行著述，或作说教性谈话[27]
 ，或炫耀地显示自己是苦修、善行之人；避免过于藻饰和强调诗律的纤巧性写作[28]
 ；不着长袍[29]
 正装在屋里踱步，不做其他类似的事情；朴实地书写函札，有如他自己[30]
 从西努埃萨[31]
 写给我母亲的书札那样；对那些语言粗暴和行为乖谬之人，一旦他们自己希望恢复旧好，要忍让、和解地对待；认真读书，不满足于一般理解；不轻易赞同夸夸其谈之人的见解；阅读埃皮克泰德[32]
 的教诲是老师从自己的家藏书卷中提供给我的。

[八]

我从阿波洛尼奥斯[33]
 那里学得：自由意志和无可动摇地坚定不移；任何时候都只听从理性；即使经受着剧烈的疼痛、失去儿子[34]
 、身患重病，也要泰然如常；我从他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榜样那里清楚地看到，他既严厉，又有耐心，诲人不躁；我还看到他在传授原理方面具有杰出的教导经验和技巧，但他从不自诩；知道如何接受朋友的恩惠，既不因此而显卑微，又不漠然处之。

[九]

我从塞克斯图斯[35]
 那里学得：心性仁善；父权家庭的榜样[36]
 ；顺应自然地生活[37]
 的观念；毫无做作的庄严气质；认真关心朋友；宽容无知识者和未经认真观察思考便发议论之人。

他能与所有的人随和相处，以至于与他交往比受任何阿谀奉承更令人愉快，由此他受到所有有机会与其交往的人的极度尊敬；彻悟、发现和总结必要的生活准则。

他从不表现出愤怒或其他激情，而是排除了一切情感冲动，同时又很温爱；称赞而不夸张；博学而不炫耀。

[十]

我从文法家亚历山大[38]
 那里学得：不挑剔他人的错误；不责备性地打断蛮族式的[39]
 ，或不合语法的[40]
 ，或语音不和谐的表达，而是灵活地把那应有的表达方式表示出来，通过或是回答，或是共同证明，或是共同探讨事物本身，而不是直接关于那个语言表达，或者通过某种合适的提示。

[十一]

我从弗隆托[41]
 那里学得：知道什么是暴君的妒忌、反复无常和虚伪，我们中间被称为出生高贵的那些人又是怎样冷酷无情[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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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我从柏拉图主义者亚历山大[43]
 那里学得：不要经常地，也不要没有必要地对人说明或致函说“我忙”；不能以这种借口推卸对由于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各种应尽的义务[44]
 。

[十三]

我从卡图卢斯[45]
 那里学得：朋友由于某件事情责备你，不要轻蔑地对待他，即使他可能是不合理地进行指责，而要试着让他恢复惯常状态；要热情地称赞他人的老师，就像回忆多墨提乌斯[46]
 和阿特诺多托斯[47]
 那样；要真诚地热爱他人的孩子。

[十四]

我从兄弟塞维鲁斯[48]
 那里学得：爱家人，爱真理，爱公道；由于他而知道了特拉塞阿[49]
 、赫尔维狄乌斯[50]
 、卡托[51]
 、狄昂[52]
 、布鲁图斯[53]
 ；接受了关于所有的人享有同样权利的权利平等和拥有同样的发言权的同一法律体制的观念，关于最大限度地尊重所有被统治者自由的君主制观念；恒常不变地尊重哲学；好行善事，乐于助人，心境乐观，相信朋友的善意；不隐瞒对有些人的不满；朋友无需揣度他的所思或非所思，心迹坦荡。

[十五]

我从马克西穆斯[54]
 那里学得：要能自制，不为任何事情所左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心情愉快，即使在病中也一样；良好的习性结合一一和蔼而庄严；无所抱怨地完成面临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所言即所思，行为无恶意；遇事不诧异，不惊慌；从不匆促行事，或畏缩，或困惑，或沮丧，或推诿，也不愤怒或猜忌。

善行、宽宥、无欺骗；显得是一个于其有些固执，而不是易于改变观念的人[55]
 ；没有人会认为遭受过他的蔑视，也没有人敢于认为自己比他更优越；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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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我从父亲[56]
 那里学得：性情温和[57]
 ，对经过认真考虑作出的决定坚持不动摇；不贪求表面的尊荣；热爱劳作，坚持不怠；倾听有益于公共事业的意见；坚持对每个人进行应有的赏罚；懂得何时需要紧张，何时应该松弛；抑制对男童的欲望。

尊重他人的情感，免除朋友们必须陪同一起用餐和陪伴出门旅行的义务；总是一如既往地对待那些由于某些需要而留下来的人；对各种议题认真思考，并且坚持不懈，不满足于一般表象而预先放弃探察；保持朋友，从不厌弃，也从不热情有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依赖他人，心境快乐；富有远见，合适地预先安排甚至各种琐细的事情。

拒绝对他欢呼称赞和一切阿谀奉承；对帝国管理必须的事情时刻保持警觉，节俭开支，忍受对采取的有关措施的责难；不迷信神灵，不以迎合、奉承取悦民众，而是在一切事情上头脑清醒、坚定，永远不鄙俗，也不贪求革新。

他知道享用命运提供的充足的有益于生活的东西，不炫耀，亦不推辞，因此当他拥有它们时，他欣然地接受它们，而当他不拥有它们时，他也不觉得匮乏；没有人能说他是诡辩家，或如能说会道的家奴，或是学究，而是一个成熟的人，完美的人，不受谄媚的人，有主使能力的人，包括对他自己和对其他人。

他还敬重真正的哲学家，对其他人也不指责，但不轻信他们；他容易交往，令人喜欢而不做作；对自己的身体关心适度，不贪恋生活，不炫耀，也不过分疏忽，而是由于自己的用心，很少需要医生、药物或其他外部医疗。

他乐于毫无妒意地敬重具有某种才能——或是具有演说才能，或是具有法律、或道德、或其他方面知识的人；帮助他们，使他们每个人能按照自己的优长博取名声；一切都按照祖传规章[58]
 行事，但并不令人觉得是墨守陈规。

他不喜欢变化和动荡，而是喜欢居住在一处地方，专注于同一些事情；在头痛病发作过去之后，又会立即恢复如初，精力充沛地从事通常的工作；他的隐秘不多，而是很小且少，并且仅与公共事务有关；在组织公共观赏、公共工程建筑、分配以及类似的事情上很理智、审慎，因为他注重的是应该完成事情本身，而不是由这些事情博得赞赏。

他不在不合适的时间沐浴，不喜欢兴建居所，不讲究食物、衣服质料和颜色、奴隶是否年轻美貌。他的服装来自平原地区的乡间别墅洛里乌姆[59]
 ，大部分来自拉维尼乌姆[60]
 。众所周知，他是怎样对待图斯库卢姆[61]
 的一个包税人的恳求的，他一向是这样。

没有粗鲁无礼，没有傲慢专横，没有凶狠狂暴，也没有什么如人们常说的“使人汗流浃背”的事情，而是对一切都冷静地、有序地、精力充沛地、互相协调地进行思考。关于苏格拉底[62]
 的回忆也可以适用于他：能够放弃，也能够享受那些许多人难以放弃和贪婪地享受的东西。坚强地既能坚持，又能自制这两种品质表明一个人具有完美的、不可战胜的灵魂，如同马克西穆斯在病中那样。

[十七]

感谢众神明，为我有好的祖父辈[63]
 、好的父母亲、好的姐妹[64]
 、好的教师、好的亲属[65]
 、好的同宗、好的朋友，以及几乎所有的一切；也为我没有在什么事情上冒犯他们任何人，尽管我有这样的习性，若有机会，我可能会做出什么类似的事情；只是由于神明们的善意，未曾出现过种种因素的结合，让我经受这样的考验。

为我很早就不由祖父的爱妾抚养；为我保持了青春；为我没有在应该的时期之前，而是待达到那样的年龄或甚至更晚才做男子。

为我处于统治者兼父亲的权力之下，他使我摆脱了一切狂傲自负，让我懂得在宫中生活可以不需要侍卫，不需要戴标志的服饰，不需要火炬和雕像，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装饰和类似的炫耀；而是让自己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个人，并且不会由于这种较为谦恭、较为无所用心的生活而不像一个领导者应该的那样去完成公共的事情。

[image: 图片]


卢基乌斯·维鲁斯雕像　大理石雕像

为我有这样的兄弟[66]
 ，以自己的品性提醒我关心自身的成长，同时以尊重和热爱使我欣悦；我的孩子们不缺天分，身体也无残疾；使我在修辞学、诗学及其他科学方面并没有太深入地研修，原本我完全可能从事那些事业，如果我曾经感觉到自己很容易地便获得了进步。我曾经使抚养过我的人享有荣誉，因为我觉得他们希望我这样做，而没有使我由于他们当时还年轻，而拖延他们期望我这样做的事情。使我认识了阿波洛尼奥斯、鲁斯提库斯、马克西穆斯。

使我经常清楚地想象顺应自然地生活[67]
 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凭依那种由于神明们和来自神明们的恩赐、帮助、意愿所生活，不可能阻止我顺应自然地生活，然而由于我自己的原因，仍然被剥夺了那样的生活，未能遵循来自神明的启示和甚至是教诲。

使我的身体能如此长久地一直处于这种生活状态；我没有接触过贝涅狄克特[68]
 ，也没有接触过特奥多托斯[69]
 ，后来仍然能清醒地对待情欲；尽管我经常对鲁斯提库斯生气，不过始终没有做过什么令我后悔的事情；虽然母亲命中注定早亡，不过她是同我在一起度过最后年月的。

使我每当希望帮助一个身陷贫困之人或是在其他方面需要帮助的人时，从不会有人听见我说缺乏需要提供的钱财；我自己却没有类似的需要，要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使我的妻子[70]
 是这样一个人，如此温顺，如此深情，如此朴实；使我拥有合适的教师教育孩子们。

通过梦境使我懂得了各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尤其是治疗咯血和昏厥，在凯埃塔[71]
 也显示过类似的神意。在我对哲学产生爱好之后，没有让我落入任何诡辩派哲学家之手，也没有从事历史写作，或阐释三段论，也没有去探索天象学。所有这些都有赖于神明和某种命运的帮助。

写于格拉努阿[72]
 的夸狄人[73]
 中间[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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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一]

清晨便警告自己[1]
 ：我可能会遇到好管闲事之人、忘恩负义之人、傲慢无礼之人、诡诈蒙骗之人、忌妒诽谤之人、孤僻乖戾之人[2]
 。他们所以形成这样的品性是由于他们不辨善恶。我，既然知道善之本性，美也，恶之本性，丑也，知道这些误入迷途的人的本性，即其本性与我的同一，不仅具有同一的血统本源，而且享有共同的理智和神性，所以我不可能被他们中的任何人所伤害，因为他们没有哪个人能把丑恶强加于我，而我也不会对同宗人生气，憎恨他们，因为我们出生是为了合作，有如双足、双手、两眼皮、上下相对的两排牙齿。因此，互相为恶是违背天性的：气愤和厌恶就是相互作对。

[二]

不管我是什么，都不过是肉躯、微弱的灵气[3]
 和具有支配能力的理性[4]
 。放下书卷[5]
 吧，不要被它们所吸引，那是不允许的。你现在就有如正在死去，蔑视肉体吧，那是污血、骨骼和由筋腱、血管、气管组成的织物。再请看灵气，那是什么？是气流；而且并非总是一样，而是随时都在排出和吸入。第三部分是支配理性。这样想想吧：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老人[6]
 ，不要再让他沦为奴隶，不要再让他忍受冲动，作牵线木偶式表演[7]
 ，也不要既不满足于现在的处境，又抱怨未来。

[三]

神明创造的一切都充满神意，属于命运的一切也不与自然相悖，或与受神意管理的事物没有关系和联系。一切都源于这里[8]
 ；此外还有必然性，有益于整个宇宙，你是它的一部分。凡整个自然带来的、并且有助于维系自然的善也会有益于自然的所有部分[9]
 。宇宙由变化维系，不只是各种基本元行的变化，而且还有各种元行组合物的变化。但愿这些知识对于你已经足够了，如果它们能被作为信条。抛弃对书卷的渴望吧[10]
 ，让你不会在嘟哝之中死去，而是欣悦地、对神明充满感激之情地离开人生。

[四]

你想想吧，你把这些拖延了多少时间，你从神明那里得到多少次命定的限期[11]
 ，但你却没有利用它们。现在你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一个怎样的宇宙的一部分，一个怎样的宇宙管理者让你消逝；为你规定的生命时间是有限度的，若是你不利用它来使自己变清醒，那机遇就会过去，你将会死亡，机遇不会再出现。

[五]

任何时候都要像一个罗马人和男人那样意志坚定地、准确地、真正庄严地、热情地、自由地、公正地去完成需要做的事情，使自己摆脱一切其他念头。如果你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生活中的最后一件事情去完成[12]
 ，避免一切轻率[13]
 、违背理智的情感激动、虚伪、自私、抱怨命运分配的份额，你就能做到这一点。你会看到，一个人能愉快地、如神明般地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要知道，神明们[14]
 不会向遵守这些条件的人作更多的索求。

[六]

灵魂啊，你放纵了，你放纵了自己。你不会再有机会荣耀自己；要知道，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当你还没有珍爱自己，而是把自己的幸福交给其他灵魂时，你的生命就行将结束了[15]
 。

[七]

从外部降临的事物使你心神不宁吗？让自己得到清闲，研究一点善吧，不要再让自己盲目地游移不定了。不过也要警惕另一种游移不定。要知道，那些在生活中被各种事情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漫无目标的人是在糊涂混世，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的所有冲动和思想都一起趋向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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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不注意观察他人的心灵是怎样的人不一定是不幸之人，而那些不关注自己的心灵活动的人则必定是不幸之人。

[九]

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什么是整体的本性，什么是我自己的本性，我的本性与整体的本性有什么关系？我的本性是怎样的一个整体的怎样的一部分？既然你是整体的一部分，便永远不可能有人能阻止你追随整体行动和说话。

[十]

特奥弗拉斯托斯[16]
 在比较各种过失时——就像通常有人对这些方面进行比较那样——像一个真正的哲人那样认为，由于欲望而造成的过失比由于愤怒而造成的过失更令人憎恶。因为一个人陷入愤怒显然是由于某种痛苦或内心压抑而扭转了思绪，而一个由于欲望而造成过失的人是被欲望所战胜，因而其过失显得他更缺乏自制力，更为软弱。然后他又完全如哲学议论那样正确地指出，为追求快乐而犯过失比由于痛苦而犯过失更严重。总的说来，前者一般是首先遭到不公正对待，并且由于痛苦而不得不发怒；后者则是由自身受驱使去作恶，为满足欲望而行事。

[十一]

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进行的每一个思考，像一个即将放弃生命的人吧[17]
 。如果存在神明们，那么离开人世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神明们不会使你陷入恶；如果他们确实不存在或者不关注人类的事情，那么是生活在空荡的宇宙里还是生活在无神意管辖的世界里，这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确实存在神明们，他们也确实关注人类的事情，并且赋予人一切手段，使人不至于陷入真正的恶；如果还存在其他的恶，那也会被事先预见到，使人完全不会陷入其中。如果一物不能使人变得更恶，那它怎么能使人的生活变得更恶呢？宇宙本性不会由于无知而疏忽，也不会由于缺乏维护和矫正这一切的能力而忽略这样做；它不会由于缺乏力量和技能而造成如此大的失误，以至于让善，同时也让恶，混合一起地降临于善人和恶人。不过死亡和生存、荣耀和耻辱、痛苦和快乐、富有和贫穷，所有这些都会降临于善人和恶人，它们既非美好，亦非耻辱。所以它们既不是善，也不是恶。

[十二]

一切都在多么迅速地消逝，无论是它们在宇宙中的形体本身，还是时光中的记忆；这样的事物如一切可感知物，特别是那些以快乐诱惑我们，或以痛苦恐吓我们的事物，或被浮华地宣扬的东西，它们多么低贱，多么鄙俗，多么卑污，多么易朽，多么转瞬即逝，需要理智力量去认识它们。其观点和声音享有巨大声誉的那些人又怎么样？死亡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观察死亡本身，借助理性的分解能力，把显现的各种表象与死亡分开，那时他会发现，死亡不是什么别的，而是自然的一种职能[18]
 ；如果一个人害怕自然功能，那他就是一个稚童；诚然死亡也不仅是自然的职能，而且对自然本身也有益。人是怎样与神联系[19]
 的？通过自身的哪一部分与神联系？人的这一部分又是怎样与神联系的？

[十三]

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怜的了，有的人竟然对什么东西都想探究清楚，并且正如有人[20]
 声称“对地下的事物都要探究”，还要用推测来探究邻人心里的想法，然而他却不理解，只要关注自己内心唯一的神[21]
 ，真诚地敬奉他，那就足够了。敬奉这位神，维护情感的纯洁，不轻率，不对来自神明和人类的东西感到不满。因为来自神明们的东西由于其优越性而值得敬重，而来自人类的东西则由于同宗而令人珍爱，尽管他们由于不辨善恶而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怜悯，这种不辨善恶的不足与分不清黑白无二样。

[十四]

即使一个人能活上三千年，甚至能活上三万年，你仍要记住，人所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他正拥有的生活[22]
 ；他正拥有的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他正在失去的生活。因此，最长久的生活与最短暂的生活是一样的。事实上，此时此刻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正在逝去的也不是别样的；失去的只是这一瞬间。一个人不可能既失去过去，又失去未来，因为一个人不拥有的，怎么能被夺走呢？因此应该记住两点：第一，所有的事物同种源，不断循环往复，一个人在一百年、二百年[23]
 或者无限长的时间里看到的事物互相没有区别；第二，长寿者和迅速夭亡者抛弃的是一样的东西。要知道，只有现在这个时刻是可以夺走的，命中注定会失去它；如果一个人只拥有现在，那么他便不可能失去他并不拥有的东西。

[十五]

一切都是看法。这话被认为是昔尼克派的穆尼摩斯[24]
 说的，意思很明显；所说的话的用处也是很明显的，只要有人能领会它的真实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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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革涅斯与亚历山大　浮雕

亚历山大东征途中，遇见在一口大缸里生活的昔尼克派哲学家狄奥革涅斯，询问他需要什么帮助，狄奥革涅斯回答说：“请你别挡住我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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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人的灵魂会损害自身，特别是当它成为脓肿，并且成为宇宙中由其自身变成的毒瘤时。要知道，首先，抱怨某件事情发生这是背逆自然的，因为所有事物的本性都包含于它的某个部分；其次，厌恶某个人或是为了伤害人而反对他，那些愤怒者的灵魂就是这样的。第三，当灵魂屈服于快乐或痛苦时，它会伤害自己。第四，虚伪地、不真诚地做或说某件事情，以掩饰自己。第五，做任何事情都是听凭愿望，无任何目标，不进行思索，不能始终一贯，然而甚至做最微小的事情也是应该考虑结果的。具有理性的人的终极目标在于遵循城邦和政体[25]
 的理性和法律[26]
 。

[十七]

人的生命期限是一个点，存在是流变的，感觉是模糊的，整个躯体的所有组成物是易朽的，灵魂是旋体，命运是难以预测的，名望是不可靠的；总而言之，属于躯体的一切是溪流，属于灵魂的一切是梦幻和烟雾；人生是战斗和客栈；身后的名声会被遗忘。那么，什么能作指导呢？惟有哲学。哲学能保护内心的神不受侮辱[27]
 ，不被伤害，比愉快和痛苦更有力量，不会不经思考地行事[28]
 ，不作欺骗，不行伪饰，自在于他人所行或不行；接受一切发生的和注定的事情，有如它们来源于人自身之来源处；最后，怀着愉悦的心境等待死亡的降临，有如那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组成每个生命体的元素的分解。如果在每一事物持续不断地变成它事物的过程中无损于元素本身，那么又何必在意这种改变和分解呢？因为那是符合自然的，没有什么符合自然的东西是恶的。

写于卡尔努图姆[29]
 。


[image: 图片]



第三卷





[一]

不仅应该思考每天都在消耗生命，余下来的部分更短暂，而且还应该考虑一点，那就是即使有人能活得更久些，但也不知道他是否仍然能同样地具有足够的理解事物的能力和对神明们及人间的事物进行认真观察的能力。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已经开始昏瞆，那么尽管他还呼吸[1]
 ，还接受食物，还能想象，还有欲望，其他方面也不缺失，但是运用身体[2]
 、准确地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3]
 、清楚地分析感受到的各种现象、需要辞世时确定合适的时机[4]
 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经过认真训练的思考能力，然而他的这种能力正在熄灭。因此，应该抓紧时机，不仅因为每个人都在接近死亡，而且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也都在消退。

[二]

也应该认真观察那样一些事物，尽管它们是附属于顺应自然产生的事物而产生的，但是它们也常常包含某种能令人愉悦的方面。例如烘烤的面包就可能有一部分会裂开，那些裂开的部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违面包师的承诺，但是它们本身却能奇特地刺激食欲。无花果成熟了也会裂开。成熟的油橄榄中接近熟透的会腐烂，但这却会赋予果实一种特殊的美。躬身低垂的谷穗，狮子紧蹙的眉头，野猪嘴里淌出的白沫，以及许多其他事物，若是有人单个地观察那些事物，它们的样子很不好看，但是由于它们附属于顺应自然产生的事物，因而仍然能装饰那些事物，动人心灵。

因此，如果一个人对整个宇宙中产生的事物感觉敏锐，并且有比较深刻的领悟，那么甚至那些由先前的事物伴随而生的事物，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时也能令他感觉到一种特有的愉悦。这样的人观赏动物的真实大口[5]
 时感到的愉悦不会亚于观赏那些模仿者展示的绘画和雕塑作品时的感觉；他能用他那富有审察力的眼光[6]
 ，在老妪和老翁身上看出某种成熟和美，在年轻人身上看到青春的魅力；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事物，它们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有吸引力，而只是会令能深刻理解自然及自然的这些劳作的人感到喜欢。

[三]

希波克拉托斯[7]
 治愈过许多病人，自己却染病故去。卡尔达伊人[8]
 在预言过许多人的死亡之后，命运也把他们带走了[9]
 。亚历山大[10]
 、庞培[11]
 、盖尤斯·凯撒[12]
 曾经如此经常地把整座整座的城市彻底摧毁，战斗中把数以万计的骑兵和步兵砍倒，最后他们也都离开了人世。赫拉克利特[13]
 在对宇宙会毁灭于一场大火进行了那么多研究之后，由于体内充满水，浑身抹满牛粪而死去。虫子杀死了德谟克利特[14]
 ，另一些虫子杀死了苏格拉底[15]
 。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你登上了船，远航了，现在已经靠岸[16]
 ，那就登岸吧。如果是进入另一种生活，那里不会空荡无神明；如果是进入无感觉的状态，那就可以不再受苦乐支配，不再为奴于如此卑劣的躯壳[17]
 ，超过服苦役。要知道，一个是智慧和神灵[18]
 ，那一个是泥土和血污。

[四]

不要把你余下的生命时光用在思考他人的事情上，要是你的那些思考与公共利益无关。要知道，当你考虑某个人正在做什么，为什么做那件事，正在说什么，正在思考什么，正在算计什么，以及各种诸如此类的问题时，那就使你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从而偏离你自己有能力进行的观察。

因此，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这些枉然的[19]
 、毫无意义的思考，特别是不要好奇和心怀恶意；要让自己养成仅仅思考一些事情的习惯，当有人突然问你：“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要能直言不讳地当即回答你在想这个和那个，并且回答要直接而明确，一切都很坦诚、善意，不失是共同生活的人群的一份子，不关心享受或任何感官享乐，不好任何竞争、忌妒、猜疑，或头脑中正有其他什么羞于言说的念头。

事实上，这样的人力争进入优秀者之列，实在堪为祭司和侍奉神明者，因为他渴望按照深入他内心的[20]
 神性行事，那神性使他不被任何享乐玷污，不受任何痛苦伤害，不会遭到任何侮辱，不会沾染任何邪恶；真正高尚竞赛中的竞争者，不被任何激情惑动，深深地为正义所感染，全心灵地欢迎所发生的和分配给他的一切，除非涉及巨大的公共利益，否则绝少过问其他人的所言所行所思。因为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与他本人有关的事情他才会归入自己的行为范围，不断思考命运总量中分配给他的部分，力求使它们臻于完美，相信命运分配的是完美的。要知道，每个人分得的命运既会伴他而来，又会挟他而去。

他也记住，所有理性动物都是同类，关心所有的人符合人的天性；不应该听从所有人的意见，而只同意那些顺应自然地生活的人们的意见。对不这样生活的人们，他们怎样居家，怎样在外，白天和晚上怎么样，此人与怎样一些人交往，他也是要记住的。这些人甚至都不能令他们自己满意，因此他对来自这些人的夸赞是不会看重的。

[五]

做事不可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可不顾及共同利益，不可不假思索地从事，不要中途退缩[21]
 ，不要用精巧的言词修饰你的思想，不要话语冗赘，好管闲事。让你内心的神明[22]
 做你的引导者，像一个具有真正男子气质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服务于社会的、一个罗马人的、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恪守本分的人那样等待召唤，随时准备离开生命，既无需誓言，亦无需任何证人。心境欢悦，既不需要外来的帮助[23]
 ，也不需要别人给予宁静。应该自己站直，不由别人扶直[24]
 。

[六]

如果你能发现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比正义、真理、克制、勇敢，总而言之，比你由于理智帮助你按照真正的理性行事而感到的自我满足，比你分享命运不容选择地进行的分配而感到的满足更好的东西，——我是说，如果你能看到有什么比那更好，那你就全心全意地投向它，去享受你发现的最好的东西。

如果没有什么令你觉得比居于你内心的神灵[25]
 更好，那神灵使你的各种欲望屈服于他，认真审察所有的思想，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排除感官的诱惑，让你敬畏神明，关心人类——如果你发现其他一切都比它渺小，都不及它有价值，那你就不要给另一个神灵让出位置，因为一旦你让自己倾向于其他，那你就不会再继续崇敬这一特殊的善，不可能再崇奉自己的善。要知道，任凭这样的东西，例如人们的称赞、权势、财富或享乐，与合乎理性的、城邦社会的善相对抗是不应该的。那些东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适应我们的要求，但它们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占得优势，把我们引入歧途。

所以我说，你要直接自由地选择那更好的东西，并且保持它。或许你会说：“有利的才是好的。”如果那是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有利，那你就保住它，但如果是对动物有利，那你就拒绝它，并且要不骄慢地坚持自己的判断。只是有一点，那就是你需得可靠地进行探究。

[七]

不可把那种可能迫使你违背诚信、丢弃廉耻、憎恨他人、猜疑、诅咒、虚伪、追求需墙壁和帷幔掩盖之事物者视为于你有利的东西[26]
 。要知道，凡是看重自己的智慧、神灵和膜拜其德性的人不需要饰演悲剧，不会痛苦叹息，不需要孤寂独处，不需要人群喧嚣，特别是他会既不渴求，也不规避地活着。至于他的灵魂会长一些时间还是短一些时间留在这躯体里，他对此并不在意[27]
 ；一旦需要他离去，他便会轻松地离开，如同他谦谨地、次序井然地完成其他事情一样，令他最关注的唯一一件事是一生中思想决不偏离做一个智慧的、符合城邦社会要求的人。

[八]

在一个受到节制和净化的人的观念里，你找不到任何污浊的脓肿，也没有任何溃烂。他那规定由命运带走的生命不会是没有完成的，如同有人说悲剧演员在未结束演出，把戏演完之前便退场那样[28]
 。此外，他没有任何奴性，不作任何矫饰，不依赖人，也不拒弃人[29]
 ，不怕追究审查，也无需隐瞒躲闪。

[九]

尊重你的思考能力。一切都有赖于它，以使你的支配理性没有与自然不合的意见，没有与一个理性动物的结构不合的意见。它能使你保持镇静，对人友爱，对神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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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抛开一切，只把握住这几点。你还要记住，每个人活着只是现在这一很短暂的时间[30]
 ，其他时间不是已经过去，便是处于不可预测之中。实际上，人的一生短暂[31]
 ，他生活的地方也只是地球的一个小角落；即使是身后长久流传的名声也微不足道，那名声靠会很快逝去的可怜的人们一代代相传，他们甚至都未必了解他们自己，更不会了解从前故去的人们。

[十一]

对上述这些还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对进入想象的事物永远都要给予界定和描述，以便能完全清楚地看出它赤裸裸的真相是怎样的[32]
 ，然后自己思考它的名称，思考组成它和还原化解成的那些事物的名称。

要知道，最能培养心灵崇高的莫过于系统而真实地研究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始终这样来审视它们，观察它们：这是一个怎样的宇宙？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事物存在，它对于宇宙整体和对于作为最高之城邦的一员的人有什么价值[33]
 ，其他城邦有如一家人居住的房屋，都属于这最高之城；现在给我印象的事物是什么？它由哪些成分组成？它的存在还能延续多长时间；它要求我具有怎样的德性：诸如亲切、勇敢、真实、诚信、朴实、自足等。

因此，一个人在任何场合都应该这样说：这源自神明；这乃是由于命运之交织和纺绩，以及这样的巧合和机遇[34]
 ；这是由于我的同族、亲属或同伴，他不知道什么是顺应自然。但是我知道，因此我应该按照同伴关系和自然法则善意而公正地对待他；同时，对于那些善恶之间的事物，我仍然要判断它的价值。

[十二]

如果你做事能遵从正确的理性，严肃认真，坚定不移，善良仁慈，不分心于其他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保持自己内心神灵[35]
 的纯洁，有如现在就要把它还给神明们[36]
 一般；如若你能这样行事，无所期待，无所回避，而是满足于现有顺应自然的存在，一言一语均能保持英雄般地真实，那就会生活美好。也没有人能阻止你这样生活。

[十三]

就像医生总是把器械和刀剪准备在手边，以备突然出现的服务需要，你也要这样具备应用的原则，用以观察神界和人间事物，完成每一件事情，即便那是极细微的事情，记住两方面的[37]
 相互关联。要知道，如果不联系神性事情去理解，你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人间的事情，反之亦然。

[十四]

不要再飘忽不定。要知道，你大概不可能读到你的札记[38]
 ，不可能读到罗马人和希腊人的事迹[39]
 ，不可能读到那图书摘录[40]
 ，那是你为自己老年时准备的。赶快奔向终点，放弃那些空洞的希望，要是你还珍惜自己，那就拯救自己吧。

[十五]

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偷盗[41]
 、播种、购买、静默、看出应该做什么，这不是靠普通的眼晴，而是凭借某种另外的视觉。

[十六]

肉体、灵魂、智慧：感觉属于肉体，欲望属于灵魂，信念属于智慧。家庭饲养的牛羊等畜类亦能够靠想象得到事物的形象，听凭欲望如木偶作牵线表演[42]
 则是野兽和嬖童所为，法拉里斯[43]
 和尼禄[44]
 也一样。至于靠智慧为向导尽明显的义务，那些不信神、背叛祖国、关起门来无恶不作的人们也能做到[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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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如果其他各种事情应该为上面提到的各类人所共有，那么一个好人的独特方面只有一点，那就是热情地欢迎一切发生的事情和命运为他编织的事情。对存在于他内心的神灵[46]
 不混淆，不以各种狂妄的思想去搅扰，而是保持友善，顺从地遵循于神明，不说任何违背真理的话，不做任何悖逆正义的事。即便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过着一种简单、朴素、愉快的生活，他也不对他们任何人生气，也不改变导向生命终点的路线，而是继续向那净化的、安宁的终极前进，毫无阻碍地准备离开人生，毫不勉强地与命运给他的安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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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一]

当主宰内心之力量顺应自然时，它便能适应发生的一切，对于可能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总能轻松地适应。事实上，它并不需要任何特定的物质，如果在追求目标过程中需要排除障碍[1]
 使其向自己转化；有如火焰[2]
 它能制服一切投入之物；若是火苗微弱，它可能由于那些投入之物而熄灭；但若是火焰旺盛，它便能极其迅速地使置于其中的东西降服于自己，把它们吞噬，由那些物料使自己变得更旺盛。

[二]

做事不可不假思索[3]
 ，亦不要不按技艺原则去做。

[三]

人们往往寻求退隐，过乡间、海边和山林间的生活，你也曾经希望过那样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想法是最为庸俗的，因为你可以随时退隐到你的内心。要知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比他退隐进自己的心灵更洁静、更闲适；特别是当他内心有这样的要求时，他只需稍许凝思，便可以立即进入宁静之中。我称之为宁静的不是什么别的，就是心灵的有序。因此，你要不断让自己作这种退隐，让自己获得新生。你内心的原则要简洁而彻底，只要遵循它们，便可以立即排除一切烦恼，回过来再想起它们时便不会再感到厌恶。

你对什么感到憎恶？是对人之恶？你要这样思考：理性动物是为了相互依存而生，忍耐是公正的一部分；犯过错并非人之本愿；试想一想，有多少人在仇视、猜忌、憎恨、刀枪相见之后都倒下了，变成了灰烬，然后你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过你是否对从整个宇宙中分得的部分感到不满？你不妨想一想宇宙的两种组成设想：“或是由于神意，或是由于原子”[4]
 ，其中一种看法认为，宇宙有如城邦[5]
 。不过亦或是肉体方面的原因总在缠住你？那你就想一想，理智一旦回归自身，认识到自己的能力[6]
 ，便不会与灵气相混，无论那灵气是平缓的，还是急促的。你再想想听到过的有关痛苦和快乐的各种说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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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否名声使你转向？你要知道，一切都会迅速被遗忘，一生未经历的前后时间的混沌，不和谐的空虚，赞美之词的混乱，划定的地域的狭窄。要知道，整个大地是一个点，我们居住的地方更是一个怎样的小角落[7]
 ?这里能容下多少人？一些怎样的人会称赞你？

所以，最后你要记住：退隐到你自己的那块小天地里去，不要分散心思，也不要过分紧张，而要从容自在，对待事物要像一个男人，一个人，一个市民，一个会死亡的生命物。在你俯视即可拈来的信条中，有两点你要特别关注。其一，客观事物与灵魂无涉，而是在外面与环境处于相适之中，一切纷扰皆源自内心。其二，你所看到的一切事物变化不止，你要牢记你所见到的条件的变化。“宇宙即变化，人生即意见[8]
 。”

[四]

如果理智[9]
 是我们共有的，那么使我们成为有理性之物的那种理性也是共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指导我们何事该为或何事不该为之理性也是共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法律也是共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都是城邦社会的成员[10]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分享某种社会[11]
 权利；如果是这样，宇宙就有如一个城邦。要知道，有谁能把由整个人类参与的共同社会称为其他什么呢？所以我们具有的理智、本能、理性本能和法制本能都源于这一共同的城邦；或者，它们又能从哪里来呢？要知道，有如我的躯体里的土性部分是从某种土分解来的，火性部分是从另一种火分解来的，水性部分是从另一种水元行分解来的，呼吸[12]
 源自某种气流，热和火则源自某种特殊的本源（因为任何事物不能产生于无，任何事物亦不能归于无），因此理智亦有其本源。

[五]

死有如生，是一种自然奥秘，几种元行聚合，又分离成那些成分。总之，死完全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13]
 ，因为它既不与理智动物的本性相背逆，也不与其结构的理性相背逆。

[六]

由这样的人，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14]
 。如果你希望不是这样，那便有如希望无花果树不产生浆汁[15]
 。总之，你要牢记住这样一点，即在很短的期限内你和他都是要死的，经过很短的时间你们的名字也会不再留存。

[七]

抛弃你的想法，也就抛弃了“我被伤害了”的想法，抛弃了伤害[16]
 。

[八]

凡事不能使一个人本身变得比他自己更坏，便也不能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坏[17]
 ，亦不能从外面或里面伤害他。

[九]

有益之本性迫使行有益之事。

[十]

要把一切视为公正地发生的。你若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事情正是这样。我指的不仅是按照顺序，而且是按照公理，就像它是由某个分配者按应得份额分配的[18]
 。因此，你要像开始时那样密切注意，不管你做什么，都要怀着一个好人应怀有的那种用心去做，这样才能真正被认为是一个好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保持这一原则。

[十一]

遇事不可持伤害你的人所持有的那种看法，亦不要持他希望你持有的看法，而是要观察事情本身，根据实际情况作判断。

[十二]

应该永远有两条随时准备履行的准则：其一，只做统治一切和遵循法制的理性要求做的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其二，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看法，如若有人能纠正你的看法，使你放弃某种看法。不过这种放弃始终必须是由于类似公正的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某种有说服力的见解，并且应该永远只是类似这样的见解，不可由于那种见解令人愉快，或可张扬名声。

[十三]

你有理性吗？“我有”。那么你为什么不运用它呢？要知道，一旦理性发挥作用，你还需要别的什么吗[19]
 ?

[十四]

你是作为部分而存在。你将消失回归于你之来源，你将会经过变化，复归于那始源理性[20]
 。

[十五]

许多乳香灰堆积在祭坛上，它们有的先落下，有的后落下，但没有什么差别。

[十六]

不用过十天，那些现在觉得你如同野兽和猿猴的人就会敬你如神明，如果你能回过来遵奉那些信条和崇奉理性[21]
 。

[十七]

请不要像能够活上上万年那样地活着。你的命数已定，趁你还活着，趁你还可能，做一个好人吧！

[十八]

一个人不注意观察邻人所说所做所思[22]
 ，而是只关心自己的行为能够公正和合乎天律，那他会获得怎样的闲适啊！应该说[23]
 ，高尚之人不窥探他人的晦暗习性[24]
 ，而是“目不斜视地直奔目标”。

[十九]

一个对身后美名[25]
 强烈向往的人没有想一想，每个能记住他的人和他本人都会很快死去，后继者也会很快死去，直到全部记忆由于联想的中断和光辉的熄灭而完全消失。即使那些记得你的人是不死的[26]
 ，那记忆也是不会消失的，这对你又有什么关系？我不说对于死者，而是说对于活着的人，除非是为了某种治理需要，那称赞又有什么意义[27]
 ?现在你忽视自然的赋予，而是重视别人对你的评论，这是不合适的。

[二十]

一切自身具有美的事物本身便是美的，并且以自身为满足，不把赞美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其实，称赞并不能使事物变得更好或更坏。我认为，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通常人们普遍称之为美的事物，例如适用于物质性的东西，适用于技艺制品。真正的美还需要什么吗？不，如同法律一样不需要，如同真理一样不需要，如同善意、谦虚一样不需要。它们中有哪一种是由于称赞才美的，或是由于受贬抑而受损？事实上，即使翡翠[28]
 不被人称赞，它会变丑吗？黄金、象牙、紫袍、竖琴、短剑、小花、矮树会由于不被人称赞而变丑吗？

[二十一]

如果灵魂继续存在，那么在经过许多年代之后大气是如何为它们腾挪空间的？同样地经历那许多年之后，土地又是如何腾挪出地方埋葬死者的躯体的？事实上，如同躯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和腐烂之后为其他的尸体让出地方一样，灵魂停留在空气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29]
 也会变化、解体，溶入宇宙间的始源理性而上升，用这种办法为前来一同居住的灵魂腾出空间。这就是对灵魂继续存在这一假设作的回答。

我们不仅应该考虑这许多被埋葬的躯体，而且还应该考虑每天被我们和其他动物吃掉的生物。事实上这一数目是多么巨大，并且就这样埋葬在食用者的躯体里。它们不缺乏空间，因为你把它们变成了血，然后它们又由血变成气，变成了火。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获得了怎样的探求真理的知识呢？区分物质因和原因因[30]
 。

[二十二]

不要游移不定，要使每个行动都符合公道，对每一个印象[31]
 都要认真领悟。

[二十三]

宇宙啊，一切凡是与你和谐的，便也是与我和谐的。一切凡是与你适时的，对于我便也不会是过早或过晚的。自然啊，凡你各个季节送来的果实，都是给我享用的；一切凡是从你那里来的，在你那里生长的，都会回到你那里去[32]
 。有人说：“可爱的基克罗普斯的城市”[33]
 。你为什么不说：“啊，宙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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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　罗马复制品

[二十四]

哲学家说：“若你要心境宁静，就少做事[34]
 。”只做必要的事情，只做为社会生命物之理性要求做的事情，并且按其要求去做，这不是更好吗？要知道，这不仅由于适当地行事而可以带来宁静的心境，而且也可以由于行事少而得到它。事实上，我们所言所行绝大部分都是不必须的，如若一个人能把它们排除掉，那他便可以变得更加闲适，更加安宁。因此，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时都应该暗暗地提醒自己：这是不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仅应该不做不必要之事，而且还应该抛弃不必要的思想。那时候，被排除的事情就不会随之而来。

[二十五]

试试怎样使自己符合一个高尚之人的生活，亦即满足于从整个宇宙分配给他的那部分、对自己的公正行为和宽厚心态感到满意的人的生活。

[二十六]

你已经注意到那些方面了吗？现在再看看这些方面。不要烦扰自己，要努力使自己简朴[35]
 。有人犯错误了吗？那他是对自己犯错误[36]
 。你遭遇到什么事情了吗？那很好。那是自整个宇宙从一开始便为你安排的，命运已经为你编织好一切遭遇的事情[37]
 。总之一句，人生短暂[38]
 ，应该以正确的理性和公正享用现在。在松弛中保持节制。

[二十七]

宇宙可能确实是被安排的，也可能是堆积而成的混合物，不过仍然是有序的[39]
 。当整个宇宙是一种所有互相分离、互相分散、仅具有共振关系的事物的无序体时，在你的内心里能存在什么有序吗？

[二十八]

凶恶的性格[40]
 ，懦弱的性格，固执的性格，残忍的、兽性的、稚气的、懒惰的、虚伪的、卑贱的、贪婪的、残暴的性格[41]
 。

[三十九]

如果一个人对宇宙里的各种事物一无所知，那他是宇宙的局外人。一个对宇宙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人同样也是宇宙的局外人[42]
 。逃避社会理性[43]
 者是背叛者；不用智慧之眼观察者是盲者；需要依赖别人、不能从自身得到一切生活必需品者是乞者；由于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而使自己背离和弃绝共同的自然理性者为宇宙的肿瘤[44]
 ，因为是自然理性使得发生了那事情，也产生了你；把自己的灵魂从浑然一体地存在的理性灵魂分离者是城邦之自行割离者[45]
 。

[三十]

一个人没有短衫，研究哲学；另一个人没有书卷，研究哲学；第三个人是半裸者，说道：“我没有面包，但仍然坚持理性。”我也是并非为了从知识里求得食物，而是在坚持理性。

[三十一]

那技艺可能很低微，但那是你通过学习得来的，你要珍惜它，并且要安心于那种技艺。要像一个把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交给众神明，既不对任何人暴虐，也不让自己给任何人为奴那样地度过自己的余生。

[三十二]

请费心想想维斯帕西安[46]
 时代，你就会看到一切：结婚、生育、生病、死亡、作战、节庆、经商、务农、谄媚、自吹、猜疑、阴谋、祈求一些人死亡、抱怨自己的遭遇、爱情、储藏、渴望执政官职位和王位。可是他们那样的生活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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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真纪念柱（上图）

纪念柱立于罗马图拉真广场，为图拉真公元106年战胜达奇亚人而建，柱高近40米，柱身螺旋型绕以装饰浮雕，柱里有内梯185级，42个透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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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真纪念柱浮雕（上图）

不妨回溯到图拉真[47]
 时代，情景也完全一样。那时的生活也已经逝去。同样再看看其他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记录，看看多少人在奋发努力之后，也很快倒下了，死去了，分解为元行[48]
 。不过你最应该特别想想的是你自己认识的那些人，他们追求空虚的东西，不做符合他们自己结构的事情，不坚持也不维护它们。必须记住这样一点，即对每个事物的关注都要做到适度[49]
 和相称。要知道，这样你就不会产生厌恶感，若是你能不过分地，或者说能恰如其分地对待不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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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得利安　大理石雕像

[三十三]

许多曾经是人们熟悉的词语现今都业已成为古旧词。同样，许多从前被人们在赞歌中不断称颂的名字[50]
 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为过去，例如卡弥卢斯[51]
 、凯索[52]
 、沃勒苏斯[53]
 、顿塔图斯[54]
 ，稍后有斯基皮奥[55]
 和卡托[56]
 ，再后来有奥古斯都[57]
 ，以及哈得利安[58]
 和安托尼努斯[59]
 。要知道，一切都很快地会消逝，成为传说，然后又很快完全被遗忘。我们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是曾经令人惊叹地显赫一时的那些人的名字。至于其他人，一旦他们呼出最后一口气，他们也就消失了，无声无息了[60]
 。永久的记忆又是什么呢[61]
 ?完全是虚无。那么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公正的思想，善意的行为，绝无欺骗的语言，把发生的一切视为必然的、熟知的[62]
 、来自同一个始源和源泉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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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　大理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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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尼努斯·皮乌斯　大理石雕像

[三十四]

你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克洛托[63]
 ，让她纺绩你的生命之线，任由她编织事变。

[三十五]

不管是记忆者还是被记忆者，全都是朝生暮死者。

[三十六]

要不断观察一切，它们皆由变化而生成；要惯于思考，宇宙之本性喜欢改变一切现存的事物，制造相类似的新事物。要知道，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说是种子，由它而产生出的新事物的种子。你若是以为只有播进大地或子宫里的才是种子，这种看法就太简单了。

[三十七]

你也会死的，但是你还没有做到朴实、无烦恼、无担心受外界伤害的疑虑、和善地对待所有的人、认识到智慧仅在于公正地行事。

[image: 图片]


维斯帕西安　大理石雕像

[三十八]

审察一下人们的支配理性，包括那些智慧之人，他们避免什么，追求什么[64]
 。

[三十九]

那被你视为是邪恶的东西并不存在于他人的支配理性之中，也不会由于你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它来源于哪里呢？它来源于你的身体里形成关于恶的概念的地方。如若不形成这样的判断，一切便都会很好。它的紧邻是你的躯体，即使你的躯体被切割，被燃烧，化脓，腐烂，你也要让形成恶的概念的那部分[65]
 保持安静。也就是说，不要判断任何一件事物为恶或善，因为它可以同样地发生在坏人或好人身上[66]
 。既然它可以同样地发生在违背自然或顺应自然地生活的人身上，那么它也就不存在是顺应自然或违背自然。

[四十]

要不断地思考，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一个实体[67]
 ，具有一个灵魂；思考一切怎样回归到宇宙的惟一知觉[68]
 ；思考一切是怎样以惟一的冲动活动；思考现存的一切怎样成为所有将要产生的事物的共因；思考命运之线是怎样纺绩和交织的[69]
 。

[四十一]

正如埃皮克泰德说过：“你是承担着躯体的渺小的灵魂”[70]
 。

[四十二]

各种存在物都处于变化之中，并非任何恶；有如各种事物均由变化而来，亦非任何善。

[四十三]

时间有如一条由各种存在之物组成的河流[71]
 ，一条湍急奔流的河流。要知道，每一个事物刚被看见，便顺流而去；另一个事物出现了，又被带走。

[四十四]

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为人们熟悉和认识[72]
 ，有如春天的玫瑰和夏天的果实。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如疾病、死亡、诽谤、欺诈和各种令愚蠢之人或喜或忧的东西。

[四十五]

后来的和先前的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知道，这不只是某种分列性的计数，只具有必然的顺序，而且是一种合理的关联，并且有如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被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那样，继而出现的事物不只是表现出简单的联系，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令人惊异的相互关系[73]
 。

[四十六]

要永远记住赫拉克利特的话：“土死变成水，水死变成气，气死变成火，”并且这样往复循环。还要记住：“那个忘记了道路方向的人。”并说：“人们总是同与他们交往最密切者——统治整个宇宙的理性——争论。”记住：“他们对每天遇见的事物感到陌生。”记住：不应该“像睡梦中的人那样行动和说话”[74]
 ，因为我们在睡梦中也行动和说话。记住：不应该是“父母的孩子”，简单地说就是“按我们接受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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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特　大理石雕像

[四十七]

若是有一位神明对你说，你明天早晨将会死去，或者最迟在后天，你会认为无论是后天死去还是明天死去，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除非你是个非常卑鄙之人。要知道，那能有多么大的差别呢[75]
 ?因此，你是许多年之后死去还是明天早晨死去，你也就把它们视为没有多大的差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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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城遗址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

[四十八]

要经常思考，多少医生常常在对病人紧皱眉头之后自己也死了，多少星相家在庄严地预言他人的死亡之后自己也死了[76]
 ，多少位哲学家在对死亡和不死问题进行过无数的探讨之后自己也死了，多少个英雄在杀死了许多人之后自己也死了[77]
 ，多少个好像是不死的暴君在极度高傲地行使生杀权力之后自己也死了，多少整座城市可以说也死了，例如赫利克[78]
 、庞贝[79]
 、赫尔克拉努姆[80]
 ，以及许多无法胜计的其他城市。

再看看你们认识的人，他们也都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这个人给那个人送葬后，他自己躺下了；另一个人又来给他送葬，也会同样地倒下[81]
 。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总之一句话，人生短暂而卑微，昨天是一小滩黏液[82]
 ，明天将会成为僵尸或灰烬。因此，顺应自然地度过这短暂的时限吧，慈祥地结束它，有如成熟的橄榄堕下，赞颂养育它的土地，感激生长它的树木。

[四十九]

要有如海岬，任凭海涛不断地冲击，它自屹然矗立，周围汹涌的水流却自沉寂。

“我运气不好，遭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不，应该这样说：“我真幸运，虽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并不感到痛苦，既没有被目前的状况摧垮，也没有对未来感到恐惧。”要知道，类似的事情可能发生于所有的人，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感到痛苦。因此，为什么认为那是不幸，而不是幸运呢？你总是把凡并非人之本性之失误视为不幸？你为什么要把并不偏离人之本性的事情视为不幸呢？如果一件事情并不背逆人之本性，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视为人之本性的不幸呢？怎么样？好，你已经知道本性的意愿。就这样，是不是发生的事情会阻止你保持公正、宽宏大量、头脑清醒、富有理智、审慎、不欺诈、谦逊、自由，以及种种人之本性不可缺少的东西？请记住，凡有什么事情使你感到痛苦，你就采用这样一条原则：“此事并非不幸，高尚地承受便是幸运。”

[五十]

有一个变通的、不过仍然很有效的蔑视死亡的办法，那就是列举那些依恋地度过一生的人们。其实，他们比起那些早夭的人们又多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他们最终仍然躺在那里，如卡狄基阿努斯[83]
 、法比乌斯[84]
 、尤利安努斯[85]
 、勒皮杜斯[86]
 ，以及其他与他们相似的人，他们送走了许多人，然后他们自己也被送走了[87]
 。总而言之，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很短暂的[88]
 ，熬到尽头的生命其间要经历多少烦恼？遇到什么样的同伴？囿于怎样的躯体？因此，不要把生命看作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妨回首观望，时光张着大嘴；向前遥望，另一个永恒。在这中间，三天的寿命与三代人的寿命[89]
 有何区别？

[五十一]

永远走最近的路。最近的路是顺应自然的路，它能让人最正确地言和行。这样的决定能使人解除烦恼、竞争、一切机巧和矫饰[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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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一]

清晨[1]
 ，若是你懒得起床[2]
 ，你就随时这样想：“我现在起床，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它们而生，就是为了它们而被领进这个宇宙，那我为什么还要因工作而烦恼呢？或者我就是被安排为了这样，好让我躺在被褥里暖和？“但是这样比较舒适。”那么你就是为了这种舒适而出生的吗？总之一句，你是被动行动，还是主动行动？你不看见那些微小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它们是如何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各尽其职，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可是你却不想去做人的工作吗？不赶紧去做顺应自然的事情？“但是进行一些休息也是应该的。”我承认是这样，然而自然为此也给予了限度。自然对饮食也给予了限度，但是你已经超过了限度，超过了满足的限度，然而你对于工作却不是这样，而是要局限在限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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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柱建于公元189～96年，为纪念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对日耳曼人战争的。纪念柱按照图拉真纪念柱的风格，由30块带浮雕的大理石组成，浮雕成螺旋型围绕柱身，展现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率领军队同日耳曼部落和萨尔马特部落战斗的各种场面。柱里有203级内梯，56个洞孔透光。柱顶原是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雕像，后来换成保罗教皇的雕像。

实际上你不爱你自己，否则你就会爱你的本性，按照本性的意志行动。其他人由于热爱自己的行业，全心地投入自己行业的劳作，疲惫不堪，废寝忘食，而你却不尊重自己的本性，不及雕刻家热爱自己的雕刻技艺，或者舞蹈者热爱自己的舞蹈技艺，或者贪财者热爱自己的银钱，或者爱虚荣者热爱荣耀。这些人非常热爱自己的本行，真是做到废寝忘食，力求增进自己倾心的技艺。你认为与社会有关的行为不及它们有价值，不及它们更值得追求吗？

[二]

驱除和抹掉令人烦恼或不友善的印象[3]
 ，然后立即进入完全的宁静状态，那该是多少令人满足啊！

[三]

凡顺应自然的一切言和行你都要视为合适的，不要让他人的指责或议论左右你[4]
 ，而如果你所做或所说一件事是好的，那就不要认为自己不值得去做或说。要知道，别人有自己的行为意向，追随他自己的愿望，你不要顾虑那些，而要径直地往前走，遵循自己的本性和共同的理性。这二者是同一条道路[5]
 。

[四]

我顺应自然地经历了各种事情，直至我有一天倒下，作永久的呼吸，把最后一口气呼出给我每天从中吸入的去处，倒到我父亲从那里获得谷物、我的母亲从那里获得血液、我的奶妈从那里获得奶汁的地方，这么多年我每天从那里被牧养、受灌溉，它任我践踏，任我利用。

[五]

人们并不惊叹你的机敏。就算是这样吧[6]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品质，你却不能说“我生来就缺乏它们[7]
 ”。那就展示一下那些完全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品质吧，如真诚、庄严、耐劳[8]
 、不纵乐、不怨命、不贪求[9]
 、仁慈、自主、简朴、不饶舌、宽宏大量[10]
 。你看到没有，有多少美德可以表现，并且你无法推托称你先天缺乏它们或者与性格不合，然而你却心甘情愿地甘居其后？或者你嘟哝抱怨、吝啬小气、阿谀谄媚、归咎于体质、巴结讨好、自吹自擂、心灵不安，这些都是由于天赋如此？不是的，请神明作证。其实你本可以早就摆脱它们；即便是这样，你也是太迟钝，认识迟缓。你要在这方面训练自己，不可忽视它，不能以迟钝为乐。

[六]


有这样的人，每当他施惠于他人后，总算计着获得回报。也有这样的人，他关于自己的施惠虽然不这么想，但是心里总觉得对方是债务人，记着自己做的事情。还有这样的人，他不把自己的施惠记在心里，而是有如葡萄树长出一串葡萄，不期望为自己的贡献获得回报[11]
 ，或如一匹跑完路程的马，一头追踪猎物的狗，一只酿蜜的蜜蜂。这样的人做完一件善事时并不大声喊叫，而是再去从事另一件事情[12]
 ，就好像葡萄树在节令到来时重又长出一串葡萄。

“那么人们是不是就应该这样行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在意呢？”是的，不过还是应该关注所行事情本身。要知道，他会说他体会到社会性地从事工作是一个社会的人的特性。“那么，请宙斯作证，他也会希望同伴知道他的所为了。”是这样，你说得对，不过你误解了我刚才说的话，因此你也会成为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之一。要知道，他们好像是在遵行某种理性，然而实际上误入歧途。不过如若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话也有某种意义，那你就无需担心会因此而忽略去做符合公共利益的事情。

[七]

有个雅典人祈祷：“亲爱的宙斯，降雨吧，降雨吧，降落到雅典人的土地和原野上。”根本不要祈祷，或者就这样简明而坦率地祈祷。

[八]

有传说称：“阿斯克勒皮奥斯[13]
 给人开处方：骑马、冷水浴、赤足行走。”宇宙之本性也这样给有的人开处方：患病，或肢体残缺，或遭遗弃，或其他类似的事情。要知道，前一个“处方”在于作某种指示，指导病人做适合于他的健康的事情，而后一个“处方”则是说明发生的事情是对每个人的安排，相应于命运分配给他的份额。事实上，我们说自己“发生了某件事情”，就有如泥瓦匠说把四方形的石块安放到墙上或金字塔上，按照建筑计划使其互相协调一致。总之，存在着一种和谐，宇宙即是由所有物体组成的这样的和谐整体，命运同样也是由所有的因组成的这样的总因[14]
 。我说的这个道理甚至连普通人都理解，由此人们常说：“这是命运给他的安排。”因此，既然给他作了这样的安排，那也就是给他开了这样的处方。那就让我们接受命运给我们的安排吧，那安排有如阿斯克勒皮奥斯开的处方。在命运的安排中确实也有许多烈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欢迎它们，因为期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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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就这样认为与你发生的事情，既然共同的自然理性视其为种种事物的完成和终结，有益于你的健康。因此你要欢迎发生的一切，即使它令你觉得有些苦口，但那是为了宇宙的健康，为了宙斯的幸运和繁昌。因为若是他不能让某件事同时给整个宇宙带来好处，那他也就不会让某个人发生那样的事情。要知道，自然不会让不合适于其管理的事情发生。

由此，有两条理由可能使你欣然接受你所遭遇的事情：第一，那是为了你而发生，是为你开的处方，是与你有某种关联的，是由那些最久远的原因纺绩成的命数；第二，对于管理整个宇宙的力量来说，发生于每个人的事情也是幸运和完美的因，请宙斯作证，甚至与其持续性也有关系。要知道，若是你割裂了它的连接和延续，那你就会伤害它的整个完整性。当你感到不满，并力图怎么地取消它时，那你便是在尽自己所能割裂它。

[九]

如果你没有能根据正确原理做每一件事情，你不要不可忍受[15]
 ，也不要沮丧，不要失望，而要在你遭受挫折而失去信心的时候[16]
 ，对你自己的大部分行为符合于人之本性而感到欣喜，热爱你返回的方向，留恋你回到的地方；也不要像回到傅保那里那样地回归哲学，而要像患眼疾者求助于海绵和蛋清，像另一病人求助于敷济，求助于湿润那样。你也要这样毫不炫耀地服从理性，获得安宁。你还要记住，哲学所要求的正是你的天性所要求的，而你所要求的却是不符合天性的。“有什么比它们更令人愉快的吗？”要知道，快乐不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使人倒下吗？请看，心灵宽宏、独立自主、简朴坦率、为人善良、虔敬神明，这些不是更令人愉快吗？事实上，每当你想到能平稳而顺畅地认识和理解一切事物时，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智慧更令人愉快呢？

[十]

事物都处于某种隐蔽之中，以至于不少哲学家，而且是一些并非一般的哲学家，都认为是他们不能完全领悟的[17]
 。即便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他们也觉得很难领悟。我们的感官接受是不断变化的。事实上，哪里能找到观念始终一贯的人呢？你再看看那些存在的事物，它们何等短暂，何等没有价值，可能归某个淫荡之人，或妓女，或强盗所有。请再看看那些共同生活的人，甚至其中最高雅之人都令人难以忍受，更不用说一个人只是勉强地忍受自己。

一切就这样被囿于这种物质和时间、运动和被运动的昏朦污浊之中，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高度重视或热心追求的。其实相反，一个人应该心安理得地等待自身的自然解体，并且不要因为虚度而烦恼[18]
 ，而要以下述两点使自己内心安宁：其一，凡是不合乎宇宙之道者绝不会降临于我；其二，我不会背逆我内心的神明和神灵[19]
 行事，由于没有人能强迫我那样做。

[十一]

“我现在是在怎样使用我的灵魂？”在每一个场合都要这样询问自己，并且问道：“在属于我的人们称之为理性的那一部分现在与我的关系怎么样？我现在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灵魂？是孩童的灵魂吗？是青年的灵魂吗？是妇女的灵魂吗？是暴君的灵魂吗？是家畜的灵魂吗？是野兽的灵魂吗？”

[十二]

许多人认为好的东西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从以下的探讨中得到理解。如果有人认为某些事物确实是好的，这样的事物如智慧、节制、公正、勇敢，如果他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他就不会听信什么“由于他拥有财富”，因为它们不相适。但是当一个人有意追求令许多人觉得是善的那些东西时，他便会愿意听取喜剧家的说法，并且会很容易地觉得，喜剧家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许多人都能够觉察出其间的差别。要知道，否则那句话便不会引起反感，遭到鄙视，而我们却认为那是一个有关财富和荣誉的讥诮话，说得恰当而高雅。那么，你不妨再进一步问一问，那些适用“他财富多得连自己都无处安身”[20]
 这句话的人所拥有的东西，难道值得珍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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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我是由原因因和物质因构成的，它们哪一种都不会被毁灭而归于无，因为它们都不是由无而生成的。由此，我的每一部分都会经过变化[21]
 而变成宇宙的某一部分，然后再变成宇宙的另一部分，如此永无止境。我也是由于这种变化才得以存在的，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如此后推于另一个永无止境。事实上，没有什么能阻止这样的解释，即便宇宙是按完全的周期受统制的[22]
 。

[十四]

理性和理性技艺对于其自身及其劳作都具有自足能力。因此，它们从自己的初始被激发，向既定的终点前进。由此，这样的行为被称为是循正路而行的正确行为。

[十五]

那些不合于人的事物不可称其为人的事物。那些事物不是人们所要求的，不为人之天性所容纳，不是人之天性之完美体现。因此，人生的目的并不在那些事物，人生的终极目的，即善的实现也不依赖于它们。不过如若任何这类事物是属于人的，人便不应该蔑视它们而加以拒绝；如果他表示不需要它们，那也不值得称赞；如果这些事物是好的，而他只满足于自己所有，那他也不是个好人。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人愈是能让容忍自己失去或是被剥夺这些事物或其他类似的事物，那他便愈是一个好人。

[十六]

你经常怎么想，你的心灵就是怎样的[23]
 ，因为灵魂处于思想的熏陶之中。因此，你要不断地用这样一些思想熏陶它，例如：只要是能生活的地方，便能生活好；既然必须在宫廷里生活[24]
 ，那么在宫廷里也能生活好；又如：每件事物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制造的，它是为符合这个目的而制造的，因此总是被引向为其而制造的那个目的；它的终极就是它被引到的那个地方，并且每件事物的终极之所在也就是该事物的利益和善之所在；理性动物的善即和谐相处[25]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这和谐相处而生的[26]
 ，这一点已经说明过。低级者为高级者而生，高级者是为彼此而生，这一点不是也很清楚吗[27]
 ?并且有生命者高于无生命者，有理性者高于有生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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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追求不可能的事物是疯狂，愚庸之人不可能不这样行事[28]
 。

[十八]

一个人生来不适宜承担的事情，不会降临于他[29]
 。别人也可能遭遇你所遭遇的事情，他也确实由于无知而承担了下来，或者是想显示自己心宏志大而坚定不移，竟也未受伤害。无知和虚荣竟然比智慧更有力量，实在是咄咄怪事[30]
 ！

[十九]

事物本身丝毫不能束缚灵魂，不能进入灵魂，也不能使灵魂改变方向或推动它；惟有灵魂本身能转移和推动自己[31]
 ，并且凡它为外在客体作的判断都是认为合适的，从而使外在事物适合于这些判断[32]
 。

[二十]

一方面，人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因此我必须为他们谋利益，必须容忍他们，然而因此有些人却妨碍我的正常行动，于是人对于我又成为与太阳、风或野兽无区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的某个行动可能会受到阻挠，但是我的愿望[33]
 和心理状态可以通过排除和改变而不会受束缚。要知道，理智能把一切妨碍其活动的事物转变和转移成受引导物[34]
 ，使得一事物的障碍变得对其有利，道途中的障碍反而使道途变顺畅。

[二十一]

你要珍视宇宙间最卓越的东西，亦即利用一切和统治一切者。同样，你也要珍视你的体内最卓越的东西[35]
 ，亦即与前者同类者。要知道，这利用其他各种事物者存在于你身上，你的生活就处于它的统制之下。

[二十二]

对城邦无害者亦不会对城邦个人有害。请对一切伤害概念采用这样一条原则：如果城邦未受其伤害，我也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城邦受到伤害，也不要为城邦受到伤害而愤怒，只需探询清楚，他错在什么地方？

[二十三]

你要经常思考，一切现存的和将要产生的事物的变化和消逝是多么迅速。因为一切事物都有如河水不断地流动[36]
 ；活动在于不断地变化，其原因在于无穷的转变，几乎无物不变化，在我们身边的是无限的过去和张着大嘴的未来，一切都消逝其中[37]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或是自鸣得意，或是心烦意乱，或是满腹抱怨，好像那些令他烦恼的事会长久地留存似的，难道这样的人不愚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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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你要记住整个宇宙实体，你所分享的仅仅是它的很小一部分；还有整个的时间，分配给你的只是一个很短暂的瞬息间隔；还有分配给你的那命运，那是其中多么小的一部分[38]
 ?

[二十五]

别人对我做了什么错事吗？那是他的事；他有自己的习性，他有自己的行为。凡宇宙自然要我现在拥有的，我现在有了；凡我的天性要我现在做的，我正在做。

[二十六]

你的灵魂的支配和统领部分不可由于肉体的任何活动而改变，不管那活动是平和的[39]
 ，或是激烈的[40]
 。不能让它与那些活动相混，而要给它划定界限，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命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当肉体活动通过存在于统一的肉体之内的其他情感进入心灵时，也不要抵抗那感觉，因为那感觉是自然地产生的，你的支配理性也不要从自身出发判断其为善或为恶。

[二十七]

与神明们一起生活。一个经常不断地向神明们表示自己的灵魂对命运分配给他的部分[41]
 感到满足，对由宙斯赋予每个人的首领和内心主宰——神灵[42]
 ，实即他自己的一部分，所希望给予的感到满足的人，即是和神明们一起生活。这神灵亦即每个人的智慧和理性[43]
 。

[二十八]

一个人有狐臭，你对他生气吗？一个人有口臭，你对他生气吗？他能怎么样呢？他有这样一张嘴，他有这样的腋窝。有怎样的本源必有怎样的气味。你或许会说：“但人是有理性的，因此他能够发现他如何令人生厌。”你这样说很好，这表明你也有理性，请你用你的理性能力激发他的理性能力，指出他的不足之处，规劝他。要是他能听你的劝告，你就帮他医治，但不要对他生气[44]
 。

你不是悲剧演员，也不是妓女。

[二十九]

既然你打算在离开这里后继续生活，那你现在在这里就可以那样生活。不过如果人们不允许，那你就放弃生命[45]
 ，而且要像不是遭受不幸那样。“屋里烟雾弥漫[46]
 ，所以我离开这里。”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呢？在没有任何这样的缘由把我赶走之前，我仍然是可以自主的，没有人能阻止我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想做的事情是符合理性和群居生活的[47]
 本性的。

[三十]

宇宙智慧是群居性的。无论如何，它安排低级事物为高级事物而存在，又使高级事物互相适合[48]
 。你可以看出来，它怎样使它们服从、协调，怎样赋予每个事物应得的命运份额，使得强大的事物互相处于和谐之中。

[三十一]

到目前为止，你是怎样对待神明、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教师、哺育者、朋友、亲属、家人的？你直到现在对待所有的人都做到了从未对人们作事不义，说话不公正[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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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你所经历的事情，你所忍受的一切。想想你的生命已经圆满，你的服务已到尽头。你看到了多少美好的事物，藐视过多少快乐和辛劳，拒绝了多少荣耀，对多少不公正之人回报以友善[50]
 。

[三十二]

为什么无技能和愚蠢的灵魂困扰有技能和有知识的灵魂呢？什么样的灵魂算是有技能、有知识的呢？那就是知道事情的开始和终结、知道遍布于一切事物之理性和永远按照规定的循环之道[51]
 管理一切之理性者。

[三十三]

不久你将化为灰烬或成为干尸，只留下名字，甚至连名字都不会留下[52]
 。名字只是声音和回响。我们在世时那些被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空虚的、易朽的、渺小的，有如互相对咬的小狗和好互相争吵嘲弄、然后放声大哭的稚童。忠实、谦逊、公道和真理已经从广阔的大地去到奥林波斯[53]
 。

那么还有什么使你留在这里呢？如果可感知的事物是变化不定和不可能常在的，我们的感官是朦胧而不可能准确地反映事物的，可怜的灵魂本身是血液的挥发[54]
 ，世间的名望荣誉是空虚的，那么该怎么办呢？那就和悦地等待吧，不管那是熄灭还是迁居[55]
 。不过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还有什么能使我们感到满足呢？那就是除了虔敬地赞美神明、善待他人、“容忍”他们和“约束”自己外，再无其他。至于你的肉体和灵气之外的一切，请记住，那都不是你的，也不在你的能力支配范围之内。

[三十四]

如果你能够走正道，如果你能够按正道思考和行动，那你就可以永远生活顺畅。神明的灵魂、人的灵魂以及一切理性动物的灵魂有两个共同点：彼此互不妨碍；以承认公道和按公道行事为善，让私欲就此停步。

[三十五]

如果那不是我的过失，也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采取的行动，并且也没有使公共利益受损害，那我为什么要为它感到不安呢？什么是损害公共利益呢[56]
 ?

[三十六]

不要为事物的感官印象所迷惑，而要尽你所能和按其价值去帮助人们。若是在一般的事情上受挫折[57]
 ，也不要视其为多大的损害，那是一种不好的习性。如同有个老人临走时不忘向义子索要响器，尽管那只是一个响器，这里也是这样[58]
 。你曾经在演讲台上大声呼唤：人啊，这些有什么意义？“是的，但是人们追求它们。”难道你也就这样成了一个愚蠢之人吗？

以前我也是个幸运之人，后来不知怎么被抛弃了[59]
 。所谓幸运之人，乃是自己给自己安排幸运的人。好的命运，乃是灵魂的好的转变，好的意向，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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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宇宙的本质是驯服顺从的，控制宇宙本质的理性自身不具有任何为恶的因，这是由于它不具有恶，也不为恶，不伤害任何处于它控制之下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按照这一理性生成和终结。

[二]

不管你是在浑身发冷或发热时，不管你是在昏昏欲睡或已充分睡够时，不管你是听见有人恶意诋毁或受人称赞时，也不管你是正在死去或在做其他什么事情尽义务时，都不要有什么区别[1]
 。要知道，死亡也是人生过程中种种事情之一[2]
 ，我们由此而死去，因此在安排好这件事时“能安排好当前的事”也就足够了。

[三]

要认真观察内部，不要忽略任何事物的特质和价值。

[四]

一切客观事物都会很快发生变化，或是生成烟——如果它真是那种本质，或是散逸[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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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那统治性的理性知道它的意向是什么，它在做什么，以及需要怎样的物质。

[六]

最好的报复方式是不要像对方那样行事[4]
 。

[七]

惟有一件事能使你从中感受到快乐和安宁，那就是在从一个社会行动到另一个社会行动时随时想着神。

[八]

支配理性乃是自身复苏者，自身转变者，既能使自己随意变化[5]
 ，亦能使一切发生之事物如它自己希望的那样。

[九]

每件事情都是遵循宇宙的自然之道完成的，需知它们确实不可能是遵循其他任何之道——或是什么包含着宇宙的外在之道，或是什么包含在宇宙里面的内在之道，或是这二者之外的什么其他之道完成的。

[十]

宇宙或者确实是一种混合体[6]
 ，交织而散乱，或者是一个统一体，有安排，有预见。因此，若是前者，那我为什么渴望在这样一个偶然形成的混合体和杂污物里消磨时光呢？除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原为泥土”[7]
 外，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值得我关心的呢？我为什么心境混乱呢？要知道，不管我做什么，总有一天消散会降临于我。或是后者，那我只有虔诚、镇定、勇敢地敬奉这位统治者。

[十一]

每当你为环境所迫而心神不宁时，你要迅速控制自己，切勿在那些压迫下失去平衡。要知道，你若能不断地自省，你便能得到更大的和谐。

[十二]

你若是同时有一个继母和一个母亲，那你会既孝敬继母，同时又不断回到你母亲那里去。现在对于你，朝廷和哲学就是这样，你也要这样经常回到哲学那里去，获得宁静，从而朝廷会使你觉得容易忍受，你也能使它们容易忍受些。

[十三]

我们面对肉肴和其他食物，可能会这样想，这是一条鱼的尸体，这是一只鸟或一头乳猪的尸体，还有这法勒隆[8]
 葡萄酒是葡萄串的液汁，这紫袍是用扇贝的血浸染的羊毛，交合和痉挛亦然，直达这些事物本身、深入研究它们的实质得到的概念就是这样，从而看出它们究竟是什么。一生都应该这样行事，每当事物令人觉得美好时，我们要使它们赤露，看出它们的微贱，剥去夸大它们的言辞。要知道，虚夸是可怕的骗子，当你自以为正在从事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时，你受蒙骗也最深。请注意克拉特斯[9]
 关于克塞诺克拉特斯是怎么说的[10]
 。

[十四]

普通人称赞的事物绝大部分都是一般的事物，由于固有状态或自然本性被结合在一起，例如石块、木材、无花果、葡萄树、橄榄树；而那些被具有稍许较高能力的人称赞的事物则可归入于由灵性结合起来的事物，如羊群、牛群；而那些被具有更高能力的人称赞的事物则可以归入由理性灵性结合起来的事物，当然这还不是一般的灵性，而只是经过技艺或其他什么方式训练过的灵性，或者只是许多奴隶拥有的灵性。而那尊重理性灵魂——一般的、社会性的灵魂的人不考虑其他任何东西，而只是使自己那理性地、合群性[11]
 拥有自身的灵魂能保持这种活动状态，并通过同类人的相互合作达到这种境界。

[十五]

有些事物匆匆产生，有些事物匆匆消逝，匆匆产生的事物中有些部分已经消逝。流动和嬗变使这个宇宙持续常新，有如那永不间断的时光流逝，使得无限量的时代绵延常新。在这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中[12]
 ，在这些从身边流逝的东西中有谁会认为有什么不得停驻的东西值得珍惜？那就像若是有人可能爱上从身旁飞过的某只麻雀。每个人的生命本身只是一种血液的气化[13]
 和空气的吸入。事实上，我们每一时刻都在吸入空气，然后又呼出，我们每天都这样做，我们的吸收能力也是这样，你在昨天或前天出生时得到它，有一天你也会把它交回到原先得到它的地方。

[十六]

该令人珍视的既不是如植物那样的内部蒸发[14]
 ，也不是如牛羊和野兽那样的呼吸；既不是通过想象得到的印象，也不是由于冲动有如木偶般被牵动[15]
 ，不是聚集成群，不是吸收营养，因为那与从食物中挑选被抛弃的东西相类似。

那么，值得人们珍视的是什么呢？是欢呼称赞？不是。因此，也不是舌头的鼓噪，因为众人的赞扬乃舌头的敲击之音。由此，在你摒弃了渺小的赞誉之后，还有什么是值得你珍视的呢？在我看来，那就是按照你自己的生活状况约束自己，使自己的一切关心和技艺均以此为目标。因为每一种技艺的目的都在于使得制作出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于承担预设让它承担的任务，例如园丁种植葡萄，驯马人、养狗人的追求也是这样。照顾和教育儿童也自有目标。这就是值得珍视的东西。

你如果能这样认为，那你就不会为自己做其他追求。你不能不珍视其他东西吗？那你就不会自由，不会自足，也就不可能排除欲望。要知道，那时必然会嫉妒、竞争，猜疑可能夺得那些东西的人，阴谋对待拥有你所珍视的东西的人。总而言之，一个希望得到那些东西的人必然会心神不宁，而且还常常会抱怨神明[16]
 。然而如果你尊重自己的心灵，珍惜自己，你就会使自己成为令人喜欢的人，待人随和，与神明和谐一致，亦即称赞神明们给你分配和安排的一切。

[十七]

不论在上面或者在下面[17]
 都有元行旋转着。德性的运动却不在任何一种元行里，一种更为神性的元行沿着一条难以理解的路线顺畅地向前运动[18]
 。

[十八]

人们的行为竟然如此怪诞。人们不愿意称赞同时代与他一起生活的人，然而却很希望得到后代人的称赞，那些后代人是他们从未见过，也不可能见到的人。这与你由于前辈人未称赞你而令你感到痛苦很相似。

[十九]

若是有什么事情令你觉得难以承担，那你别以为别人也无力承受。不过若有什么事情别人能够做到，而且是合乎人性的，那你也应该认为自己能顺利地完成它。

[二十]

在竞技场上，有个人的指甲抓破了我们，头部猛烈撞击了我们，但我们不会计较这件事，不会生气，更不会怀疑他以后会谋害我们，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防备，当然不是把他作为敌人，也不是对他心怀疑忌，而是善意地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平日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应该是这样，让我们对许多事情如同对待竞技者的行为一样，不必难以释怀。要知道，正如我说过的，应该避免，而不要猜忌，不要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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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若是有人能向我指出并证明我的想法或行动是错误的[19]
 ，那我会感激他。因为我寻求真理，没有人会被真理所伤害。一个人若是固执于自己的谬误和无知，那他是在伤害自己。

[二十二]

我尽自己的职责，任何其他东西都不会使我转向，因为它们或者是无生命的，或者是无理性的，或者是误入歧途而不明正道者[20]
 。

[二十三]

对无理性的动物和一切事物及存在，既然你有理性而它们没有，那你对它们就要宽宏大量和慷慨仁慈。人是有理性的，因而要友爱地对待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祈求神明们，并且不要为“你得花多少时间做这些事情”而心烦，因为三个小时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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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夫死后去到了同一处地方，因为他们或是同归于宇宙的原始理性[21]
 本身，或是同样地被散播进原子中间[22]
 。

[二十五]

请想想，有多少事情在同一瞬间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是与肉体有关，或是与心灵有关。因此你不必诧异，若是有更多的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的事物同时存在于既是唯一，又是整体，我们称之为的宇宙之中。

[二十六]

若是有人问你，“Antoninus这个姓氏怎么写法[23]
 ？”难道你不会用力地把每个字母都说出来？要是他们生气，难道你不会不令他们生气？你不会温和地把每个字母再列数一遍？请记住，生活中也是这样，一切义务都是由一些部分组成的[24]
 。不要烦躁不安，不要对生你气的人生气，要系统地完成摆在你面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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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不允许人们追求他们自己觉得是适宜和有益的东西，这实在是太野蛮了。然而每当你由于人们做错事而气愤时，你也会不准许他们那样做。事实上，他们完全是认为那些事情相宜，并且对他们有益才去做的。“然而那不是这样的。”那么，你就教导他们，进行解释，而不要愤怒[25]
 。

[二十八]

死亡乃是感觉映象、欲望偶儡般表演、理智活动和肉体服侍的中止。

[二十九]

生活中，肉体尚未衰弱，灵魂首先衰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26]
 。

[三十]

当心不要成为专制君王，不要沾染上这种习性，因为有可能这样。因此，你要注意使自己单纯、善良、纯洁、严肃、简朴、爱好公道、敬畏神明、心地善良、温情、努力完成相称的事业。人生短暂，在大地上生活的唯一收获：合乎天理的习性和合群性行为。

一切都要如同安托尼努斯[27]
 的信徒。尽心竭力地做每一件符合理性的事情，完全公平，遵从天理，面容温良，待人和蔼，不好虚荣，热心领悟事理；像他那样在未彻底了解和清晰认识事情之前绝不轻易放过；像他那样容忍指责他的人，而不是进行反指责；像他那样从不匆促行事；像他那样不听信谎言；像他那样严格考察人的品性和行为；不怪罪，不怯懦，不猜疑，不诡辩；对居处、寝品、衣服、食物、侍从等以少量而满足[28]
 ；像他那样勤勉坚忍；简朴的生活习惯使他能一直工作到傍晚，除了通常的时间外[29]
 ，不需要其他的时间休息；对友谊忠实不渝；宽容对他的意见坦诚谏诤者，欢迎有人提出更好的见解[30]
 ；虔敬神明而不迷信；为了使你能在最后时刻降临时像他一样彻悟。

[三十一]

你醒醒吧，唤醒你自己！你从梦中醒来，发现是各种梦境困扰了你；现在你已经重新醒来，再看看这一切，就像你曾经看到的那些梦中景象。

[三十二]

我由渺小的躯体和灵魂[31]
 组成。实际上，一切均与躯体无涉，因为它不可能与它们有关。然而与灵智[32]
 无涉的只是那些与它的活动无关的事物，而一切属于它活动范围的事物均处于它的支配之下。当然，其中涉及的也只是现在的事物，因为将来的和过去的与灵智活动又是不相涉的。

[三十三]

无论是手或脚感到疼痛都不违背自然之道，只要脚还能做脚应做的事情，手还能做手应做的事情。同样地对于作为一个人的人来说疼痛也不违背自然之道，直至他不能做人应做的事情。既然对于他来说疼痛并不违背自然之道，因而对于他来说也就不是恶。

[三十四]

强盗们、淫荡之人们、弑父者们、暴君们享受怎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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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提娜（小） 大理石雕像

安托尼努斯。皮乌斯的女儿，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妻子，通称小福斯提娜，以区别于其同名母亲福斯提娜。

[三十五]

你没有看到，一个懂得某种手艺的技艺之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迁就普通的无知识者，但是不能达到与他们的技艺的理性原则相抵触的程度，不能容忍偏离？如果建筑师和医生尊重他们自己技艺的理性原则超过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理性的尊重——那是他与神明们共有的理性，那不是怪事吗？

[三十六]

亚细亚、欧罗巴——宇宙的一角；整个大海——宇宙的一滴；阿托斯[33]
 ——宇宙的一块泥土；时间的所有现在——永恒的一个点。一切都很渺小、易变、会消逝。

一切事物都起始于那里，或是直接产生于宇宙共同的支配理性[34]
 ，或是后续产生的。因此，狮子的大嘴[35]
 、毒物以及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如荆棘，如泥泞，都是那些神圣的、美丽的事物的后果。所以，请不要以为它们是与你所崇敬的事物不同的物体，而应该回想那万物之源。

[三十七]

一个人看见现在的各种事物，就是看见了亘古以来形成的一切和永恒的未来将会出现的一切[36]
 ，因为一切皆同源、同类。

[三十八]

要经常思考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紧密结合和它们的相互关联。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方式互相牵连的，因此也是彼此接近的。要知道，由于它们有力的运动[37]
 、协调一致和质料的统一，它们彼此间是有次序的。

[三十九]

使自己适应你命中注定分得的东西[38]
 ，喜欢你命中注定要遇到的人，而且要真诚地喜欢[39]
 。

[四十]

每一件工具、器械、器皿，如若它们能完成原先创造它们时注定的任务，那它们便都是好的，尽管创造者不在那里。凡是与自然本性相结合的事物，创造力量便存在并常驻其中，所以你要更加崇敬它，并且应该承认，如果你按照它的意志生活和行动，那你的一切也都会符合理性。同样地，整个宇宙中的事物也都会符合理性。

[四十一]

若是你对你无从选择的事物推测其与你是善是恶，一旦你偶然遭遇了这样的恶或失却了这样的善，那你必定会抱怨神明们[40]
 ，责怪凡人，把他们视为你遭遇不顺或失之于偶然的原因。然而常常是我们自己行事悖谬，对那些事物进行区分。如若我们只是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区分善恶，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口实指责神明[41]
 或凡人怀有敌意了。

[四十二]

我们全都在为了完成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工作，其中有些人有知识，明白事理，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为，赫拉克利特如是云：“人们睡着时也是在劳作。”我想他们也是这宇宙间正在进行的劳作的参与者[42]
 。各个人都在从事自己的劳作。在这样的忙碌之中，甚至有的人在发怨言，有的人企图抗拒，有的人试图中止正在进行的劳作。其实，宇宙也需要这样的人。最后你考虑一下，把自己归入哪一类人。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管理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很好地利用你的，接受你成为共同劳作者和协助者的劳作的某一部分的参与者。不过请不要成为这样的一部分，如同克律西波斯[43]
 提到的戏剧中的那个庸俗、滑稽角色。

[四十三]

难道赫利奥斯[44]
 适宜于降雨吗？阿斯克勒皮奥斯适宜于履行卡尔波福罗斯[45]
 的职责吗？各个星辰又将如何呢？难道他们不是有所区别，但又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共同工作？

[四十四]

如果神明们对我和必须发生于我的事情进行过思考，那么他们考虑得很好。事实上很容易理解，神明不作思考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他们为什么要有意加害于我呢？因为他们那样考虑对他们自己和宇宙本身能有什么好处呢？即使他们对于我个人没有作过特别的考虑，那么对于整个宇宙的利益必定是作过全盘考虑的，我也要为其结果和发生的一切感激和敬爱他们[46]
 。如果他们并不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这种想法是不虔诚的），那时我们也就不必献祭，不必祈祷，不必起誓，不必做其他一切认为神明存在和与我们同在的事情了。如若神明们真是这样不考虑我们的任何事情，那我便可以为我自己考虑了，我可以考虑对我有益的事情。凡符合一个人的结构和天性的都是对他有益的，而我的天性是理性的和社会性的。对于我作为安托尼努斯来说，城邦和祖国便是罗马，而对于我作为一个人来说，则是宇宙。因此，只有对这些城邦是有益的对于我才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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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广场遗址

[四十五]

个人遭遇的事情，对于整个宇宙也是有益的，这样说是对的[47]
 ，然而若是你再仔细观察，一般说来，对一个人有益的事情，对于其他人也是有益的，这里你对“利益”应作为广一些的理解，即也适用于中性的事物[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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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演出场面　浮雕

[四十六]

有如剧场里和类似地方的表演那样，总是上演同一些节目让你看，类似的景象让你看得生厌，整个的人生也有这样的效果，因为从上到下一切都是同样的和来自同样的东西。可是人生能有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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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戈拉斯与门生们　绘画

[四十七]

你要经常思考，各种各样的人、各种行业的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死了。就这样思考，直至菲利斯提昂、福波斯和奥里伽尼昂[49]
 。现在再想想其他的人。我们最终必定要跨越这个界限，许多杰出的修辞学家、许多庄严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斯、苏格拉底都跨越过；许多古代英雄，许多后来的将领、暴君；此外还有欧多克索斯[50]
 、希帕尔霍斯[51]
 、阿基米德[52]
 ，以及许多其他杰出的天才、高尚的人物、辛勤的劳动者、多才多艺之人、意志坚强之人，甚至对这短暂易逝的人生作过谐谑的人们，如墨尼波斯[53]
 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跨越过，你要想想所有这些人，他们早就躺在那里了。事实上，有什么能令他们感到恐惧？又有什么能令那些无名之辈感到恐惧？只有一件事确实富有价值，那就是在真理和公道中，在仁慈地对待说谎者和行事不公者中度过一生。

[四十八]

每当你想让自己心情舒畅时，你就想想同你一起生活的人们的优长[54]
 ，例如这个人精力充沛，那个人谦逊明礼，另一个人乐于助人，等等。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像同你一起生活的人们的美德形象尽可能地通过性格展示在我们面前更令人愉快的了。因此，你要使这些形象能随时对你显现。

[四十九]

你不是没有为体重只有若干磅和不足三百磅而苦恼吗？那你就不要为自己只能活若干岁数而不能再多而苦恼。要知道，正如你对自己得到的物质份额感到满意那样，你也要这样满意于你的时间限度。

[五十]

你首先要试着劝说他们，即使他们不愿意，你仍然要这样做，既然理性要求这样行公道。若是有人甚至用暴力阻止你，你也要宽厚相待，不可烦恼，并且要利用这种阻碍来展示你另一种美德，记住你的愿望是要受条件限制的[55]
 ，你要不做不可能的事[56]
 。那么什么是你该做的呢？那就是你曾经有过的那愿望。这一点你已经达到了，我们被引领要做的事已经完成。

[五十一]

爱好虚荣之人把别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善；爱好享乐之人把自己的感觉作为善；然而智慧之人却认为惟有自己的行为才是自己的善。

[五十二]

对一件事物我们无需去领悟，也不必烦忧心灵，因为事物本身并不具有使我们形成判断的本性。

[五十三]

让自己学会注意听别人说话，并尽可能地深入说话者的心灵。对于一群蜜蜂无益的事情不可能对单只蜜蜂有益。

[五十四]

如果水手责怪舵手，病人责怪医生，能是由于别的什么事情？难道不是要求舵手能使他们安全进港，要求医生能使受医治者康复[57]
 ？

[五十五]

同我一起进入这个世界的人中，有多少人已经离去！

[五十六]

蜂蜜令黄胆病患者觉得是苦的，水令恐水病患者觉得是可怕的，球令孩子觉得是好玩的东西。因此，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或许你觉得一个错误的判断比胆汁对于黄胆病患者、毒素对于恐水病患者更不重要吗？

[五十七]

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你顺应你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不会有什么违反共同的自然理性的东西会降临于你。

[五十八]

通常人们喜欢巴结的人是一些怎样的人[58]
 ？为了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手段？时间会多么迅速地把一切淹没，有多少事物已经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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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一]

什么是邪恶[1]
 ？它乃是你经常看到的事物。对于一切发生的事情你都要随处这样想：“这乃是你经常可以见到的事情。”总之一句，无论你向上向下看，都会发现这些事情，它们充满了古代、中间、新近的历史，在现在的城市里和房屋里都充满了这些事情。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新鲜的。一切事物都是惯常的、短暂的。

[二]

那些信条[2]
 怎么会另样地死亡呢？除非与它们相关的观念死去。至于要使那些观念恢复活力，则完全有赖于你自己。我对这一切事物能够作出应有的判断。既然我能够这样，那又有什么能使我感到忧烦呢？那些在我心灵之外的事物，与我的心灵无涉。你学会这样思考，你就能昂然屹立。

你能够重新生活。你以前怎么观察事物的，现在也怎么观察吧！要知道，那样就可以复活。

[三]

壮观的无聊竞赛、舞台演出、羊群、马群、战斗表演、把骨头掷给小狗、把面包屑扔进鱼池里、蚂蚁的辛勤忙碌和沉重驮载[3]
 、受惊吓的幼鼠四散逃窜、牵线傀儡的表演。你要心地仁慈而不傲慢地[4]
 置身于这些事物之中。你应该明白，每个人与他们追求的事物等值[5]
 。

[四]

谈话时必须注意所说的话[6]
 ，行动时必须注意所做的事。行动中要认真观察行为会达到怎样的结果；谈话中要用心把握所说话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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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的灵智能不能承担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我就把自己的灵智放在这件事情上，有如宇宙本性赋予的一种工具。如果不可能，那我或是退出这项工作，让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更好地去完成它，除非有什么别的原因不允许我放弃；或是我继续尽力做这项工作，同时寻找一个能够利用我的支配理性做符合当前状况，并且有益的事情的人。要知道，无论是我自己或与他人合作做一件什么事情，都必须尽全力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它有益于公共社会[7]
 ，与其和谐一致。

[六]

许多备受人称颂的人物业已被遗忘[8]
 ；又有多少称赞他们的人也已经离去！

[七]

不要羞于受人帮助[9]
 ，因为你必须像一个士兵攻城那样去从事赋予你的工作。如果只有你由于跛足而不能爬上雉堞，若有人帮助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你怎么办？

[八]

不要为未来的事情忧烦。如果真是那样，那你就带着你现在对待事物的理性去对待未来。

[九]

所有的事物都是互相交织的[10]
 ，并且这种结合是神圣的，可以说没有哪一件事物不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这是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经过安排的[11]
 ，井然有序地组成宇宙本身。要知道，只有一个由一切物体组成的宇宙，只有一个存在于万物之间的神明，只有一种实体，一种法规，一种所有智慧动物共有的理性[12]
 ，一个真理，如果确实存在来自同一根源、具有同一理性之生物的唯一的完美。

[十]

一切物质性的东西都会迅速消逝于宇宙实体[13]
 之中；一切原因都会上升返回宇宙理性；对一切事物的记忆也都会很快消失在永恒里。

[十一]

对于一个具有理性的生命物来说，行为本身既符合自然本性，也符合理性[14]
 。

[十二]

或是本身正直，或是被扶持正直[15]
 。

[十三]

正如任何物体都是各个部分的联合体一样，分开的单个理性也是这样，各个理性结合是为了某种合作而做的安排。若是你能经常对自己这样说：“我是理性整体的‘一部分’”。那你会更清楚地明白这个意思。不过如果你说你是“一部分”，那你还没有从内心热爱人们，还不是让自己从行善本身获得快乐[16]
 ，因为你仍然是把行善仅仅作为一种合适的行为来做，还没有看到那也是使你自己变善。

[十四]

让那外部事物，如果它愿意，就降临到能够感觉其降临的部位。若是那些部位愿意，它们也可以发出抱怨[17]
 。至于我，若是我不认为降临于我的是恶[18]
 ，那我便没有受伤害。我是可以不这么认为的。

[十五]

不管别人怎样做或怎样说，我应该让自己保持端正。如同黄金，或翡翠，或紫袍，它们总是这样说：“不管别人怎样做怎样说，我永远是翡翠，并且应该保持自己固有的颜色。”

[十六]

支配理性不搅扰自身，我说的是不会使自己陷入欲望。不过若是有哪个人能使它陷入恐惧或痛苦，那就让他这样做吧。要知道，支配理性本身不会想到让自己陷入这种状态的。

让肉体尽可能地照料自己，使它免遭任何损害；若是遭到什么损害，就让它说出来[19]
 。然而灵魂即使受到恐吓或遭受痛苦，并且尽管它完全能就恐吓和痛苦作出判断，但它也不会有任何这种感受，因为它从不给自己作这样的判断[20]
 。

支配理性本身只需要自身，无任何其他或缺，只要它不使自己有所缺乏。从而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搅扰它，阻碍它，除非它自我搅扰，自我阻碍。

[十七]

福灵[21]
 是一个善灵[22]
 或是善良的支配理性。那么，你这是在做什么？啊，是在幻想[23]
 ？我以神明的名义请求你，你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因为我不需要你。你按照你固有的习惯来了。我不对你生气，只是请你离开。

[十八]

有人害怕变化吗？然而若是没有变化，有什么事物能够生成呢？还有什么比变化对于它的本性更亲切、更适宜呢？若是木材不经历变化，你自己能洗澡吗？若是可吃的东西不经历变化，你能得到滋养吗？若是没有变化，有什么有益的东西能实现呢？难道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的变化也是这样，并且对于宇宙本性同样是必要的吗？

[十九]

所有物体在宇宙实体里，有如在一条湍急的洪流里被带走[24]
 ，与整体同生存，同活动，如同我们的身体各部分互相之间那样。

多少个克律西波斯、多少个苏格拉底、多少个埃皮克泰德已经被时间吞没了？愿你能以这样的思想对待所有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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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我自己不要做出什么为人的状况不允许做，或者是不允许那样做，或者是不允许现在做的事。

[二十一]

很快你就会忘记一切，很快一切也会忘记你。

[二十二]

甚至应该爱误入歧途的人们，这是人特有的本性。如果你能想到，他们是同族，是由于无知而不情愿地犯错误，而且在短时期里你和他都会死去[25]
 ，特别是他对你并无伤害[26]
 ，因为他并没有使你的支配理性变得比以前要坏，你若能这样想，便会产生对他的爱。

[二十三]

宇宙本性从宇宙实体[27]
 ，有如从蜂蜡，一会儿塑造出一匹马驹，然后又把那马驹糅和成一棵小树，然后又以那棵树为原料，塑造成一个人，接着又塑造成其他事物；其中每一种只能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实际上，拆散一只木箱就像做成一只木箱一样，没有什么可令人惊异的。

[二十四]

面部的怒容是非常违背自然的。怒容若是经常出现，面部美便会死亡，最后彻底消失，以至于完全不可能再恢复。由此你应该理解，那是违背理性的。要知道，对谬误的共同感知一旦消失，那还有什么生存的理由呢？

[二十五]

统治宇宙的自然理性会改变你所见到的一切事物，并且由它们的实体造成其他事物[28]
 ，然后又由这些事物的实体造成另外的事物，使得宇宙永远弥新。

[二十六]

每当有人在什么事情上错怪了你，你要立刻想到，他做这种错怪可能是由于他自有某种善恶观念。要知道，当你知道了他所持的善恶观念时，你就会同情他[29]
 ，既不会责怪他，也不会对他生气。因为实际上你所持的善恶观念可能与他的相同或相近似。既然这样，你就应该谅解他[30]
 。如果你所持的善恶观念不是那样，那你更要善待做错事情的人。

[二十七]

不要把你没有的东西想象为已经属于你，而在已经属于你的东西中要考虑那些最好的，并且想到它们美好的特质，若是没有它，你会多么热切地去寻找[31]
 。不过也要当心，不要由于喜欢那些东西而过分珍惜它们，以至于若是什么时候不拥有它们，便会觉得很苦恼[32]
 。

[二十八]

隐居于自身[33]
 。支配理性具有这样的天性：使自己满足于公正行为和由此而得到的宁静。

[二十九]

杜绝幻想[34]
 。不要再做牵线木偶。把自己划定在当前时间[35]
 。好好想想于你自己或于他人发生的事情。把每一事物区别和划分为原因的和物质的。想想最后的时刻[36]
 。让他人所作之谬误留在发生谬误的地方[37]
 。

[三十]

努力理解说出的话[38]
 。深入认识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

[三十一]

要使自己保持纯朴、谦恭、淡漠地对待介于美德和邪恶之间的事物。热爱人类，追随神明[39]
 。有哲人云：“一切皆遵循法则，实际上那只是一些元行。”不过记住一切皆遵循法则，这就够了。这样就非常简单了。

[三十二]

关于死亡：如果是原子，那就是分散；或者如果是统一体，那就是熄灭或迁移[40]
 。

[三十三]

关于痛苦：“不可忍受的痛苦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如果是持续的，那就可以忍受”[41]
 。心灵通过阻隔使自己保持宁静，支配理性也不会受损伤。至于被痛苦损害的各个部分，让它们能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罢[42]
 。

[三十四]

关于荣誉：你注意观察那些追求荣誉的人的心灵是怎么样的，他们回避什么，追求什么。再请看看，一些沙堆如何积聚到另一些沙堆上，把先前的沙堆掩盖，人生中也是这样，先前的东西会很快被后来的东西淹没。

[三十五]

柏拉图的话：“如果一个人心灵宏大，对整个时间和一切事物实体都进行过观察，那你认为此人会觉得人生是件什么大事吗？”对方回答说：“不会的。”“那么他还会把死亡当作一件可怕的事吗？”“绝对不会”[43]
 。

[三十六]

安提斯特涅斯的话：国王的命运是做善事，听恶言[44]
 。

[三十七]

面容[45]
 按照心灵的命令，顺从地采取某种形貌和安排，而心灵若不能使自己采取某种形貌和安排，那是可耻的。

[三十八]

不应该对事物发怒，因为它们对你漠不关心[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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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愿你给予不朽的神明和我们快乐[47]
 。

[四十]

生命如同成熟的谷穗被收割，这个生命存在，那个生命逝去[48]
 。

[四十一]

如果我和我的两个儿子遭神明遗忘，其中必定有原因[49]
 。

[四十二]

幸运和公正伴随我[50]
 。

[四十三]

不要随着他人一起哭泣，不要激动[51]
 。

[四十四]

柏拉图的话：我会给这位诘问者一个应有的回答：“你说得不好，朋友，如果你以为一个即使只有某种微小价值的人也会计较生与死的危险，而不只是关注他做的事情是否公正，是善良之人还是邪恶之人的事”[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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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雅典人啊，事实确实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给自己作了安排，并且认为那安排是最合适的，或者那安排是受首领指派的，依我看，那他就应该待在那里甘冒危险，不考虑死亡，不考虑其他，除了不使自己受辱[53]
 。

[四十六]

“好朋友啊，请注意，高尚和善良不只是救人和被救。因为一个真正的人无需考虑究竟能活多久，而是把这一切交给神明，相信老妇人们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过命运的份额，而是去考虑他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度过命中注定的时光”[54]
 。

[四十七]

要注意观察星体的运行，好像你自己也同它们一起运转。要不断思考各种元行之间的相互变化，因为这些意念能够去除尘世生活的污浊。

[四十八]

柏拉图的话非常好。评论人类应该有如居高俯瞰[55]
 世间万事，诸如嘈杂的人群、军队、农耕、婚姻、分离、出生、死亡、法庭喧嚣、被遗弃的地方、各种野蛮民族、节日饮宴、哀伤、集市等以及相对事物的有序排列。

[四十九]

想想往昔的事情、统治权如此频繁的更迭。你也可以展望未来。一切也会仍然相类似，它们不可能偏离现有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探询四十年前的与探询一万年前的人类生活是同样的。你还有什么更多的可看到呢？

[五十]

从地里生长的会回归大地，由太空种子发芽生长的仍然会返回苍穹城邦[56]
 。

这或许是原子结合的分离和无知觉的元行的散开。

[五十一]

带着食物、酒和各种魔法离开出口，以求躲避死亡[57]
 。

必须忍受来自神明的微风，无所抱怨地劳作[58]
 。

[五十二]

“更善于摔跤，”[59]
 但是并不更具有公共精神，更谦逊，更能应对发生的事情，更仁慈地对待邻人的过失。

[五十三]

凡是能够按照神明和凡人的共同理性完成的工作，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凡循正道，根据自身能力状况行事，必能得到益处而不受损害。

[五十四]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你都要虔诚地满足于现状，公正地对待周围的人，努力完善现有的意念，以免有什么未经认真思考的思想混进去。

[五十五]

不必观察其他人的支配理性，但要认真注意自然本性把你引向何方，那自然本性既包括通过你所发生的事情表现出来的宇宙本性，也包括通过你自己所应做事情表现出来的你自己的本性。每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其他事物都是为了有理性之物安排的，有如在所有情况中较低等的是为较高等的而安排[60]
 ，而所有有理性的则是为其相互安排的。

就这样，在人的本性中，首要的是群居感[61]
 ，其次是坚决抗拒身体欲望。要知道，那是理性的智慧活动为自己划定的特殊范围，不被感觉和欲望的活动所征服，因为那两类活动都是兽性的，而智慧活动要求自己处于首要地位，不屈服于那些活动。这是合理的，因为智慧活动就是为了支配那些活动而诞生的。第三是理性本质不包含鲁莽和欺骗。因此，要让它们的支配理性保持正直，达到目的，得到归它所有的东西。

[五十六]

要设想自己有如已经死去，现在之前的已经活过了，要顺应自然地活过这一生的剩余部分。

[五十七]

只爱与你发生和命运纺绩给你的。还有什么比它们更合适呢？

[五十八]

面对偶然发生的事情，想想那些遭遇过同样事情的人，那时他们曾经烦恼、惊异[62]
 、指责。可是他们现在去到哪里？不知他们去到哪里。那么怎么样？你也希望像他们那样？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偏差交给那些引起偏差或为偏差所动的人呢？为什么不专心致志于如何利用这些偏差呢？要知道，你要善于利用它们，使它们成为你的材料。你只须注意，并力求使你所做事情令你觉得各方面都是美好的。还要记住，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行为的目的。

[五十九]

要保护[63]
 内心。善之源泉在内心，并且会永远喷溢，若是你永远发掘它。

[六十]

身体应该保持结实，无论活动时或静止时姿势都不可失态。要知道，一切心灵活动都会表现于面容[64]
 ，若要保持其慧敏和庄严，须得也表现于整个身体。不过对所有这一切要避免故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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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人生如舞蹈，但更像角力，因为它需要坚定地站住，准备好迎接不可预测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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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要不断观察你希望得到其赞赏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65]
 ，他们具有怎样的支配理性。要知道，这样你就不会指责那些并非本意地错怪你的人，也不会希望得到一些人的赞许，当你看出他们的看法和愿望的根源时。

[六十三]

哲人说[66]
 ：所有的心灵丧失真理都不是心甘情愿的，丧失公正、节制、慈爱及其他美德也是这样。特别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会使你对待一切更温厚。

[六十四]

凡感受到痛苦时，都要这样想，即那不是耻辱，并不能损害掌舵者的理智，因为它既不能损害作为理性的理智，也不能损害作为群居性的理智。不过在确实非常痛苦的时候也可以求助于伊壁鸠鲁的“不是不可忍受的[67]
 和不会消失的”这句话，你要记住它是有限度的，不作其他的想象[68]
 。此外还要记住一点，平日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也被视为痛苦，其实那只是一些感觉到的不适，例如瞌睡[69]
 、发烧、食欲不振。因此，每当其中有什么令你不满时，你就说：我向痛苦屈服了[70]
 。

[六十五]

注意，切不要对那些非人者怀有他们对人们怀有的情感。

[六十六]

我们怎么能知道特劳革斯[71]
 在品行方面不及苏格拉底呢？要知道，尽管苏格拉底死得更光荣，与智者派辩驳时更机巧，能更坚忍地在石头地上度过寒夜，受命去逮捕那个萨拉弥斯人时认为违抗命令更高尚[72]
 ，“他行路时昂首傲然”，虽然关于这一点的真实性需要有人证明，但这样还不够。这里仍然需要探察，苏格拉底具有怎样的灵魂，是否能以公正待人和虔诚敬神为满足，对恶行不恼怒，不为奴于无知，不对从宇宙分配给他的份额感到奇怪，或者觉得难以承受，也不让理智受肉体欲望的诱惑。

[六十七]

自然不可能这样揉合成一个混合体，以至于不允许它为自己划定界限，凭借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事情。人被认为是非常神性的，并且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要永远记住这样一点，即幸福地生活所需要的是很少的，并且如果你无望成为一个论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那也不要因此就不是自由的、谦虚的、群居性的和听从神明的。

[六十八]

你可以在不受任何压力的极度满意中生活，即使所有的人都怀着各种希望喊叫着反对你，即使野兽把你这凝结而成的揉合物的四肢扯碎[73]
 。要知道，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中，但又有什么能阻碍你的心灵使自己继续保持宁静，对周围事物作正确的判断，利用一切供它使用的事物呢？所以你的判断力仍可对遭遇的事物说：“你实际上是这件事物，即使你令人觉得是另样的。”使用力仍可对遭遇的事物说：“我找到了你。”要知道，凡出现在我面前的事物永远是道德的、理性的、社会的材料[74]
 ，简单地说，是人和神明的技艺材料。要知道，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与神明和凡人有关系，既非新颖的，也非难以掌握的，而是熟知的和制造得很好的。

[六十九]

性格的完美在于把每一天如同最后一天度过[75]
 ，不激动，不麻木，不伪饰。

[七十]

尽管神明们是不死的，但他们并不因为在如此长久的时间里须得一直忍受这些现在存在的、而且如此之多的卑劣之人而烦恼，并且还要多方为他们操心。然而你，尽管命中注定是要死的，况且你也是那些卑劣者之一，却要拒绝那样做？

[七十一]

这是可笑的：不避免自己的恶行，尽管这样是可能的，却想避免他人的恶行，尽管那是不可能的[76]
 。

[七十二]

凡理性能力和社会性能力发现既不合智性，亦不合群居性的，定然认为其低于自身。

[七十三]

你行了好事，他人得到好处时，为什么还要像那些愚蠢之人那样寻求除上述两点外的第三点，即行好事的荣誉或得到回报呢[77]
 ？

[七十四]

任何人都不会倦于获益，顺应自然行事本身即是益，因此不要倦于在行善中获益。

[七十五]

宇宙本性促使创造宇宙。现在的一切事物或者是紧随其形成而生成的[78]
 ，或者是甚至那些非常重要的事物，虽然宇宙支配理性曾经把自己的促进力施于其上，但它们仍然是缺乏理性的。若能记住这一点，将会使你在许多事情上更为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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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一]

这样的想法可以免除你追求虚名，即你已经不可能一生，或者在青年时期之后，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地生活。不过许多其他人和你自己都清楚，你距离哲学家很远。因此，你被搅糊涂了[1]
 ，以至于对你来说，要获得哲学家的名声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了。你的行为原则也是与其相悖的。如果你真正看出了问题之所在，那就不要管别人是怎样看你的，只要能像你的本性希望的那样度过余生，就该满足了。那么你要认真思考，你的本性究竟希望什么，不要让其他事情搅扰你。要知道，你有过经验，进行过怎样的飘泊，始终没有在任何地方，既没有在逻辑推演中[2]
 ，也没有在财富里、在荣誉里、在享受中，或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完美的生活。那么完美的生活究竟在哪里呢？在做人的天性所追求的事情中。那么，一个人将怎样做这些事情呢？如果他拥有作为他的愿望和行为来源的原则。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关于善与恶的原则：对于人来说不管它是什么都不是善的，如果它不能使人公正、节制、勇敢、自由；也不管它是什么都不是恶的，如果它不是使人具有与上述品质相反的品质。

[二]

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要询问自己：“这件事对于我怎么样？我不会为做这件事而后悔吧？”我不久就会死去，一切都会从中消失。如果我现在所做之事是一个有理智的、群居性的、与神明具有共同法则的人所做的工作那我还有何求呢？

[三]

对于狄奥革涅斯[3]
 、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来说，亚历山大、盖尤斯[4]
 和庞培算得了什么？因为他们明了事物，明了事物的原因和实质，并且他们的支配理性属于他们自己。至于后者，他们需要对多少事情预先进行考虑，就会成为多少事情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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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即使你怒不可遏，但人们仍然会做那些事情。

[五]

首先，你不要动怒。要知道，一切皆是顺应宇宙自然之道，不久你将怎么也不会存在，如同哈得利安与奥古斯都[5]
 那样。其次，遇事注意观察，深入认识，同时想到你应该做一个高尚之人，凡是人之天性要求做的事情都要义无反顾地去做，说自己觉得最为公正的话，善良、谦逊、不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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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宇宙自然之道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把存在之物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变换地方，从这里拿走，放到另一处地方。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不过不要害怕会有什么新奇出现，一切都是惯常的[6]
 ，而且分布也是一样的。

[七]

每一种事物的本性，当它能顺利地循自身运行时，都会感到满足。理性之本性也会运行顺利，当其印象里不包含虚伪和含混，心灵冲动只趋向于群居性事业，仅对我们能力许可的事情表示好恶，欢迎共同的自然理性分配给它的一切。要知道，这理性之本性乃是共同的自然理性的一部分，有如树叶的本性乃是树木之本性的一部分。只是在那里，树叶的本性是那种无感觉、无理性、容易受阻碍之本性的一部分，而人之本性则是不受阻碍的，而且是理智的、公正的本性的一部分，既然它按价值给每个人公平地分配时间、本质、原因、活力和境遇。你要注意的不在于发现一事物与另一事物是否在所有方面都相似，而在于从整体来讲一事物是否与另一事物相当。

[八]

“你不能阅读。”但是你能够制止狂妄，能够超越快乐和痛苦，能够凌驾于虚荣之上，能够对愚蠢之人和忘恩负义之人抑制愤怒，甚至还能关心他们。

[九]

不要再让任何人听见你责备宫廷内的生活[7]
 、也不要再让你自己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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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后悔乃是因疏忽了某件有益的事情而做的一种自责。善应该是有益的，完美善良之人应该努力行善。但是没有哪一个完美善良之人会后悔疏忽了某种快乐，这就是说快乐既不有益，也非善。

[十一]

一事物按其自身的结构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和材料是什么？它的形成因是什么？它在宇宙间做什么？它能存在多久？

[十二]

每当你懒得从睡梦中醒来时[8]
 ，你就想想，献身于群居事业是符合你自己的本分和人的本性的，睡眠乃是与无理性动物共有的，凡按本性属于每个个体的东西都会令该个体感到更亲切、更贴近、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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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如果可能的话，对心灵的每一个印象进行物理研究、伦理研究和论辩式研究。

[十四]

不管遇见什么人，立刻提醒自己，此人持怎样的善恶观？因为如果他对快乐和痛苦及其起因、对荣誉和耻辱、对死亡和生存持有这样那样的观点，那么如果他作出这样那样的行为，便不会令我觉得惊奇或意外，并且会记得，他是不得不这样做[9]
 。

[十五]

要记住，正如对无花果树结了无花果感到惊讶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一样，对宇宙产生了这样或那样本来便归它制造的东西感到惊讶也是这样，就像医生和舵手看见病人发烧或起了逆风感到惊异一样值得羞愧。

[十六]

要记住，改变自己的看法和听从他人的纠正意见[10]
 是同样自由的。因为那是你的主观能动力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判断，按照你的理智行动。

[十七]

如果事情是由你决定的，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如果是由其他什么人决定的，那你怪罪谁呢？怪罪原子或者神明们？两种情况都是疯狂的。不应该怪罪任何人。因为如果可能，那就进行纠正；如果不可能，那就纠正事情本身；如果这样也不可能，那你怪罪又有什么用呢？不应该贸然从事。

[十八]

已死之物并没有抛向宇宙之外。如果它留在这里，那定然在这里发生变化，分解成特有的东西，它们或是宇宙的元行，或是你自己的元行。它们发生着变化而不发怨言。

[十九]

一切生成之物必定为了某种目的，如马、葡萄树。你为什么感到奇怪？甚至赫利奥斯[11]
 也会说：“我之出生也是为了完成某种工作。”其他的神明也是这样。那么，你是为了什么而出生的呢？为了享乐？你看吧，能不能这样想。

[二十]

自然关注每一事物的终止并不亚于关注它的开始和存在，有如向上抛起一个球[12]
 。什么对于抛起的球有好处或者对于降落的或落下的球有损害？气泡凝结着有什么好处或者爆裂有什么损害？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灯火。

[二十一]

你把身体翻转过来[13]
 ，看看是什么样的；待它衰老了，是什么样的，待它病了，吐气了，又是什么样的。

无论称赞者和被称赞者，或是记忆者和被记忆者，生命都是短暂的[14]
 。不仅如此，而且是在这一地带的一个角落，在这里所有的人还不能和谐相处，甚至一个人自己与自己也是这样。整个的大地仅是一个点[15]
 。

[二十二]

注意观察你面前的事物，不管它是一个行为，还是一个原则，还是表示某种意义。

你应该遭遇这些惩罚，因为你宁可明天做一个好人，而不是今天就成为一个好人。

[二十三]

我在做什么？我想做有益于人们的事情。我遭遇了什么事？我应该接受它，因为我把它归于神明们和一切事物的根源，一切事物都由那根源而生成。

[二十四]

有如洗澡令你觉得的那样。油污、汗渍、污垢、粘糊糊的脏水，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生活的每一部分和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也是这样。

[二十五]

卢基拉[16]
 埋葬了维鲁斯[17]
 ；塞康达埋葬了马克西穆斯，而后塞康达也被埋葬了[18]
 ；埃皮廷卡努斯[19]
 埋葬了狄奥提摩斯[20]
 ，而后埃皮廷卡努斯也被埋葬了。安托尼努斯[21]
 埋葬了福斯提娜[22]
 ，而后安托尼努斯也被埋葬了[23]
 。一切都是这样。克勒尔送走了哈得利安，而后克勒尔也去世了[24]
 。那些声名显赫之人，或是富有预见能力者，或是狂妄自大者，而今又在哪里？著名的卡拉克斯[25]
 和柏拉图派哲学家得墨特里奥斯[26]
 、欧得蒙[27]
 以及相类似的人又怎么样？一切都是朝生暮死的，有些人很快就会不为人记起，有些人成了传说中的人物[28]
 ，还有些人在传说里也消失了。因此你更要记住：你的躯体也会被散解，你的呼吸也会停止的，你也会被转移[29]
 ，安排到另一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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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尼努斯·皮乌斯

一福斯提娜庙位于古罗马广场，建于公元141年，中世纪时被改建成教堂，仅保留下前排立柱。

[二十六]

做真正的人的事情会给人带来快乐。真正的人的事情就是对同类心怀善意，蔑视感官活动，对似是而非的印象形成正确的判断，认真观察宇宙本性及顺应宇宙本性发生的一切事情。

[二十七]

你会有三种关系：第一是对你的躯体；第二是对一切事物皆由其产生的神圣的因；第三是对与你共同生活的人们[30]
 。

[二十八]

痛苦对于肉体确实是恶，那就让它消失吧[31]
 ；或许它对于灵魂也是一种恶，但是灵魂可以使自己处于晴朗明亮和风平浪静[32]
 之中，不把痛苦视为恶。因为一切判断、向往、欲望和厌恶皆起自内心[33]
 ，没有什么恶能如此攀升。

[二十九]

要排除妄想[34]
 ，总是对自己这样说：“现在我有能力让我的灵魂里不存在邪恶、欲望和任何纷乱。我要通过观察一切事物的本性[35]
 ，按其价值利用它们。”要牢记这一顺应自然的能力。

[三十]

无论在元老院里说话，或是对任何人说话，都要条理清楚、自然。

[三十一]

奥古斯都宫廷、妻子、女儿、子孙、先辈、姊妹、阿格里帕[36]
 、族人、家人、朋友、阿瑞尤斯[37]
 、迈克纳斯[38]
 、医生们、卜师们，整个宫廷都死了。再看其他家族的遭遇，不只是单个人的死亡，而是整个家族，例如庞培家族[39]
 。那里的墓志铭写着“整个家族的最后一个”，请想想他们的祖辈是如何希望自己有后裔，留下后代。然而必然有一个人成为最后一个。这就是整个家族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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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应该通过一件件事情来建立生活，并且如果每件事情都能达到它应有的目的，那就应该感到满意。没有人能阻止你，使得你的行动达不到目的。“但是也许会受到某种来自外部力量的抗拒。”没有什么能阻碍你那公正、明智、审慎的行动。“其他方面也许会受到某个具有同样力量的事物的阻碍？”那就通过甘愿接受这一阻碍，把自己的行动转移到其他合适的事情上去，这时另一件事情会以我们说过的合适的安排直接出现在面前。

[三十三]

毫不傲慢地接受，毫不勉强地放弃。

[三十四]

若是你见过一只手或一只脚被割下，或者见过头颅被砍下，离开身体其他部分躺在那里，那么当一个人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把自己与世隔绝，或者孤独行事时，那他就是在尽自己所能地使自己变成那个样子。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脱离了自然整体，因为你曾经是它的一部分，而现在你把自己砍了下来。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可以使你重新与整体连接起来[40]
 。神明没有允许过任何其他部分这样做，让业已离开和被割裂的部分重新返回来。但是请看神明的仁慈，神明以这一仁慈使人类享受荣耀。要知道，它使得人不会同宇宙整体永远分离，而是在人脱离之后使得人能重新回来，重新依附于整体，给这一部分安排位置。

[三十五]

由于宇宙本性赋予每个有理性之物几乎所有的本领，所以我们也拥有这样的能力，那就是宇宙本性能采用各种方式，转变和安排一切阻碍和反对它的事物于命定份额之中，成为它自身的一部分，理性动物也能这样把一切障碍变成自己的质料[41]
 ，加以利用，达到期望的目的。

[三十六]

不要让自己被人生想象所苦恼。也不要过多地考虑会有多少和怎样的苦难可能降临于你，而要就当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反问自己：在那件事情中究竟有什么是不堪忍受的和不可抗拒的？要知道，那时你可能会羞于承认。不过你还要提醒自己，令你感觉是重负的既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而永远是现在。如果你能只限定于现在，并且责备自己的心灵，为何就这么一点点事情都不能忍受[42]
 ，那时你的苦恼就会减轻。

[三十七]

潘特娅[43]
 或者佩尔伽穆斯[44]
 是否仍然坐在主上的坟墓旁？那又怎么样？哈布里阿斯[45]
 或狄奥提摩斯是否仍然守在哈得利安的坟墓旁？真是可笑。那又怎么样？如果他们一直坐在那里，死人会知道吗？如果死人知道，那他感到高兴吗？如果感到高兴，那这些人便能不死吗？他们不是仍然首先变成老媪和老翁，如同命运分配的那样，然后死去了？在这些人死后，那些人后来又怎么样呢？那一切全都是包在皮囊里的腥味和血污[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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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得利安陵墓遗址 陵墓后来被改建为城堡

[三十八]

如果你能够敏锐地进行观察，那你就如哲人所说，明智地进行观察，作出判断吧。

[三十九]

在理性动物的结构中，我看不出有与公正相悖的德性，不过我倒是看到与快乐相悖的克制。

[四十]

如若你能驱除“令你觉得痛苦”这种判断[47]
 ，那你自己就会处于很安稳的状态。你会问：“什么是‘我自己’？”自我即理性。“但是我不是理性。”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让理性自己不要使自己痛苦。如果你有什么其他部分感觉不适，那就任它自己对自己作这样的判断吧[48]
 。

[四十一]

感觉障碍是生命本性之缺陷，欲望障碍同样也是生命本性之缺陷。某种其他障碍同样也是植物体的缺陷。因此同样地，理智障碍是智力本性之缺陷。请把所有这些道理应用于你自身吧。痛苦或快乐是否纠缠着你？那就让感觉去观察吧。当你在努力做一件事情时是否遇到障碍？如果你是在作超过可能的追求，那么这对于作为理性动物的你无疑是不好的。不过如果你能接受这共同的道理，那么你还未受到阻碍，没有被束缚住[49]
 。不管怎么说，没有哪个人能够从内心阻碍属于理智的东西。无论火、铁、暴君、诽谤等[50]
 ，都不能阻碍它：“一旦形成为球体，便会永远是圆形的”[51]
 。

[四十二]

我使自己痛苦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故意让他人痛苦过。

[四十三]

不同的事物能使不同的人高兴。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能使我的支配理性健康，对任何人和人们遭遇的任何事情不鄙弃，以仁慈的眼光观察一切，并且按其价值接受和利用每一个事物，那就使我高兴了。

[四十四]

注意，你要使自己对现在的时光感到高兴。那些更为追求身后名声的人没有想到，那些未来的人与同现在令他们感到厌恶的人们一样，并且他们也是会死的。因此，即使他们对你有这样那样的回声或者怀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那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十五]

你可以把我抓起来，扔到你想扔的任何地方。因为在那里我会使我内心的神灵保持慈祥，或者说保持满足，如果它仍然能保持和按照它自身固有法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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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尼努斯·皮乌斯的妻子，卒于公元140年，合葬于安托尼努斯·皮乌斯的陵墓，通称为大福斯提娜，以区别于她的同名女儿。

我的灵魂为此便忧郁、气馁、沮丧、渴求、低沉、惶恐？这值得吗？你能为此找到合适的理由吗？

[四十六]

不会与任何人发生任何不合乎人遭遇的事情，也不会与任何牛发生任何不合乎牛遭遇的事情，也不会与葡萄树发生任何不合乎葡萄树遭遇的事情，也不会与石头发生任何不合乎石头本性的事情。因此，如果与每一事物发生的事情都是惯常而自然的，那你为什么要不满意呢？要知道，共同的自然理性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令你不可能承受的东西。

[四十七]

如果你由于某种外在的事物而痛苦，那么使你困扰的不是那事物[52]
 ，而是你对那事物的判断。你能够立即把它从你那里去除掉。如果你自己的性格中有什么使你苦恼，那么有谁能阻止你纠正你的信条呢[53]
 ？同样，如果是因为你没有做某件令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而苦恼[54]
 ，那你为什么不宁可去做那件事，而不是烦恼呢？“可是有一个更强大的事物阻碍着。”那你也用不着烦恼，因为未做事的原因不在你。“但是不做此事，生活便没有价值。”那你就安详地离开生命[55]
 ，就像一个富有能力的人死去那样，欢乐地面对那些障碍。

[四十八]

你要记住，那支配理性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自我抚育[56]
 ，满足于自身，不做任何它不希望做[57]
 、并且如果是非理性地安排的事情。因此，当它顺应理性地对某一事物认真进行了判断时，那又会怎样呢？排除了愤激的心灵乃是一座堡垒，一个人不可能有比这更坚固的堡垒，可以逃到那里不被攻破地[58]
 留待。所以，没有发现这一安全去处的人是愚蠢之人，发现了而不逃往那里躲避的人是不幸之人。

[四十九]

除了最初印象所报告的，不要对自己再多说什么。有人告诉过你，某个人在说你的坏话。有人这样报告了，但是并没有报告说你受到什么损害。我看到我的孩子在生病。这我看到了，但是并没有看见他有危险。因此，要永远这样想第一印象形成的意念，不要自己由内心去添加，从而也就没有于你发生什么。不过还要补充一点，你熟悉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五十]

“这黄瓜是苦的。”你就扔掉它。“这条路上有荆棘。”你就绕开走。请不要补充说：“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因为那样你会被通晓自然之理的人讥笑，有如你在木匠铺和皮革匠铺里发现有砍下来的碎木材或碎革片而指责他们，从而遭他们耻笑一样。他们有地方去丢那些东西，不过宇宙本性在自身之外却没有这样的地方。这一技艺的巧妙在于宇宙本性给自己划定了界限，其内部的一切腐朽、衰老和无用之物都被变成为原来的物质，并且由它们创造出新的事物，以至于它不需要外部而来的物质，也不需要可以丢弃腐物的地方。因此，它以自身的空间、自身的材料、自身的技艺为满足。

[五十一]

做事不可迟缓，言谈不可杂乱，思想不可游移，灵魂不可完全倾注于自身，或者过分焦躁不安，生活中不可始终忙碌不止。

“他们要杀害（我们），要把（我们）砍碎，他们诅咒（我们）”[59]
 。这些怎么能阻止你的心灵继续保持纯洁、冷静、审慎、公正呢？若是有个人站在清澈甜美的泉水边指责那泉水，那源泉绝不会停止喷溢清新可口的泉水；即使向泉水扔进污泥，甚至秽物，那它也会很快把它们冲散、洗净，不受任何污染。那么怎样才能拥有一个水流不断的泉源，而不是水井呢？只要你能随时警觉地使自己进入仁慈、朴实和谦逊的自由境界。

[五十二]

不知宇宙为何物者即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宇宙生长之目的者即不知道他自己是何许人，也不知道宇宙为何物[60]
 。缺乏这些知识的人定然也说不出他自己为什么活着。因此，对那些不知自己是谁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人所作的赞许进行逃避或追随的人们，你又怎么认为？

[五十三]

若有人一天咒骂自己三次，你还想受到他的称赞吗？若有人对自己都不满意，你还想他对你感到满意吗？若有人对自己做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感到后悔，他对自己感到满意吗？

[五十四]

不要仅仅与周围的空气和谐地呼吸，还要与包含所有事物的理智和谐一致。因为理智力遍布各处，萦绕于有能力吸收者之间，如同空气充满有能力呼吸者之间一样。

[五十五]

一般说来，恶损害不了宇宙，并且某个人的恶损害不了另一个人。它只能有害于那个人，而且只要那人愿意，他便能够背离和抛弃恶[61]
 。

[五十六]

一个人的邻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对于此人的选择能力来说是无所谓的，就像那人的呼吸和肉体。因为尽管我们的出生是为了互相依存，然而我们的支配理性却各自为主宰。否则，邻人的恶便会成为我的恶了。这不是神明的意愿，以免我的不幸影响到他人[62]
 。

[五十七]

太阳好像是射下光芒，并且好像是全部射下，其实它并没有射尽。由于“射”本身乃是延展（τ[image: 2010020001]
 σι[image: 2010020002]
 ），所以太阳光被称为“伸直”，“延展”（[image: 2010020003]
 κτ[image: 2010020004]
 υε[image: 2010020005]
 ，源自动词[image: 2010020006]
 κτε[image: 2010020007]
 υεσθαι）。那么，太阳的光线是什么呢？若是你观察阳光从一狭缝射进昏暗的房间，你便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这时它直射进来，碰上一个固体，分开了那里的空气。它停下来，既不上升，也不下降。人的心灵之射出和散射应该也是这样，不是射完，而是延展，碰到阻碍并不求强行通过，也不作激烈反抗，亦不气馁，而是站住，照亮接受它的物体。那不让光线通过的物体，便是自己剥夺了自己接受光线的机会。

[五十八]

害怕死亡的人实际上就是害怕失去感觉，或者害怕另一种不同的感觉。不过既然没有感觉，你便不会感觉到什么不适；既然你获得了另一种感觉，那你将是另一个生命，并且没有停止生命。

[五十九]

人是为了相互依存而出生的[63]
 ，所以你要教导别人，要容忍别人[64]
 。

[六十]

箭以一种方式运动，理智以另一种方式运动。不过理智，无论是在观察的时候，或是在对感官获得的知识进行思考的时候，总是直线而行，非达到目的不可。

[六十一]

进入每个人的支配理性，也让所有其他人进入你自己的支配理性[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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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





[一]

不公正即为不虔诚。要知道，宇宙本性造就理性动物就是为了他们能彼此相助[1]
 ，各尽其责地相得益彰，绝不是为了他们互相损害，因此凡违背其意旨者即是对神明们的最高本性之不敬。

谎言者也是对神明本性之不虔诚。要知道，宇宙本性即是现存万物之本性。一切现存之物与一切先前存在之物都有密切联系。宇宙本性还称之为真理[2]
 ，并且是一切真实事物之第一造因。就这样，故意说谎者是不虔诚，既然欺蒙是不公正的；无意说谎者也是不虔诚，既然他也与宇宙本性不协调，也与宇宙本性相冲突。要知道，他背逆真理，必然要与宇宙本性相冲突。事实上，他本来已经从自然本性获得这些能力，只是由于疏忽，现在成了不辨谎言和真理之人[3]
 。

一个把享乐作为善来追求，把痛苦作为恶来躲避的人也是不虔诚。要知道，这样的人必定会指责宇宙本性[4]
 不主持公道，因为尽管是按其所应得给卑劣之人和端正之人分配命运，然而却常常是卑劣之人处于享乐之中，拥有可供享乐的东西，而端正之人却常常是遭受痛苦，遭遇可造成痛苦的事物。而且怕痛苦之人必然会害怕宇宙间将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不虔诚。追求享乐之人亦不会戒除不义，这显然也是不虔诚。

对公共的宇宙本性同等地拥有的事物——因为自然之道若不是同样地拥有这两类事物[5]
 ，自然之道便不会创造它们——凡希望循自然之道行为的人也应与自然之道意见一致地同等对待。因此，一个人对痛苦与快乐，或死亡与生存，或荣誉与耻辱，以及自然之道同等看待的一切东西，若不能同等地对待，那明显也是不虔诚。我说共同的自然之道同样地对待这些事物乃是指同样地由神意的初始推动循序[6]
 产生及其后果的一切事物，自然按照这一神意[7]
 ，由于某种推动力，为了建立秩序，为将要发生的事物制定了一些原则，赋予物质产生事物及其变化和延续的能力。

[二]

一个人最好是不知欺骗、虚伪、奢侈、狂妄为何物地离开人间，“次好”[8]
 是在厌倦了这些行为后断气。难道你宁愿与恶行为伴，尝试之后仍不能使你逃避这瘟疫吗？因为心灵毁于这种瘟疫比周围空气的任何污浊和变化更有害。后者是动物的瘟疫，危害生命，而前者是人的瘟疫，危害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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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要蔑视死亡，而要把它作为自然之道所希望的事物之一，高高兴兴地满足它。要知道，有如年轻、年老、成长、盛年、出牙、生髯、白发、播种、怀孕和生育，以及许多其他自然活动，这也是解体[9]
 。这就是对人进行思考的结果，因此不要满不在乎地，不要渴求地，也不要轻蔑地对待死亡，而要把它作为自然活动之一来期待。就像你现在期待新生儿从你妻子的子宫里出来，你也要这样接受你的灵魂离开你这躯体那一时刻。

如果你希望得到一点心灵的慰藉，那么最能够使你从容地死去的莫过于观察你将要留下的那些事物和你的灵魂将不再与之交混的那些人的道德[10]
 。要知道，不应该粗暴地对待那些人[11]
 ，而要关心他们，温和地对待他们[12]
 ，不过应该想到，你将要避开的并非是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们。实际上，如果你看到能同那些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共同生活，那是唯一能使我们向往和保持人生的东西。可现在你却看到，这种共同生活的不协调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你甚至会大喊：“死亡啊，你快来吧，否则也许我也会忘记自己是何许人。”

[四]

作恶者是对自己作恶[13]
 ；行不义者是对自己行不义，因为他使自己成为不义之人[14]
 。

[五]

不做某件事的人也常常是不公正的，不只是那做某件事的人。

[六]

现在的意见基于对事情的理解，现在的行动符合公共利益，现在的心境对外部发生的事情都感到满足，这就足够了。

[七]

排除妄想[15]
 ，抑制冲动，消除欲望，使自己的支配理性保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八]

一种灵魂被分配给无理性动物，一种智慧的灵魂被分配给理性动物。如同所有的大地物体都源于土，我们都处在同一个光明里看得见[16]
 ，呼吸同一种空气，都有视力，都有灵魂。

[九]

具有共同元行的事物都趋向同类。一切由土形成的事物都沉向泥土，一切液态物质都流向一起，一切气体也一样，以至于需要暴力才能使它们分开。火由于元行之火而上升，同时它又准备好与这里所有的火一起燃烧，所以能燃着一切比较干燥的物体，由于这些物质本身较少包含阻止燃烧的东西。因此，一切分享自然本性的共同智慧的事物都同样地趋向于其同类，甚至趋向性更强烈。要知道，就像它那么优于其他事物那样，它也那么愿意与同类相混而融合。

不管如何，在无理性动物中可以发现有蜂群、畜群、对幼雏的抚养、似乎还有爱[17]
 。显然这里已经有灵性存在，这种聚合始因是在较高级生物中间发现的，在植物、石头或树木中间都是没有的。在理性动物中间则有群体社会[18]
 、友谊、家庭、集会、战争中的缔约和休战。然而在更高级的事物中间，分离中的某种统一状态依然存在，例如在星辰中间。因此，在升入较高状态后，甚至在分离的事物之间也有一种形成共同感的力量。

那么请看看现今的实际存在。事实上，现在只有在理性动物中才忘记彼此之间的热情和一致，只有在他们中间看不到这种合流性。不过尽管他们这样互相规避，他们仍然被束缚在一起，因为自然本性的力量是强大的。你不妨仔细观察一下我说的情况。不管怎么说，找到一个不沾有一点尘埃的泥制品比找到完全脱离世人的人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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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人、神、宇宙都生产果实，各在自己合适的季节里生产。如果通常习惯把这一词用以指葡萄和其他类似的东西，这也无所谓。理性也生产果实，既是公共的，也是自己的。由其产生的事物类似于其本身。

[十一]

如果你能够，你就去纠正[19]
 ；如果不能够，那就记住，你是怀着善意对待这件事情的。神明们对这样的人也是心怀善意的，甚至有时也帮助他们，使他们健康，获得财富，享受荣誉。神明们就是这样善良[20]
 。因此你也可以这样，或者你说说看，谁能阻止你？

[十二]

做你的工作，不过不要像一个苦工，也不要期望得到同情或称赞，只可期望一点，那就是无论行动或停止都要像社会理性要求的那样。

[十三]

今天我摆脱了所有的烦恼，更合适地说是我抛却了所有的烦恼。因为烦恼并不在外面，而是发生在里面，在我们的意识里[21]
 。

[十四]

一切事物都是经验所熟悉的[22]
 ，在时间方面是短暂的[23]
 ，在本质方面是低劣的。现今的这一切同那些业已被埋葬的完全一样[24]
 。

[十五]

各种事物都站在门外，它们自己不认识自己，也没有关于自己的看法。那么是什么对它们进行判断呢？是支配理性。

[十六]

理性的、社会性的动物的恶和善不在其被动中，而在其主动中，有如其美德和邪恶也不在其被动中，而在其主动中一样。

[十七]

对于一块上抛的石子，降落并非恶，上升并非善[25]
 。

[十八]

向内深入进他们的支配理性，你就会看到，你所害怕的是一些怎样的判官，他们的判断又具有怎样的价值[26]
 ？

[十九]

一切都处于变化中[27]
 ，你自己也在不断的改变中，并且是趋向于某种毁灭[28]
 ，整个宇宙亦然。

[二十]

应该把别人的劣行留给他自己[29]
 。

[二十一]

活动的停止、激情和思维的停息，它们也有如某种死亡，但不是恶。现在再请看看你的一生：可以分作儿童时期、青年时期、成年时期、老年时期，其中每一个变化也都是死亡。这里有什么可怕的？现在再看看在你祖父膝前的生活，还有在你母亲膝前的生活，在你父亲[30]
 膝前的生活，你还会发现有许多其他差异、变化和停止。“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因此，整个生命的终止、停息和变化也同样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十二]

赶快审察你自己的支配理性，审察宇宙的支配理性，审察你的邻人的支配理性。审察你自己的支配理性，为的是使它公正；审察宇宙的支配理性，为的是使你能记住你是它的一部分；审察你的邻人的支配理性，为的是使你能看清他是无知还是有知识，并且还可以判断是否与你的相似。

[二十三]

如同你自己是社会群体的一员，也应该这样使你的所有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如若你有什么行为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共目的有关，那它就会扰乱你的生活，制造纷争，有如一个人在乡区里离群独居，失去和谐一致那样。

[二十四]

孩子们的争吵和游戏，“支撑着尸体的可怜的灵魂”[31]
 。有如亡灵世界[32]
 的景象更清楚地显现。

[二十五]

认真观察一个形式的性质，把它同物质分开，进行思考，然后确定这一特殊事物最大限度地存在的时间。

[二十六]

你由于不满意你的支配理性做的那些事情而感受了许多苦恼，尽管那些是既定的安排。不过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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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每当人们指责你，或憎恨你，或公开谈论那些事情时，你要面对他们可怜的灵魂，进入他们的内心，看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那时你就会知道他们对你持什么看法，不过你不必介意。但你对他们要心怀善意，因为按本性他们是你的朋友。而且神明们也都用各种方法，例如通过梦境[33]
 ，通过布谕，帮助他们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34]
 。

[二十八]

这些都是宇宙运动的周期，向上，向下，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也许是宇宙心智激发每一件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接受宇宙可能激发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一旦激发[35]
 ，其他的事变都是其顺序延续的后果；也许是原子采用某种方式作用的结果，或者是不可分割地[36]
 。至于整个宇宙，若是存在神明，那一切都会处于良好状态；如果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你也不要违抗偶然[37]
 。

不久大地都会把我们全都埋葬。然后整个大地本身也会变化，而后又是变化，以至无限。要知道，一个人想到这一层一层的变化和转型，他便会藐视一切死亡如此迅速地降临[38]
 。

[二十九]

宇宙的本源有如混浊的急流[39]
 ，把一切裹挟而来。那些忙于社会事务，并且自以为在哲学性从事实践的可怜的人是多么不值一提啊！一派胡言乱语。可怜的人啊，你怎么样？现在你就做自然之道要求你做的事。如果赋予你力量，你就努力行动，不要环顾周围是不是会有人知道。不要期望柏拉图的国家[40]
 ，而要对有一点微小的成功就该感到满足，并且要把它视为是微不足道的。要知道，谁能改变人们的信念呢？既然不能改变信念，那么除了让他们感叹着奴隶般地顺从，迫不得已而为之，又能怎么样呢？现在好吧，请你对我说说亚历山大、腓力[41]
 和得墨特里奥斯·法勒柔斯。他们自己会判断他们是否理解了共同的自然之道的意愿和他们对自己的训练。如果他们扮演了悲剧角色，不会有人责怪我没有模仿他们。哲学工作是坦诚而谦逊的，不要让我傲慢狂妄。

[三十]

鸟瞰无数的人群[42]
 、无数的教仪、风暴中或平静的海上的航行、由出生至成年而衰老的变化。请再想想别人以前已经经历过的生活、有人在你以后将会经历的生活和蛮族人现在正在过着的生活。多少人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多少人很快就会忘记它，多少现在称赞你的人会很快同样地指责你。无论是身后的美名或是荣誉，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全都没有意义。

[三十一]

对源自外部原因的事物要保持镇静，对发自你内心的行动要力主公正。也就是说，让你的意愿和行为在于为了公共利益，因为这对于你来说符合自然本性。

[三十二]

有许多无谓的烦恼你都可以从中摆脱，因为它们全都存在于你的意念中，并且你也可以立即给自己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境界，当你用你的智力去包容整个宇宙，思考永恒的时间，观察每个事物各部分的急速变化，人生从出生至解体的短暂，生前时间的渊邃，解体后的时间同其一样无垠的时候。

[三十三]

你现在见到的一切很快就会被朽毁，那些目睹这一切被朽毁的人自己也很快会被朽毁。晚暮而终者会去到英年早逝者所在的同一处地方。

[三十四]

这些人的支配理性[43]
 是怎么样的？他们热心从事的是些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喜欢和珍视它们？认真察看他们赤裸的渺小灵魂吧。他们以为他们的指责能伤害人，他们的赞颂会有益于人，什么样的想法啊！

[三十五]

丧失并不是什么别的，亦即变化。宇宙本性喜欢变化[44]
 ，一切皆顺应宇宙本性地顺利生成，自古以来一向是这样，永恒的未来仍将会这样。那么你说什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坏的[45]
 ，并且也将永远是坏的，在如此众多的神明中没有发现有什么力量能纠正这些坏的事物，而这个宇宙将在无穷的恶事物中存在下去！

[三十六]

腐朽隐匿地存在于每一件事物的质料里：水、土、骨头、腥气。或者说，大理石是土的凝块，金和银是地底下的沉积物，衣服是一堆毛，紫颜色是血，所有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灵气也是另一种同类的东西，并且能从这一些变成为另一些。

[三十七]

够了，这可怜的一生，充满怨愤和欺骗的一生。你为什么要烦恼呢？这其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什么事情使你不安？原因何在；你就认真观察吧。事物的本质呢？你也观察本质。除了这二者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不过还是祈求神明吧，愿你变得更纯朴[46]
 、更善良。

用一百年和三百年探寻这些事物都是一样的。

[三十八]

如果他做错了，他受害。或许他没有错[47]
 。

[三十九]

或许一切都来自唯一的智慧源泉，从而集合为一个整体，那么其中的部分就不应该抱怨为了全体而做的事情。或者也许是一些原子，除了混合和散解外，没有其他什么[48]
 ，那么你又何必烦恼呢？你就这样对支配理性说：“你已经死了，你已经腐朽了，你已经成了一头野兽，你在欺骗，你想群居，你去放牧吧！”

[四十]

神明们或是没有任何能力，或是有能力。若是他们没有能力，那你为什么要向他们祈求[49]
 ？若是他们有能力，那你为什么不祈求他们让你不畏惧任何你所畏惧的事物，不渴望任何你所渴望的东西，不因任何事情而苦恼，而是祈求不让某件事情发生或允许其发生呢？因为毫无疑问，若是他们能帮助人们，他们在这些方面是能帮助的。不过可能你会说：“神明们已经把这些事情交给我来做了。”那么，你就自由地处理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吧，那不比奴隶般卑贱地为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而烦恼更好吗？谁告诉你神明们甚至在由我们处理的事情上也不帮助我们[50]
 ？不过不管如何，你就为这些事情而祈祷，看看如何。有人祈祷说：“我怎样才能与那个女人同寝。”你可以祷告说：“我怎样才能不产生与那个女人同寝的念头。”另一人祷告说：“我怎样才能不失去孩子。”你就祷告说：“我怎样才能不担心失去孩子。”总之一句，你就这样祈祷，看看结果如何。

[四十一]

伊壁鸠鲁说：“我生病的时候，我的谈话不涉及身体的痛苦，也不对来探望的人们谈这些问题，而是继续谈自然哲学要义，并且特别关注这一主题，即心灵在共同分担肉体运动时如何不受干扰，继续保持自己的优长。也不允许医生傲慢自大，好像他们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实际上我自己生活得很好”[51]
 。就这样，若是你生病，也要像他病中那样，遇有其他情况也要那样。要知道，每个哲学派别都认为，不管违逆什么事情，都不能背弃哲学，也不可与非研究自然哲学之人无谓地谈论，这是一切哲学派别的共同原则[52]
 ……专注于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及从事那工作所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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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每当你因有人行为无耻而被激怒时，你要立即这样询问自己：“这个宇宙中能够不存在无耻之人吗？”不可能。那么，请不要要求不可能的东西[53]
 。要知道，这个人只是这个宇宙中必然存在的那些无耻之人中的一个。对于狡诈之人、背信弃义之人和一切干坏事的人，你也要这样对待。要知道，只要你能同时提醒自己，这样的人不可能不存在，你就会更为善待他们每一个人。立即这样想想也会有益：“自然赋予了人什么样的美德来抵御这种错误行为。”事实上，如同自然赋予我们温和作为对无知之人的解毒剂一样，针对其他类型的人，自然也赋予了我们某种能力。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能教导一个误入歧途者改正错误。要知道，任何一个做错事的人都是迷失了前面的目标或陷入歧途。你有什么受损害了吗？事实上你会发现，在那些使你恼怒的人中，没有哪个人做了什么可能使你的心灵受到伤害的事，而你认为的恶和受害完全是在你的心灵里。

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做了未受过教育的人做的事，这有什么不好或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你看，你没有认为更应该责怪自己，因为你没有预先觉察到他会做这样的事。要知道，你凭你的理智本来可以判断他会做这样的错事，然而你却忘记了，反而惊讶他竟然做了错事。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你指责一个人不守信义或忘恩负义时，你要转过来责怪你自己。因为很明显，这是你的错，不管是你原以为此人具有会守信义的素质，或者不管你在施惠时并未完全地施予，以至于觉得未能从你的行为直接获得全部的果实[54]
 。

你为人做了善事还想得到什么？你不满足于顺应你的自然本性做的事情，而想得到报酬？有如若是眼睛看见了什么要求回报，或是双脚走路也要求回报。要知道，如同那些事物是为了观察和行走而造，它们做了这些特殊的事情正是尽了它们特有的义务，人也是一样，生来就是为了行善，当他做了什么善事，或是做了其他什么有益于公共事业的善事时，那他正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得到了他所应得[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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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卷





[一]

我的灵魂啊，你会成为善良、坦诚、单纯、裸露，比包裹着你的那躯体更为明显可见吗？你会感受到亲切和热爱的情感吗？你能够达到充实，不缺乏、不渴望、不企求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以满足享乐吗？你也不希冀时光让你能更长久地享受吗？你也不追求合适的地方或乡间，不要求和谐相处的人们，而是满足于你现有的状况[1]
 ，欣悦于现有的一切，会相信自己现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明们[2]
 ，相信一切现在都适合于你，将来也会如此，既然它们令神明们满意，并且神明们还会赋予，以保持这个完美的存在[3]
 ，这个善良、公正、美好、能产生一切、能包含和容纳一切被分解的东西，并把它们变成同样的新东西的存在吗[4]
 ？你终于会与神明们和人类这样一起生活，对他们无所指责，也不会受他们指责吗？

[二]

你要仔细观察，你的本性要求你的是什么，因为你只受本性的支配；然后你就行动，并且立即行动，如果你那作为生命物的本性不会受损害。而后你应该仔细观察你那作为生命物的本性要求的是什么；你必须接受一切要求，如果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生命物的本性不会受损害；凡是理性的也是合于社会的。运用这些准则吧，不要在别的方面花费工夫。

[三]

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或是作为你天生就能够忍受它而发生，或是作为你天生不能忍受它而发生[5]
 。因此，如果它是作为你天生能够忍受的而发生，那就不要烦恼，把它作为你天生能忍受的事情忍受好了；如果是后者，作为你天生不能忍受的而发生，那你也不要烦恼，它在把你耗尽之后，也会毁了它自己。不过你要记住，你天生是要忍受一切的，这有赖于你对事情的看法，使它变成可以忍受、可以承担的，认为那样做是符合你的利益和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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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若是有人犯错误，你应该好心地教导他，指出他错在那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应该责怪你自己[6]
 ，或者甚至连你自己也不要责怪。

[五]

不管你遭遇了什么事情，都是从亘古就预先为你安排的，各种原因的交织也是永恒地织出了你的命运安排以及与该事件的关系[7]
 。

[六]

不管宇宙是原子群体还是自然体系，首先要明确一点，即我乃是这个受自然本性支配的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其次，我与那些类似的部分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系。要是能记住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便不会对由整体分配的任何事物感到不满。要知道，对整体有利的事物绝不会对其部分有害[8]
 ，因为整体不会包含什么对它自身不利的东西。既然所有自然本性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原则，那么宇宙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会在任何外力胁迫下产生任何对自身有害的东西。

只要记住我是这样一个整体的一部分，那我对发生的一切事情便都会感到高兴。只要我与同类各部分继续保持着密切关系，我就不会做任何背逆群体的事情，而且还会关注各个同类[9]
 ，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公共利益，不做相反的事情。如果能做到这样，那生活一定会很顺心，就像一个城邦成员一向为城邦成员的利益效力，高高兴兴地完成城邦分配给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定然会过得很舒畅。

[七]

整体的各个部分，即由自然本性包括在宇宙下的一切，必定要毁灭。称之为“毁灭”者，“变化”也。如果这对于它们来说按本性是恶，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恶，那么整体便不会被很好地维持下去，因为它的各个部分在变化，并且注定要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下被毁灭。那么是自然本性自己对它自身的各个部分行恶，使它们都趋向恶，并且不可避免地使它们陷入恶，还是它并不知道自己发生这些变化？这两种情况都难以令人置信。

如果有人抛却自然本性这个概念作为促使事物变化的动因，一方面说整体的各部分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又对好像有什么是违背自然发生的而感到惊奇或苦恼，每个事物竟然分解成为它由其产生的事物，这实在是太可笑了。事实上，组成事物的元行[10]
 会分解，或是发生变化，由固体转变为泥土，由呼吸的气体[11]
 转变为空气。这些事物被复归于宇宙理性，或者经过一定的周期被燃烧[12]
 ，或者由于无穷尽的变化而更新。

不要以为那固体和呼出之气仍是在你出生时便为你所有的东西。事实上，那一切来自你昨天或前天吃的食物和吸入的气流。因此，起变化的是你摄取的这些东西，而不是你母亲生育的那些。即使假设你母亲所生的那部分与你自己后来形成的那部分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认为这些与我们刚才说的原则也不背逆。

[八]

如果你使自己享有这样的一些称誉：善良之人[13]
 、谦逊之人、诚实之人、理智之人、慈祥之人、富有自尊心之人，那就注意不要失掉它们。若是失去了这些名称，你要赶快恢复。要记住，所谓“理智之人”，乃表示你能精微地观察一切事物，并做出推断；“慈祥之人”，乃表示你心甘情愿地接受共同本性分配给你的一切；“富有自尊心之人”，乃指理智的部分超然于肉体的平和或剧烈的运动，超然于荣誉、死亡以及类似的事物。因此，如若你能使自己符合这些名声，而不是竭力争取别人这样称呼你，那么你便会是另一个人，进入另一种生活。要知道，继续保持你直到现在的这种状态，在这样的生活中被撕扯和玷污，那是一个感觉过分迟钝和贪恋生命之人的生活，与那些在竞技场上被撕扯得剩下一半的人无异，那些人已经浑身创伤和血污，但仍然恳求能被保全到第二天，以便继续被投给那些野兽的爪子，给它们撕咬。

因此，你就让自己拥有这不多的几个美名吧。若是你能让自己保持住这几个名称，那你就保住它们，那时就有如移民到了某个福人岛。不过如若你觉得自己离开了它们，无力保住它们，那你就勇敢地前往某个角落，使自己振奋起来，或者甚至完全离开生命[14]
 ，不过不是愤怒地，而是坦诚地、自由地、谦逊地做好一生中这一件事，这样地离开生命。有一点非常有助于你记住这些美名，那就是记住神明们，神明们希望的不是逢迎谄媚，而是所有理性动物都能同他们一样[15]
 ；记住无花果树就是做无花果树的事情，狗就是做狗的事情，蜜蜂就是做蜜蜂的事情，人就是做人的事情。

[九]

戏剧表演、战争、恐惧、麻木、奴役，这些东西会一天天地把你的那些神圣原则磨灭掉，你作为一个研究自然者所思考、所接受的那许多原则。你要这样观察一切和做一切事情：做好面临的事情，运用思考力，坚持对每一件事物的见解，不显露炫耀，亦不隐瞒掩盖。

你要何时才能做到简朴？何时才能做到庄严？何时才能做到对每一件事物有所认识：其本质如何？在宇宙中占据什么位置？可能存在多久？由什么东西组成？可能属于一些什么人？哪些人能赠送它？哪些人能把它取走？

[十]

一只蜘蛛捉到一只苍蝇而傲然自得，有人抓到一只兔子而傲然自得，有人网得一条小鱼而傲然自得，有人捕得一头野猪而傲然自得，有人捕得一头熊而傲然自得，有人抓得萨尔马特人[16]
 而傲然自得。事实上，你考察一下他们的原则，他们不都是强盗？

[十一]

一切事物如何相互变化，你不妨作一认真的观察，坚持不懈，在这方面锻炼自己。要知道，任何学问都不能使人如此心胸开阔。能这样做的人便抛开了躯体，而且在他认识到他将会在某个时刻把一切都留在这里，离开人世后，他就会在他自己所有的行动中绝对保持公正，在其他方面则顺应自然。至于有人怎么议论他、理解他或对待他，他完全不在乎，惟愿能满足两件事，即如果他能现在做事公正，同时满足于分配给他的一切[17]
 。他抛弃一切烦恼和牵挂，别无他求，只要能按照自然法则循正道，在循正道时追随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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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你自己可以考虑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你还疑虑什么；如果你能看清楚，那就满怀善意地径直往前走；如果你看不清楚，那就应该努力向高明者请教。若是事情遭遇到什么阻碍，那就要坚持显然是公正的原则，审慎地按照现在的思考继续进行。要知道，若是能达到目标，那当然最好，或者若是失败，那也是在尝试后的失败。

既从容不迫而又灵动，既愉快而又镇定，这就是一切均遵循理性原则之人的特点。

[十三]

从睡眠中醒来，你就立即询问自己：“如果公正而仁善的事情是由别人完成的，这于你是否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你是否忘记了，那些好称赞和诋毁别人的人[18]
 ，他们在卧榻上或是在用餐时的傲慢[19]
 ？他们做的是一些什么事？他们逃避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盗窃什么？他们抢劫什么？他们掠夺什么？不是用手和脚，而是用他们自己最珍贵的部分，一个人愿意时，他可以利用那一部分产生信任、谦逊、真诚、法规和善良的守护神[20]
 。

[十四]

自然给予一切和收回一切，一个受过教育的谦逊之人对它说：“你想给什么就给什么吧，你想收回什么就收回什么吧。”他这样说时不是狂妄地，而只是服从自然和对自然怀着善意。

[十五]

残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要像在山上那样生活[21]
 。要知道，是在这里生活，还是在那里生活，这没有什么区别，如若一个人能完全像在宇宙城邦里生活那样[22]
 。让人们看到，让人们认识一个真正顺应自然生活的人。若是他们不能容忍你，就让他们把你杀掉。因为这比像他们那样生活要好。

[十六]

总之，不要再讨论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去做一个好人。

[十七]

要不断地考虑整个时间和整个实体，要把一切事物作为部分，按其本质如同无花果种子，在时间方面如同钻子转动。

[十八]

用心思考每一个存在的事物，把它作为是已经在分解的事物，处于变化之中，也可以说是即将腐烂或消散，或者视每件事物都是必遭死亡地生成的。

[十九]

人们在吃饭、睡觉、交合、排泄及其他各种行为时，是一副什么样子！还有，当人们专横地傲慢自大或激动地暴怒、身居高位而叱责他人时，又是一副什么样子！然而在不久之前，他们曾经对多少人奴颜婢膝，为了一些什么事情而如此俯首听命，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成为什么样子！

[二十]

宇宙自然赋予每个事物的是对每一事物有益的，并且赋予它们就是为了对它们有益[23]
 。

[二十一]

“大地爱恋雨雪，神圣的以太也爱恋”[24]
 。宇宙也爱恋而生育一切希望产生的事物。所以我对宇宙说：“我和你一起去爱。”不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这东西喜欢生长。”

[二十二]

或者你生活在这里，并且已经觉得习惯，或者你离开这里，并且是你希望这样做，或者你死去，尽完了自己的责任。除了这些外，再没有什么。因此，好好心情振奋地活着吧。

[二十三]

要永远明白，这处地方[25]
 跟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所有的事物跟山上[26]
 、跟海边，跟其他你所向往的地方也一样。要知道，你会发现柏拉图所言非常贴切；他说：“生活在城墙里有如在山上挤羊奶时被羊群所围绕”[27]
 。

[二十四]

我的支配理性对于我究竟是什么？我现在正使它成为什么样的？我现在正怎样利用它？它是不是没有智慧？它是不是自由自在，不喜好交往？它融进了肉体，与肉体相混，以至于受制于肉体？

[二十五]

逃离主人者为逃亡者。法即主人[28]
 ，违法之人即逃亡者。陷入悲哀、或愤怒、或恐惧的人总是希望统治一切的主宰，即给每个人分配所应得的法是法者，不让过去或现在或将来的某件事情发生。因此，陷入恐惧、或痛苦、或愤怒的人也是逃亡者。

[二十六]

一个人把种子放进子宫后离开了，另一个造因接过遗下的种子开始照料，形成一个胎儿，从中产生了什么东西啊！婴儿通过咽喉吞下食物，另一个造因接着照料他，使其有感觉，能活动，总之一句，赋予其生命和力量，以及其他种种东西。因此，请想想这些在如此隐蔽中发生的事情，观察那个如此巨大的能力，如同我们观察能使物体上升和下降的力量那样，不是用眼睛，不过也并非不及那样明晰。

[二十七]

要不断地思考，一切现在存在的东西先前也是这样地存在过[29]
 ，并且思考，它们还将会这样地存在。使所有类似的戏剧和场面，你所经历的或者从较近的历史知道的，都摆在你面前，例如整个哈得利安朝廷[30]
 ，整个安东尼努斯朝廷，整个腓力朝廷，整个亚历山大朝廷、克洛伊索斯朝廷[31]
 。事实上，所有那些景象全都是这样，只是由另一些人来表演而已。

[二十八]

想想吧，所有对发生的一切感到痛苦或不满的人与那作为祭礼献牲而挣扎嘶叫的小猪相类似；那躺在床上独自默默地叹息我们被命运束缚的人也像那只小猪。想想吧，惟有具有理性的动物才被赋予心甘情愿地顺从发生的一切的品性[32]
 。

[二十九]

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在各部分停下来询问自己：“死亡会剥夺你完成这件事情，因而是可怕的吗？”

[三十]

每当你因某个人的错误行为而愤怒时，你就立即扪心自问[33]
 ，你自己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例如是不是把金钱视为美好的事物[34]
 或令人快乐的东西[35]
 ，或者追求荣誉[36]
 和美名。要知道，如若你能这样想一想，那你便会很快忘记你的愤怒，并且你还可以这样考虑，那人犯错误是迫不得已[37]
 ，因为他有什么办法呢？或者如果你能够，那你就为他排除这压力。

[三十一]

当你看到苏格拉底派的萨提隆[38]
 ，你就想想欧提克斯[39]
 或许门[40]
 ；看到欧弗拉特斯[41]
 ，就要想到欧提基昂[42]
 或西尔瓦努斯[43]
 ；看到阿尔基弗隆[44]
 ，就要想到特罗派奥福罗斯[45]
 ；看见塞维罗斯[46]
 ，就要想到克里同[47]
 或色诺芬[48]
 ；看着你自己，就要想到某个凯撒，并对每一种情况如此类推。然后你再自问：“他们如今在哪里？”无人知晓[49]
 或不知在何方。事实上，你要经常这样把人间的事情视若烟云[50]
 和虚无，特别是当你想到，凡事一经变化便永远不复存在时，更应该如此。因此，你为何要如此奋力工作？为什么不能满足于井井有序地度过这短暂的一生？

你放过了怎样的材料和时机？所有这一切不都是可以作为理性地精确观察和研究人生的对象吗？因此，继续坚持吧，直到把所有这些都为你所吸收，有如结实的胃把一切都吸收，有如熊熊的烈焰把投进去的一切都变成火焰和光明那样[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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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不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如实地说你不是坦诚之人或不是仁善之人，而要让凡这样评判你的人都是在谎言骗人。这一切完全有赖于你。因为谁能阻止你成为仁善之人和坦诚之人呢[52]
 ？如果你不能成为这样的人，那你只有不再活下去[53]
 。要知道，理性也不要求不是这样的人继续活下去。

[三十三]

对于人的生命这一质料，能够最符合健康之道去说去做的是什么呢？事实上，不管能做什么或说什么，还是完全在于你自己，不要推托说你受到阻碍。

你不会停止哀叹，除非你终于能够感受到，有时纵情享乐之人是那样地骄奢淫逸，而你自己则不管拥有什么和有什么物质呈现于你，你都能按照人的结构做合适的事情。要知道，一切行为皆能顺应自己的本性，这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且随处都应该这样。

就这样，并没有赋予圆筒到处滚动的能力，无论是水或火或其他各种受自然或无理性灵魂控制的事物都没有被赋予自行滚动的能力，有很多东西阻挠它们，阻止它们。然而智慧和理性却能按照先天的本性和它们的愿望通过一切障碍之物。不妨在面前设想一下理性穿过一切时的轻松情景：有如火上升，石头堕落，有如圆筒顺坡滚下[54]
 ，无需排除任何障碍。要知道，其他一切障碍或是只能阻碍这肉性躯体[55]
 ，或是除非由于想象和理性本身允许，否则并不能打垮我们，也不能给我们造成伤害。若非如此，那遭受阻碍的人便会立即受到损害[56]
 。

至于所有其他生物体，其中任何一种若是遭遇到什么伤害，其本身必定会因此而受损害。然而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由于能直接利用遭遇到的事情，却能变得更好，更受人称赞[57]
 。总而言之，你要记住，天性使一个人成为城邦成员[58]
 ，凡损害不了城邦的东西也就损害不了城邦成员；凡损害不了法的东西也就损害不了城邦；通常称之为的不幸也没有哪一件能损害法。不能损害法者也就不能损害城邦，不能损害城邦成员。

[三十四]

对于领悟了真正原则的人，简单而浅显的箴言即足以提醒他不至于陷入悲哀和恐惧。例如：

秋风卷残叶飘零地面，人类亦如是[59]
 。

你的儿女即是树叶；自以为令人相信地放声大喊者和大声称颂者，或是相反地咒骂者，或是悄悄地指责者和嘲笑者，也是树叶；传递身后美名的人也同样是树叶。要知道，这一切产生于春季来临时[60]
 ，而后风把它们刮落[61]
 ，这时另一代树叶又代替它们长出来。然而你却把这一切作为永世长存的东西进行逃避或追求。不久你也会闭上眼睛，另一个人又会成为哀悼你为你送葬的人[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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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健全的眼睛应该能看见所有可见的事物，而不是说“我只希望看见绿色的东西。”因为那是有病的眼睛。健康的听觉和嗅觉应该能听到和嗅到一切可以听到和嗅到的东西。健康的胃应该像磨石对待所有它应该磨碎的东西那样对待所有的营养物质。同样，健康的心灵也应该这样准备好面临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若心灵说：“但愿我的孩子们能健康地成长[63]
 。”并且说：“让所有的人都能称赞我的一切行为。”这心灵便如同那专找绿色东西的眼睛或如专找柔软食物的牙齿。

[三十六]

没有一个人能如此幸运，以至于他临终时身旁没有一些人欢迎他遭到不幸。尽管他是一个品行端正之人和智慧之人，但是仍完全不可能没有人在心里针对他说：“现在我们终于摆脱了这位保傅，可以喘口气了。他对待我们中任何人都不严厉，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默默地指责我们。”这就是品行端正之人的遭遇。至于我们，有多少别的原因使得许多人想摆脱我们。因此，你要这样想着死去，并且心境比较平和地离开，思考着：我现在正在离开这个人世，在这期间他们是我的同伴，是我曾经为之如此奋争、祈求、用心的人们，现在他们都希望我离开，以便从中获得某种解脱。因此，为什么一个人要渴望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消磨更长久的时光呢？

不过也不要因此就对他们不和善地离去，而要继续保持你固有的习性，亲切、友好、仁爱；也不要好像是被强行拖走，而要如一个安详地死去的人那样让可怜的灵魂离开肉体，你离开他们也应该是这样。要知道，是自然把你与他们结合在一起，又让你们分离的。我离开人们有如离开亲朋好友，不是被拉走，不是被强行分开。要知道，这也是顺应自然之一[64]
 。

[三十七]

要让自己养成遇事这样的习惯，即当有人在做某件事情时，你要这样反问自己：“此人做这件事怀着什么目的[65]
 ？”并且从自己开始，首先考察自己。

[三十八]

你要记住，牵线者是我们内心那个隐藏的东西，它赋予言词、生命，若是可以这样说，它使我们成为人。你切不可把外面包围的躯壳[66]
 及造成的其他器官一起思考。它们有如手斧，所不同的是，它们是自然生成的。一旦它们脱离了推动和阻止它们的始因，它们并不比织工的梭子、写作者的芦笔和驭者的鞭子更有用处。


[image: 图片]



第十一卷





[一]

理性灵魂有下列特性：它看见自己，观察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1]
 ，自己收获自己的成果——植物的果实和动物的相类似的东西都由其他生物收获，——不管生命界限划在何处，它都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跳舞、演剧时以及一些类似的技艺中，若是有什么阻碍，整个动作便会是不完全的，然而理性灵魂，不管在哪一部分，不管在什么地方被停止[2]
 ，它都能使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是完成了的、充分的，以至于可以说：“我完全拥有我的东西。”

它还走遍宇宙和环绕宇宙的虚空，观察它的形态，延伸进无限的时间里，了解所有事物的循环再生[3]
 ，进行思考，看出我们的后代不会看到任何新的东西[4]
 ，我们的前辈也没有见到过更多的东西[5]
 。因此，一个四十岁的人，如若他有一定的智慧，由于事物的相似性，他已经看到了一切存在过的和将要存在的东西。理性灵魂固有的特点是爱邻人、真诚和谦逊，对任何事物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身的尊重，这也是法的特点。于是，正确的理性和公正的理性便没有任何差别了。

[二]

若是你把合调的声音划分成每个发音部分，然后就每个部分询问自己：“你被它征服了吗？”那时你会蔑视那些悦人的歌唱、舞台表演和全能比赛[6]
 。事实上，你是不会承认的，对于舞台表演你也可以就其每个动作和姿势进行同样的观察。对于全能比赛也一样。总而言之，除了德性和符合德性的行为，要记住对事物的每个部分进行观察[7]
 ，在对它们进行分析之后，你便会对它们感到蔑视。对于整个人生也可以这样做。

[三]

随时准备好需要时即可脱离躯体[8]
 、熄灭、消散，这样的灵魂多么尊贵啊！这样的“准备好”应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简单的顽抗，如基督徒那样[9]
 ，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富有尊严地，并且是为了使人信服，不是表演性的。

[四]

我为公共利益做什么事了吗？我已经从中得到好处[10]
 。要永远这么想，不可有任何松懈。

[五]

你有什么技能？“做一个好人。”然而如若不是一方面基于对宇宙本性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基于对人的自身结构的深入认识，你怎么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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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最初上演悲剧是为了提醒人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说明那些事情是顺应自然发生的，若是舞台上表演的那些事情令你喜欢，那么对人生更大的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便不要烦恼。因为可以看到，那些事情是必定要完成的。即使那些呼喊“基泰戎”的人也得忍受[11]
 。戏剧家对有些事情确实说得很有用，例如特别是这样的诗句：

如果我和孩子们被神明们抛弃，

这必定是有原因的[12]
 。

又如：

对发生的事情生气是不合适的[13]
 。

还有：

割断生命有如收割丰收的麦穗[14]
 。

等等。

悲剧之后出现了旧喜剧[15]
 ，其语言孩童教育式地直率，通过直言不讳并非不有益地提醒人们不可傲慢。狄奥革涅斯[16]
 差不多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此后是中期喜剧，这种喜剧逐渐变为偏好模拟技巧展示。普遍公认，这些剧中也说了一些有益的话，不过总的说来，这类诗歌和戏剧究竟追求什么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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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多么明显，没有一种生活比你现在过的生活更适宜于运用哲学。

[八]

从邻近的树枝上砍下的一根嫩枝，那嫩枝不可能不是从整棵树上砍下来的。从一个人分离开的另一个人也必定是从整个群体分出来的。就这样，那根嫩枝是被砍下来的，而那个人则是他自己由于憎恨和抛弃而与邻人分开的，并且不知道他这样做同时也是把自己与整个城邦群体分开。然而创建群体生活的神明[17]
 还赋予了一种礼物。因此，我们能够重新与相邻的树枝一起生长，并且重新成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不过如果这种分离经常发生，脱离部分就很难重新结合和恢复原状了。一般说来，从一开始便和树一起生长的树枝与被砍下来再重新接上的树枝是不一样的，园丁们会说明这一点。虽然一同生长，但并不具有同样的心性。

[九]

尽管有些人阻碍你按照正确的理性行事，但他们不可能使你偏离有益的行动，也不能让你打消你对他们的善良情感[18]
 。你要在两个方面同样地保持警觉：不仅要保持判断和行为的镇定[19]
 ，而且对那些企图阻碍你或另样地使你难以忍受的人也要保持温和的态度。要知道，对他们发怒是脆弱的表现，如同你由于惊恐而在行动上退让和却步。事实上，这两种人都一样是放弃自己的岗位[20]
 ，前者由于畏惧而退缩，后者是疏离自己天生的亲人和朋友。

[十]

“任何自然本性都不会低于技艺。”因为艺术乃是对自然本性的模仿。如果是这样，那么所有事物中最完善的和可被理解的自然本性就不会不及技艺的娴熟技巧。一切技艺都是为了较高级而创造较低级的[21]
 ，共同的自然本性亦然。公正即源于此，其他各种德性也都顺从它[22]
 。事实上，如果我们重视一些中间意义的事物，或是受骗上当、草率从事和变化不定，便不能保持公正。

[十一]

如果事物并不趋向于你，追求它们或逃避它们都会使你感到烦恼，是你自己以某种方式趋向于它们，所以你对那些事物的判断要冷静，那些事物也会保持平静状态，你也不会再去追求或回避它们。

[十二]

当灵魂既不向外面任何事物伸展，也不向自身内部收缩，不扩散，也不缩紧[23]
 ，而是闪耀着光芒，既能看见一切事物之真相，也能看见自身内部之真相时，它保持自己本来的球型[24]
 。

[十三]

有人蔑视我吗？那是他的事。我要注意的是不要有会引起人们蔑视的行和言。有人嫉妒我吗？那是他的事[25]
 。但是我对所有的人都要和善友好，甚至对于憎恨我的人也要随时指出他的错误，不过不是谴责他[26]
 ，也不要炫耀自己的忍让，而是真诚而善意地，有如那位著名的福基昂[27]
 ，如果他那样说不是假装。要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就应该是这样，让神明们看到他对任何事物均不愤怒，也不感到难以忍受。如果你现在做与你的自然本性相符合的事，接受对于宇宙自然是适时发生的事，作为你现在这样一个人，渴望于公共有益的事得以实现，那还会有什么不幸可能降临于你呢？

[十四]

人们互相藐视，又互相谄媚；互相渴望超过对方，又互相匍匐在对方面前。

[十五]

那个人多么恶劣、多么虚伪，竟然宣称：“我要坦率地对待你。”你这个人啊，你这是做什么？你无需作这样的申明。它会表现的，它会刻在你的前额上，你的声音会直接回响它，你的眼睛里也会直接显露出来，如同恋爱中的人从情人眼神里便可以直接知道一切。总之一句，单纯而善良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就好像身上有一种气味，好让他站在那里，使走近他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能嗅到它。伪装单纯的人是一把剑。没有什么比狼的友谊更可恶，你最要躲避它。善良、坦率、仁爱之人的眼神里会表露出他的这些特质，不会隐藏。

[十六]

最美好地生活，灵魂中有这样一种力量，如果他能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淡然处之，他将会淡然处之。如果他能把这些事情区分开[28]
 ，对每个部分和整体进行考察[29]
 ，并且记住，没有哪一件事情能使我们对它产生看法，也不能逼迫我们产生看法。这些事物是静止不动的[30]
 ，是我们自己对它们进行判断，而且把它们写在心里，不过也可以不写在心里，即使它们隐藏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们抹掉[31]
 ；并且还要记住，我们这种关注是短暂的，余生将会结束。为什么抱怨事物反常呢？如果它们是顺应自然的，那就要为它们而高兴，并且让它们令你觉得是轻松的；如果它们是违背自然的，那就努力寻找符合你的自然本性的东西，积极追求它，即使它不会给你带来荣誉[32]
 。要知道，追求于自己是善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

[十七]

想想每件事物是从哪里来的，由哪些事物组成[33]
 ，会怎么变化，变成什么东西，会不会经受什么损害。

[十八]

第一，我与人们是什么关系[34]
 ，我们是为彼此而生[35]
 ；另一方面，我出生是为了领导他们，有如公羊与羊群，公牛与牛群[36]
 。从最初始的原则考虑，即如果不是原子群[37]
 ，那么就是自然本性，它统治整个宇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较低级的事物是为了较高级的事物而生，较高级事物是为彼此而生[38]
 。

第二，有些人在用餐时，在卧榻上，以及在其他场合是怎样表现的[39]
 ，特别是他们甘愿服从一些什么样的原则，他们做那些事情时何等地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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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做得对，就不应该对他们愤慨；如果他们做得不对，那显然不是自觉自愿，并且是由于无知[40]
 。要知道，所有的灵魂都不会自愿地放弃真理，也不会自愿失去公正地对待每件事物的本性。所以，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被称为不公正之人、愚昧无情之人、贪得无厌之人的，总而言之，被称为好对邻人作恶之人，并为此而感到苦恼。

第四，你自己也犯有许多错误，同别人一样[41]
 。即使你避免了某些错误，但是你具有那样做的倾向[42]
 ，尽管是你或是由于胆怯，或是由于爱惜名声，或是由于其他什么邪恶的考虑而未犯类似的错误。

第五，你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做错了事，因为有许多事情是出于某种原因[43]
 而为之。总之，需要事先了解许多事情，以便对别人所作之事能够有所理解地作出判断。

第六，每当你非常气愤或烦恼时，要想想人生短暂，我们都只能存活不长的时间[44]
 。

第七，令我们感到烦恼的并不是人们的行为，因为那些行为属于他们的支配理性范围，而是我们自己的看法[45]
 。因此，去除那种看法，坚决放弃你的判断，你的恼怒就会消失[46]
 。那么，如何去除那种看法？你就思考，那行为不会成为你的耻辱。要知道，除非耻辱是惟一的恶，你也会犯许多错误，成为强盗[47]
 或其他什么人。

第八，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产生的愤怒和感受的痛苦造成的后果往往比引起我们愤怒和痛苦的事情本身造成的后果还要强烈。

第九，和善是不可抵御的[48]
 ，只要它是真诚的，不是强露笑容，不是伪装。要知道，那最凶暴的人又能对你怎么样，若是你一直对他和善，并且如果见机温和地劝告他，在他准备伤害人时平静地纠正他的行为[49]
 ：“孩子啊，不要这样做，我们生来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孩子啊，你是在伤害你自己”[50]
 。如此富有真情地、以普通的道理向他指出，事情不是这样，蜜蜂不会这样做，其他天生好群居的动物也不会这样做。这样做时不可讥讽地[51]
 ，不可责备地，而要热情地，心灵未受刺激地，并且不像学堂教训，不是为了引起旁观者赞羡，而是即使有其他人在场，也要只对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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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牢记以上九条规则，把它们当作有如来自缪斯[52]
 的礼物，开始做人吧，趁你暂时还活着。必须注意，同样地既不可对人发怒，亦不可阿谀奉承人[53]
 ，因为二者都既不含群居性，而且还会带来损害。在你动怒时，你要这样想：发怒不是男子气概，温和、文明的性格更符合于人性，因而也更具有男性特征，并且这样的人才有力量，更富精力，更为勇敢大胆，而不是那易于动怒之人，喜好抱怨之人。一个人愈是无激烈情感[54]
 ，便愈有力量。悲痛属于性格软弱的人，愤怒也是这样。要知道，二者都会造成伤害，都是屈服。

如果你愿意，请从文艺女神的首领[55]
 那里接受第十项礼物，那就是希望坏人不做坏事是疯狂。因为这是希望不可能的事[56]
 。允许坏人对他人作恶，而不对自己犯罪，乃是愚昧和横暴[57]
 。

[十九]

必须不断地特别注意支配理性的四种变态，每当发现时要立即抛弃它[58]
 ，并且对每一种变态这样说：“这种想法是不必要的[59]
 ；这样会破坏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不是你发自内心说出的话。”要知道，你要把“不是发自内心说出的话”视为最荒谬的。第四种情形就是自我责怨[60]
 ，表明你的神圣的部分已经屈服和顺从于肉体的卑劣、易朽部分和粗俗的理念[61]
 。

[二十]

你体内混和一起的气属和火属部分按其自然本性是上升的，但它们还是服从宇宙整体的安排，被统制在这人间的混合体里。你体内一切土属和潮湿的部分虽然按其本性是下降的，但还是被激起，处于不合它们本性的位置。所有的元行都这样服从整体，一旦它们被安置在什么地方，它们就同生命一起存在，直到从那里重新发出分解的信号。

就这样，惟有你的理智部分不安于服从，对自己的位置感到不满，这不奇怪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力量强加于它，只是它需得按照本性行事，但它不服从，使自己处于对立的方面。事实上，任何趋向于不公正和放纵、趋向于愤怒、趋向于痛苦、趋向于恐惧的理智活动不是什么别的，都是对本性的叛离。每当支配理性对发生的某件事情感到烦恼时，它实际上也是放弃了自己的职位[62]
 。要知道，理智被创造出来也是为了虔敬[63]
 ，为了敬神，不亚于为了公正。在理念上，虔敬属于友情本性[64]
 ，比行为公正更重要[65]
 。

[二十一]

人生目标不始终一贯的人的一生生活不可能是始终一致的；不过如果只是这样说而不补充一点，即那目标是怎么样的，这还不够。因为正如对于被许多人视为善者并无相似的意见，而只是对关系到公共利益的那些事情才意见一致，因此我们也应该在面前树立公共的和社会的目标。要知道，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趋向于这个目标，那么他的全部行为将会一致，而且能始终如一[66]
 。

[二十二]

不要忘记乡村老鼠和城市老鼠的故事，以及城市老鼠的惊惧和恐慌[67]
 。

[二十三]

苏格拉底曾经以令孩子们害怕的妖怪拉弥亚称呼民众的意见[68]
 。

[二十四]

拉克戴蒙人[69]
 举行庆典时把荫棚下的座位安排给来宾，自己则随便找一处地方就坐。

[二十五]

苏格拉底向佩尔狄卡斯解释自己不去他那里的原因时说：“为了不使自己以最不体面的死亡而故去。”这话的意思是为了不使自己受到款待而不能回报[70]
 。

[二十六]

以弗所[71]
 人的书卷里有这样一则训戒：要经常想念一位道德高尚之前辈。

[二十七]

毕达戈拉斯派要求清晨昂望天空，以使我们想象星辰始终循着同样的路线，完成着它们同样的工作，想象它们有序、纯洁和坦诚。因为星辰没有任何遮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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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想想苏格拉底在桑提帕[72]
 夺走了他的外衣离开后，他给自己披上一张小羊皮时的样子；想想他的朋友看见他如此穿着而为他羞惭离去时，他对他们是怎样说的[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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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在写作和阅读中，在作指导之前必得首先受指导。生活中更是这样。

[三十]

你天生是一个奴隶，自由言谈不适合你。

[三十一]

……我心中暗喜[74]
 。

[三十二]

他们会谴责德性，说出严厉的话[75]
 。

[三十三]

冬天寻找无花果是疯子的行为，已经不可能时还想寻求孩子的人也是这样[76]
 。

[三十四]

埃皮克泰德说：“一个亲吻孩子的人应该在心里说[77]
 ：你明晨也同样会死的。”这话不吉利。“不，”他说，“凡表示某种符合自然之事物者均非不吉利。否则，收割谷穗也是不吉利的。”

[三十五]

生葡萄，熟葡萄，干葡萄，一切都是变化，不是变为不存在，而是变为现在不存在的东西[78]
 。

[三十六]

这是埃皮克泰德的话：“没有人能剥夺自由选择”[79]
 。

[三十七]

他还说：“表示同意时必须按照规则，行动时必须注意时机，考虑到环境条件[80]
 ，照顾公共利益，考虑事情的价值；必须完全克制欲望，对于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不要厌避。”

[三十八]

他又说：“争论涉及的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关于发疯或不发疯的问题”[81]
 。

[三十九]

苏格拉底经常说：“你想要什么？是理性动物的灵魂还是非理性动物的灵魂？要理性动物的灵魂。什么样的理性动物的灵魂？健康的还是邪恶的？健康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努力追求？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有了。那你们为什么还厮斗纷争”[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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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卷





[一]

你长久苦苦祈求的一切，现在你终于可以得到了，只要你不拒绝你自己[1]
 。这就是如果你能弃绝过去的一切，把未来交给天意[2]
 ，仅以虔敬和公正面对现在。虔敬者，为的是使你能热爱命运分配给你的那部分，因为自然把那部分交付给了你，也把你交付给了那部分。公正者，为的是使你能自由而无需掩饰地言说真实，使自己的行为合于法，符合其自身价值[3]
 ，不要让任何事物妨碍你，无论是他人之邪恶，或是意见，或是嘈杂的声音，或是包围着你的那肉躯的感觉[4]
 ，因为受影响的部分会照料自己。

因此，如果在什么时候死亡降临，你能弃绝一切，仅仅尊重支配理性和你内心的神性[5]
 ，惧怕的不是也许什么时候生命就将终结，而是还未及按照自然之道生活，那么你将会是一个无愧于生育了你的宇宙的人，对于你的家乡也不再是一个外来客[6]
 ，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再会好似未曾预料到而感到惊异，徨然无主。

[二]

神明能看见所有去除了外衣、躯壳和污秽而裸露的支配理性。这是因为神明只用它自己的慧力接触由它自己注入躯体而被放出的那些部分。若是你自己也能习惯于这样做，那你便能为自己去除许多劳累。要知道，一个不关注四面包裹着的外在肉躯的人肯定不会在服饰、居住、荣誉及其他外表和附属方面费心忙碌。

[三]

有三件东西，你是由它们组成的，这就是躯体，灵气和智慧[7]
 。其中前两件你必须把它们保持住才是你的，惟有第三件才真正属于你[8]
 。因此，如果你能把别人所做所说，或是你自己所做所说和一切会使你烦恼、一切由于你那被包裹着的躯体或一同生长的呼吸而非预先安排的东西，一切身外环绕着旋转的东西从你那里排除掉，从你的心灵中排除掉，以便使你那摆脱了命运束缚的理智能力能够纯洁而自由地生活，行为公正，接受发生的一切，说真实的话。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能使你的支配理性摆脱由于感官影响而依附于它的事物，摆脱一切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使你自己成为恩培多克勒斯的那个浑圆的、欣喜于自身单独地旋转的球[9]
 ，努力使自己只过你现在的生活，亦即现在正在过的生活，那么你就可以使自己无扰烦地、仁善地、愉快地、同你自己内心的神一起生活，直到去世[10]
 。

[四]

我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怎么爱自己超过爱所有别的人，然而与他对自己的看法相比，他更重视的却是别人对他的看法。不管如何，若是有一位神明或聪明的教师来到他面前[11]
 ，要求他不可暗自动念和思考任何不想公开宣布的事情，大概此人一天都不能忍耐。所以，我们总是更重视邻人对我们的意见，而不是我们自己关于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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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明们以仁爱之心，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怎么惟独疏忽了一件事，那就是有些人，而且是一些很好的人，虽然他们与神明有密切的交往，由于虔诚的行为和经常的祭祀与神明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一旦他们去世了，便再也不能重生，而是完全消失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你就接受它；如果应该作另样的安排，那神明们会作安排的。因为凡是公正的事情，便是可能的，凡是合乎自然的事情，自然会让它实现。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相信不是这样，事情不应该这样发生。事实上，你自己也看到，你这样执意探究，你是在同神明争论。但即使神明们不是最杰出、最公正的，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同神明们争论。即使是那样，他们也不会在他们安排的宇宙秩序中失察地留下什么不公正、不合理的东西。

[六]

你甚至也要利用显然难以完成的事情训练自己。要知道，即便是左手，由于缺少训练而做不好其他事情，不过它握缰绳却比右手更有力量，因为它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七]

想象一下一个人临死时，他的身体和心灵会是什么样的；再想想生命的短暂[12]
 ，过去和未来时间的无限[13]
 ，一切物质的脆弱。

[八]

剥去外壳，看看因果关系，各种行为的目的，痛苦是什么，快乐是什么，死亡是什么，荣誉是什么，一个人内心烦恼的原因在于谁，怎样才能使一个人不被他人妨碍[14]
 ，一切都是意见[15]
 。

[九]

运用规则时必须有如全能运动员，而不能像击剑手。因为后者使用剑，剑落下后被夺走[16]
 ，而前者始终只有手，除了挥动它外，不需要任何别的。

[十]

观察事物本质是什么样的，把它们分为质料、原因和目的[17]
 。

[十一]

人多么有力量，只做神明赞许的事情，接受神明分配给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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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不要为顺应自然发生的事情指责神明，因为他们没有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做错任何事情[18]
 ；也不要指责人类，因为他们没有自觉地做错任何事情[19]
 。因此，对谁也不应该指责。

[十三]

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惊异的人是多么可笑而荒谬[20]
 。

[十四]

肯定是或者有命定的必然性和不可改变的安排，或者有仁慈的神意，或者是未经考虑、没有指导的混乱。因此，如果有不可改变的必然性，那你为什么要抗拒呢？如果有愿意接受赎罪的神意，那你应该使自己值得来自神明的救助。如果是没有指导的混乱，那你就高高兴兴地接受它吧，因为在这种汹涌的波涛之中你自己有存在于你自身的支配理性。若是波涛把你冲走，就让它冲走你的肉躯、灵气和其他的一切，但它不可能冲走你的理性。

[十五]

一盏灯在未被熄灭之前会一直照亮，放射光芒，而你心中的真理、公正和节制力却要预先熄灭？

[十六]

有人使你认为他做了错事。“我怎么能知道那是不是错事呢[21]
 ?”如果他真的错了，他自己可能已经自责，并且有如抓破了自己的脸。

想要坏人不做恶事，有如想让无花果树不流无花果汁[22]
 ，要婴儿不啼哭，马不嘶鸣，要其他事物不做必要做的事情。他具有这样的习性，又能怎么样呢？因此，如果你难以接受这种习性，那你就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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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如果是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做；如果是不真实的，你就不要说。要控制人的情感。

[十八]

永远要观察事物整体，使你产生印象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打开它，分析其形式、质料、目的[23]
 和它必定灭亡的期限。

[十九]

你总有一天要让自己领悟，你在内心里有一种比那产生各种欲望和牵动你如同木偶的东西更好、更近似神灵的东西[24]
 。现在我的心灵怎么样[25]
 ?恐惧？猜疑？渴望[26]
 ?或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

[二十]

第一，不要随意地、无目的地做事情。第二，使你的行为以公共利益为目标[27]
 。

[二十一]

要想到：不久你将不复存在，化为乌有；你看到的一切也将不复存在，现在活着的所有的人也会不复存在。因为一切事物天生是要变化、转变和毁灭的，以便使别的事物顺次而生。

[二十二]

要知道，一切皆为意见[28]
 ，并且在你的掌握范围之内。因此，当你愿意的时候，你把它去除吧，那时就有如对于绕过了海岬的航海者，一片平静、稳定和没有风浪的港湾。

[二十二]

无论哪一种活动，如果是在适当时候被停止，那它便不会是由于某种恶而停止，从而遭受恶。从事这一活动的人也不会由于那使活动停止的原因而遭受什么不幸[29]
 。因此同样地，由各种活动组成的整体，生命即如是，如果它在适当的时候被停止，那便不会由于使生命停止的原因而遭受恶；在适当时候结束这一组合的人也不会遭受恶。适时和界限由自然决定，有时也由事物的特性决定，例如老年，不过总的说来，整个宇宙通过各部分的变化而始终保持年轻[30]
 和活力。一切有利于宇宙的永远是好的和合时宜的。因此，生命的停止对于每个人来说并不是恶，也不是耻辱[31]
 ，既然它既非是个人可以自主决定的，又不有损于公共利益，而且还是好事，既然它对于宇宙整体而言是适时的、有益的、一致的[32]
 。就这样，一个人按照以与神明同样的方式运动，思想上朝着与神明同样的目标，那他就是被神明运动着[33]
 。

[二十四]

必须随时运用三条规则。其一，你只做非无意所为[34]
 、非背逆公正之事；凡由外部发生的事情或是由于偶然，或是由于神意，你不可指责偶然，也不可责怪神意。其二，是每个人怎样由怀胎到具有灵性和从具有灵性到交回灵性，由什么组合而成和又分解成什么。其三，若是你偶然被带到空中，从那里俯瞰人间[35]
 和形形式式的事物，你会藐视那景象，并且看到周围多少居于天空和以太中的人。不管你升空多少次，你都会看到同样的情景，同一类型，转瞬即逝。然而竟然夸耀它们！

[二十五]

放弃意见[36]
 ，你会得救。事实上，有谁能阻止你放弃呢？

[二十六]

每当你对一件事情感到愤怒时，那你是忘记了一点，即一切事情都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发生的[37]
 ；并且还忘记了一点，即那错误是他人的[38]
 ；你还忘记了，一切发生之事永远是这样，过去如此[39]
 ，将来如此，现在也到处这样发生；你忘记了，一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亲属关系，那不只是血缘和种源关系，而且还与理智有关[40]
 。你还忘记了这样一点，即每个人的理智即神明[41]
 是从那里散溢来的；你忘记了，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个人自己的，他的孩子、躯体和那渺小的灵魂本身都来自神明[42]
 ；你还忘记了，一切都是意见[43]
 ；忘记了，每个人只是现在活着，他失掉的也只是现在[44]
 。

[二十七]

要经常想想那些对事情极端不满的人，想想那些由于巨大的荣誉、或灾难、或仇恨、或各种各样的幸运而名声大燥的人，然后想想：“那一切现今何在[45]
 ?”烟气、灰烬、传说，或者没有任何传说。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在乡间的法比乌斯·卡图利努斯[46]
 、林园里的卢基乌斯·卢普斯[47]
 ；又如拜伊埃的斯特尔提尼乌斯[48]
 、卡普里亚的提比略[49]
 、维利乌斯·鲁孚斯[50]
 ，总而言之，他们都曾经自命不凡，结果都一样。普遍为人们追求的一切多么没有价值。一个人在提供给他的物质条件下朴实地使自己为人公正、有节制、追随神明，这该是多么更具有哲学气质啊！以不虚骄而虚骄之虚骄最令人厌恶[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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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　大理石雕像

[二十八]

对于有人询问：“你在哪里见过神明？你怎么确信神明存在，并且如此虔敬他们？”回答是：首先，他们甚至是肉眼可见的；其次，我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灵魂，但我如此崇敬它。因此，我就这样从每次对神明的能力的体验中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并且虔敬他们。

[二十九]

人生的拯救在于全面地观察每一个事物本身是什么？它的质料是什么？它的形式[52]
 是什么？发自全部心灵地做公正的事，说真实的话。我们除了一件接着一件地做善事[53]
 ，使得其间甚至没有一点间隙来享受生活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三十]

确实存在唯一的太阳光，尽管它可能被墙、山[54]
 和无数其他东西所阻挡。确实存在共同的本体，尽管它可能分布于无数各具特性的事物之中。确实存在灵魂，尽管它可能被分配给了无数的生物体，并且各具形貌。确实存在理智的灵魂，尽管它显得被划分了。在上述各种事物之中，所有其他部分，例如呼吸，是一些无感觉、互相没有关联的基质，但是理智也把这些部分结合到一起，使它们互相联系。心灵特别喜好趋向于同宗，与之结合，其共同情感是不可能分开的。

[三十一]

你寻求什么？寻求继续存在吗？无论如何，希望有感觉？有欲望？继续生长？然后停止生长？能使用语言？能思考？这些事物中什么是你渴望的？如果这些事物都是不值得重视的，那么最后你就去追求理性和神明吧[55]
 ！但是看重那些事物，担心死后一切都会失去是与追随理性和神明相冲突的。

[三十二]

分配给每个人的时光是这个无限绵延的时间中多么微小的一部分[56]
 ?因为它转瞬间即消失于永恒之中。（每个人具有的）是宇宙本体的多么微小的一部分[57]
 ，是宇宙灵魂的多么微小的一部分？你在大地多么微小的一块地方爬行？想想所有这一切，不要认为有什么比你的本性引导你所做的事、接受自然本性分配给你的一切更重要[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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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万神殿内景

[三十三]

支配理性怎样运用自身[59]
 ?要知道，一切都蕴含其中。其余的一切，不管是你愿意选择的或是不愿意选择的，都是死尸和烟气[60]
 。

[三十四]

下述事实最能激励我们蔑视死亡：甚至那些以快乐为善、以痛苦为恶的人也同样蔑视死亡[61]
 。

[三十五]

对于一个视只有及时死亡为乐事、让他顺应正确理性[62]
 地多做一些或少做一些事都一样、多一些时间或少一些时间看这个世界都无所谓的人，死亡是不可怕的[63]
 。

[三十六]

人啊，你已经是这个伟大城邦[64]
 的居民，延续五年或一百年对于你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按照自然法规发生的事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因此，如果把你从这个城邦带走的不是暴君，也不是不公正的法官，而是曾经把你领进来的自然之道，这有什么可怕的？这就像如果城邦军政官选用了一个喜剧演员后又把他辞退了那样。“但是我尚未演完五幕，而是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不过人生中三幕也是一部完整的戏[65]
 。要知道，剧的终场由那个先前是编剧，现在是解散演出的人来决定。你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责任。因此，你愉快地离开吧，因为那个解除你的人也是愉快地这样做的。


注释

Notes

第一卷

[1]　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祖父是马尔库斯·安尼乌斯·维鲁斯（Marcus Annius Verus），曾经三度出任执政官，元老。卒于公元138年，享年约90岁。

[2]　“良好的习性”的原文是καλο[image: 2010030001]
 [image: 2010030002]
 εζ。这是一个复合词，由καλ[image: 2010030003]
 ζ（意为“好的”、“良好的”）和[image: 2010030004]
 [image: 2010030005]
 οζ（意为“习惯”、“习性”、“性情”）复合而成。注释引文中出现的古希腊文皆为文中的语法形式。

[3]　“平和的性格”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06]
 [image: 2010030007]
 ργητον。这也是一个复合词，由具有否定意义的前缀α-和[image: 2010030008]
 ργ[image: 2010030009]
 （意为“性情”、“激动的情绪”、“愤怒”）复合而成。原文全句的结构是：原文“从祖父维鲁斯那里”是一个介词短语，后加逗号，καλο[image: 2010030010]
 [image: 2010030011]
 εζ和[image: 2010030012]
 [image: 2010030013]
 ργητον是形容词中性，作名词用，皆为主格或宾格形式。句中省略了谓语动词，“我学得”一语是根据句式结构和上下文意思推测译出的。本卷以下各节都是这种句式，谓语省略，示之以逗号，宾语并列。一般认为，这第一卷可能是后来补充的。

[4]　马尔库斯的父亲普布利乌斯·安尼乌斯·维鲁斯（Publius Annius Verus），曾任裁判官，卒于公元136年之前，先于他的外祖父去世。

[5]　马尔库斯生于公元121年4月，出生地罗马。

[6]　“谦敬”的原文是τ[image: 2010030014]
 α[image: 2010030015]
 δ[image: 2010030016]
 μον，指一种明廉耻、知敬重的内心情感。

[7]　“男子气质”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17]
 ρρενικ[image: 2010030018]
 ν。这是一个名词化的中性形容词，意为“男性的”。源自[image: 2010030019]
 ρρεν，意为“雄性”、“男性”。

[8]　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母亲名叫多弥提娅·卢基拉（Domitia Lucilla），卒于公元156年，当时马尔库斯35岁。其父卡尔维乌斯·图卢斯（Calvisius Tullus）曾经两度出任执政官。

[9]　“慷慨”的原文是μεταδοτικ[image: 2010030020]
 ν。该词是一个加前缀的复合词，源自δοτικ[image: 2010030021]
 ζ，意为“慷慨地给予的”、“宽宏大量的”。

[10]　“简朴的生活习惯和远离奢侈的生活作风”一语原文是以连接词κα[image: 2010030022]
 连接的两个并列短语。古希腊著名修辞学家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公元2世纪）亦称马尔库斯διαiτηζ ε[image: 2010030023]
 τ[image: 2010030024]
 λεια（“生活简朴”）。

[11]　“曾祖父”指卡提利乌斯·塞维鲁斯（Catilius Severus），出生于公元76年，曾经帮助哈得利安继承皇位。在公元117～138年哈得利安在位期间，卡提利乌斯·塞维鲁斯曾经两度出任执政官。

[12]　“学堂”的原文是διατριβ[image: 2010030025]
 ，原意是“消磨时间”，“消遣”，又指学校。

[13]　有的研究者认为，“教师”可能指斯多葛派哲学家哈尔基斯人阿波洛尼奥斯（Apollonius Chalcidensis）。也有人认为，此“教师”可能指本卷第10节中的文法家亚历山大（Alexandrus）。

[14]　原文无“竞赛中”一语，是根据下文“绿方”（Ⅱρασιαν[image: 2010030026]
 ζ）、“蓝方”（Βενετιαν[image: 2010030027]
 ζ）推测译出的。“绿方”和“蓝方”是竞车比赛时双方的服装颜色。

[15]　“持小盾者”的原文是Παλμουλ[image: 2010030028]
 ριοζ，拉丁文为palmularius；“持大盾者”的原文是Σκουτ[image: 2010030029]
 ριοζ，拉丁文为scutarius，指角斗比赛时角斗士所使用的盾牌，前者为色雷斯盾牌，后者为高卢盾牌。

[16]　“满足于少量”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30]
 λιγοδε[image: 2010030031]
 ζ。

[17]　“己事必躬亲”的原文是α[image: 2010030032]
 τουργικ[image: 2010030033]
 ζ，意为“自己做”，“靠自己劳动生活”。

[18]　此语原文是[image: 2010030034]
 πολ[image: 2010030035]
 πραγμον，该词可能与动词πολυπραγματ[image: 2010030036]
 ιν有关，此动词的意思是“忙碌于许多事情”，进而“管闲事”。

[19]　狄奥格涅托斯（Diognetus），马尔库斯的启蒙教师，曾教他绘画。

[20]　此处显然指当时基督教信仰的流传。

[21]　在当时，喂养鹌鹑是一种时髦消遣。

[22]　巴克赫伊奥斯（Baccheius），一位不知名的哲学家。

[23]　坦达西斯（Tandasis），一位不知名的哲学家。

[24]　马尔基阿努斯（Marcianus），一位不知名的哲学家。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同名医生。

[25]　鲁斯提库斯（Rusticus），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尔库斯的教师之一，朋友。参阅本卷，17（4）、（6）。

[26]　“纯思辩性问题”原文是ταθεωρηματ[image: 2010030037]
 ρ，意为“看到的东西”，“形象”，“概念”，“原理”等。

[27]　“说教性谈话”原文是προτρεπτικ[image: 2010030038]
 λογ[image: 2010030039]
 ρια，意为“谈话”、“短小的演说”，相当于拉丁文的ratiunculae。

[28]　参阅本卷，17（4）。

[29]　“长袍”（στολ[image: 2010030040]
 /stola）指一种带袖长袍，罗马贵族妇女的服装，有时男子也穿。

[30]　指鲁斯提库斯。

[31]　西努埃萨（Sinuessa），拉丁城市，位于拉丁地区与坎佩尼亚接壤处，盛产葡萄，多温泉。

[32]　埃皮克泰德（Epictetus，约公元55年～约135年），罗马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一生未著述，传世的《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为他人对他的讲学内容的辑录。参阅序言·三。

[33]　阿波洛尼奥斯（Apollonius），斯多葛派哲学家，被誉为马尔库斯的“朋友”（Αντων[image: 2010030041]
 νου [image: 2010030042]
 τα[image: 2010030043]
 ροζ）。

[34]　公元169年，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七岁儿子马尔库斯·安尼乌斯·维鲁斯早夭，他的出生于约公元147年的第一个儿子后来也相继去世。

[35]　塞克斯图斯（Sextus），希腊赫罗涅亚（Chaeronea）人，著名传记作家普卢塔克（Plutarchus）的外孙。据斯维达辞书（Suidas）记载（见vox条），塞克斯图斯在皇帝身边享有很高的荣耀，充任陪审法官。

[36]　“父权家庭”的原文是πατρονομουμ[image: 2010030044]
 νου。古罗马家庭传统为父权制家庭，父亲作为家长，对所有家庭成员享有崇高的权威。罗马人一直以这种传统为荣。

[37]　“顺应自然地生活”的原文是κατ[image: 2010030045]
 [image: 2010030046]
 [image: 2010030047]
 σινζ[image: 2010030048]
 ν。这是斯多葛派哲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38]　亚历山大（Alexandrus）是小亚细亚科提艾乌姆（Cotyaeum）人，公元145年在罗马，生活在宫廷里，活到高龄。

[39]　古代希腊人称所有其他民族为蛮族（barbari），古罗马人称罗马人和希腊人之外的民族为蛮族。

[40]　常指不合希腊语法。

[41]　弗隆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约公元100—约170年），著名修辞学家，奥勒利乌斯的老师，师生关系密切。

[42]　参阅弗隆托：《致维鲁斯》，Ⅱ， 7。马尔库斯承认，弗隆托作为他的老师，在这方面很好地教育了他：“我向你学会说真话”。参阅弗隆托：《致凯撒》，Ⅲ， 12。弗隆托在这方面也很自负，认为自己正是“在这一困难的事情上有功于凡人和神明。”

[43]　亚历山大（Alexander），柏拉图派哲学家，公元174年曾经奉召前往派诺尼亚（Paunonia）任马尔库斯的秘书。

[44]　“义务”的原文是κα[image: 2010030049]
 [image: 2010030050]
 κοντα，这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

[45]　卡图卢斯（Catulus Cinna），斯多葛派哲学家。

[46]　多墨提乌斯（Dometius），奥勒利乌斯的母系亲属。

[47]　阿特诺多托斯（Athenodotus），弗隆托的老师。参阅弗隆托：《致凯撒》，Ⅳ， 12。

[48]　马尔库斯没有叫塞维鲁斯（Severus）这个名字的兄弟，因此有的研究者推测，此处抄本有误，是指“朋友”。那样便可能指马尔库斯的老师之一、逍遥派哲学家克劳狄乌斯·塞维鲁斯。

[49]　特拉塞阿（Thrasea Paetus），罗马元老，斯多葛派哲学家，参加反尼禄阴谋，阴谋败露后被尼禄处死。参阅塔西陀：《编年史》，Ⅷ， 24等。

[50]　赫尔维狄乌斯（Helbidius Priscus），特拉塞阿的女婿，反尼禄阴谋败露后被尼禄流放，后被维斯帕西安皇帝（公元69～79年在位）处死。

[51]　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Uticensis），即小卡托，“监察官卡托”之曾孙，维护罗马共和制，反对凯撒独裁，凯撒被刺后站在贵族共和派一边，最后死于北非的乌提卡。

[52]　狄昂（Dio），一般认为，可能指西西里叙拉古札的狄昂，柏拉图的朋友。

[53]　布鲁图斯（Brutus），可能指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Marcus Iunius Brutus）。

[54]　马克西穆斯（Claudius Maximus），斯多葛派哲学家。参阅本书，Ⅰ， 16(9)；Ⅷ, 25。

[55]　参阅本书，Ⅲ， 5。

[56]　“父亲”指马尔库斯的继父皮乌斯（Antoninus Pius）。参阅本书，Ⅵ， 30。

[57]　“温和”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51]
 μεροζ，此词的原意是“被训服的”，“被种植的”。

[58]　“按照祖传规章”的原文是κατ[image: 2010030052]
 τ[image: 2010030053]
 π[image: 2010030054]
 τρια。

[59]　洛里乌姆（Lorium）位于罗马西北方不远拉丁地区与埃特鲁里亚接壤处。

[60]　拉维尼乌姆（Lanuwium）位于罗马东南方阿尔巴山麓，拉丁地区一古城。安托尼努斯家族即源于此地。

[61]　图斯库卢姆（Tusculum）是拉丁城市，位于阿尔巴山上，传说为奥德修斯与魔女基尔克之子特勒戈涅斯（Telegones）所建。参阅：贺拉斯：《歌集》，Ⅲ， 29，8；奥维德：《岁时记》，Ⅲ， 91；普罗佩提乌斯：《哀歌集》，Ⅱ， 32，3。那里建有许多贵族庄园、别墅。

[62]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希腊著名哲学家，创立论辩术。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0年）著有《回忆苏格拉底》，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行。

[63]　“祖父辈”指马尔库斯·安尼乌斯·维鲁斯（Marcus Annius Verus），普布利乌斯·卡尔维西乌斯·图卢斯（Publius Calvisius Tullus），公元109年曾任代理执政官。

[64]　指阿尼亚·科尔尼弗基娅（Annia Cornificia）。

[65]　“亲属”的原文是ο[image: 2010030055]
 κε[image: 2010030056]
 οι。

[66]　指卢基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马尔库斯的养兄弟，曾经与马尔库斯共掌皇权。

[67]　参阅本书，Ⅰ， 9。

[68]　贝涅狄克特（Benedicte），一说是哈得利安的妃子，一说是安东尼努斯·皮乌斯的妃子。

[69]　特奥多托斯（Theodotus），可能是哈得利安的宠奴，一说是安东尼努斯·皮乌斯宫中的奴隶。

[70]　马尔库斯的妻子名叫福斯提娜（Faustina），安东尼努斯·皮乌斯的女儿。

[71]　凯埃塔（Caeeta），意大利中部坎佩尼亚城市。

[72]　格拉努阿（Granua）是多瑙河一支流，位于今斯拉代克境内。

[73]　夸狄人（Cuadi）是日耳曼部落之一。

[74]　这段说明文字之后有字母[image: 2010030057]
 ，意为“一”。研究者对这段说明文字的归属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它属于第一卷，指第一卷撰写的地点。有人认为它属于第二卷，是第二卷的开始，[image: 2010030058]
 是该卷的起始段落标志。

第二卷

[1]　参阅本书，Ⅴ， 1。

[2]　参阅塞内加：《论愤怒》，Ⅱ， 10。

[3]　“微弱的灵气”的原文是πνευμ[image: 2010030059]
 τιον，是πνε[image: 2010030060]
 μα的指小词。

[4]　斯多葛派认为，人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

[5]　参阅本书，Ⅱ， 3。

[6]　参阅本书，Ⅱ， 6；Ⅰ， 17（6）。奥勒利乌斯当时约50岁稍多一点。

[7]　参阅本书，Ⅲ， 16；Ⅵ, 16,28；Ⅶ, 3,29；Ⅻ, 19。

[8]　参阅本书，Ⅵ， 36；Ⅻ, 26。

[9]　这是斯多葛派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观念。

[10]　参阅本书，Ⅱ， 2。

[11]　“限期”的原文是προ[image: 2010030061]
 εσμ[image: 2010030062]
 α。

[12]　参阅本书，Ⅱ， 11；Ⅶ， 69；塞内加：《书信》，Ⅻ。

[13]　参阅本书，Ⅱ， 16,17；Ⅳ, 2。

[14]　此处“神明们”原文用的是复数形式[image: 2010030063]
 εο[image: 2010030064]
 ，反映了斯多葛派突出一神时的泛神观念。本书原文中该词用复数时，译文皆用“神明们”。

[15]　参阅本书，Ⅱ， 2。

[16]　特奥弗拉斯托斯（Tueophractus，约公元前372～前287年），罗得斯岛人，原名提尔塔摩斯（Tirtamus），亚里士多德的门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权掌逍遥派哲学，撰写过大量著作，但大部分失传，传世著作包括《性格种种》、《植物志》等。

[17]　参阅本书，Ⅰ， 5。

[18]　“职能”的原文是τ[image: 2010030065]
 [image: 2010030066]
 ργον。

[19]　联系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67]
 πτεται。

[20]　指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罗斯（Pindrus，约公元前518～前442/438年）。参阅柏拉图：《泰埃特托斯篇》（Theaetetus），173，E—174A。

[21]　参阅本书，Ⅱ， 17；Ⅲ, 6,16。

[22]　参阅本书，Ⅲ， 10。

[23]　参阅本书，Ⅻ， 36。

[24]　穆尼摩斯（Monimus），昔尼克派哲学家，狄奥革涅斯的门生。

[25]　“城邦和政体”的原文是π[image: 2010030068]
 λεωζ κα[image: 2010030069]
 πολιτε[image: 2010030070]
 αζ。

[26]　“理性和法律”的原文是λ[image: 2010030071]
 γω κα[image: 2010030072]
 [image: 2010030073]
 εσμω。

[27]　参阅本书，Ⅱ， 13。

[28]　参阅本书，Ⅱ， 5,16。

[29]　卡尔努图姆（Carnutum），即今匈牙利的Haimburg。公元171～173年日耳曼战争期间，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曾驻于此地。参阅第一卷末注。

第三卷

[1]　参阅本书，Ⅵ， 16。

[2]　参阅塞内加：《书信》，60：能运用自身者活着（vivit is qui se utitur）。

[3]　参阅本书，Ⅵ， 26。

[4]　参阅本书，Ⅹ， 8（3）。自杀是斯多葛派哲学的基本信条之一，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和克勒安特斯（Cleanthes，公元前3世纪。）都是自杀而死的。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情势不允许一个人过真正的生活时可以自杀。参阅本书，Ⅴ， 29；Ⅷ, 47；Ⅹ， 8。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录》，Ⅰ， 24(20)；25(18)。

[5]　参阅本书，Ⅳ， 36。

[6]　“富有审察力”的原文是σ[image: 2010030074]
 φροσιν [image: 2010030075]
 φ[image: 2010030076]
 αλμο[image: 2010030077]
 ζ。

[7]　希波克拉托斯（Hippocratus，约公元前460～前377年），科斯岛人，古希腊著名医生。

[8]　卡尔达伊人（Chaldaei），古代巴比伦西南部地区的居民，素以善占星术闻名。

[9]　参阅本书，Ⅳ， 48。

[10]　亚历山大（Alexander，约公元前356～前322年），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36年继位，随即率领由马其顿人和当时已经被马其顿征服的希腊人组成的军队东征，征服亚洲西部广大地区，向东直达印度河上游地区，但不久染病死于征途。

[11]　庞培（Pompoeius，约公元前108～前48年），罗马共和国后期著名统帅。

[12]　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Iulin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年），破落贵族出身，征讨高卢成功，手握重兵，成为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巨头之一，建立个人专制，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贵族共和派谋杀。

[13]　赫拉克利特（Heraclides，约公元前540～前470年）希腊著名哲学家，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宇宙是一团永远燃烧的火。晚年患水肿病。参阅本书，Ⅳ， 46。

[14]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原子论创立者之一。关于他死于虫咬的说法，未见于其他史料。狄奥革涅斯·拉埃尔提乌斯说他死于衰老，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说他由于智力衰退自杀而死。

[15]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因其学说难以被一些人接受，被控告败坏青年和创立自己的神对抗传统的神，结果被判死刑。这里的“虫子”指控告他的人。

[16]　古代埃及人以“靠岸”喻死亡。

[17]　“躯壳”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78]
 γγε[image: 2010030079]
 ον，本意为容器、桶之类，喻囿精神之处。西塞罗称：vas animi（精神之容器）。见《图斯库卢姆谈话录》，Ⅰ， 22，52。狄昂·赫律索斯托斯称：“人的肉体有如智慧和语言之容器”（[image: 2010030080]
 ν[image: 2010030081]
 ρ[image: 2010030082]
 πινον σ[image: 2010030083]
 μα [image: 2010030084]
 ζ [image: 2010030085]
 γγε[image: 2010030086]
 ον φρον[image: 2010030087]
 σεωζ κα[image: 2010030088]
 λ[image: 2010030089]
 γου）。见《演说辞》，Ⅻ， 404。

[18]　“智慧和神灵”的原文是νο[image: 2010030090]
 ζκα[image: 2010030091]
 δα[image: 2010030092]
 μων。

[19]　参阅本书，Ⅱ， 5。

[20]　参阅本书，Ⅱ， 13,17；Ⅲ, 6,16。

[21]　“中途退缩”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93]
 ν[image: 2010030094]
 ελκ[image: 2010030095]
 μενοζ，意为“被拉向自己的方向”。

[22]　“神明”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096]
 ε[image: 2010030097]
 ζ。参阅本书，Ⅱ， 13,17；Ⅲ, 6。

[23]　比较本书，Ⅶ， 7。

[24]　参阅本书，Ⅰ， 15(3)；Ⅶ, 12。

[25]　“神灵”的原文是δα[image: 2010030098]
 μων。参阅本书，Ⅲ， 4(3),12，16。比较本书，Ⅲ， 5:[image: 2010030099]
 ε[image: 2010030100]
 ζ。

[26]　参阅本书，Ⅲ， 16。

[27]　参阅塞内加：《自然问题》，Ⅵ， 32等。

[28]　参阅本书，Ⅻ， 36；塞内加：《书信》，77。

[29]　参阅本书，Ⅷ， 34。

[30]　参阅本书，Ⅱ， 14。

[31]　参阅本书，Ⅳ， 3(3)；Ⅷ, 21。

[32]　参阅本书，Ⅻ， 10,18。

[33]　斯多葛派把宇宙视为一个整体，所有的人皆为这一宇宙（有如城邦）的公民。

[34]　参阅本书，Ⅶ， 14。

[35]　“神灵”的原文是δα[image: 2010030101]
 μονα。参阅本书，Ⅲ， 6,2。

[36]　“神明们”的原文是δ[image: 2010030102]
 οι。

[37]　“两方面”即神界的和人间的。

[38]　“札记”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03]
 πομνημ[image: 2010030104]
 τια。有的研究者认为，此“札记”即指《沉思录》文稿，但也有研究认为不一定是这样。

[39]　“罗马人和希腊人的事迹”的原文是τ[image: 2010030105]
 ζτ[image: 2010030106]
 ν [image: 2010030107]
 ρχα[image: 2010030108]
 ων Ρωμα[image: 2010030109]
 ων και Ελλ[image: 2010030110]
 νων πρ[image: 2010030111]
 ξειζ。参阅本书，Ⅱ， 2。可能指马尔库斯为自己撰写史著准备的参考材料。

[40]　据弗隆托说，那是由60卷书作的摘录。弗隆托：《致凯撒》，Ⅱ， 10。

[41]　参阅本书，Ⅺ， 3。

[42]　参阅本书，Ⅱ， 2。

[43]　法拉里斯（Phalaris，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暴君，以残忍著称，曾铸铜牛活活烧死犯人。

[44]　尼禄（Nero，公元37～68年），罗马皇帝，公元56～68年在位，以荒淫残暴著称。一身罪恶累累，臭名昭著，最后被处死，一说被狼咬死。

[45]　这里可能指基督徒。

[46]　参阅本书，Ⅲ， 6（2）。

第四卷

[1]　参阅本书，Ⅵ， 50。

[2]　参阅本书，Ⅴ， 20；Ⅵ, 50。

[3]　参阅本书，Ⅱ， 5。

[4]　前一种是斯多葛派的观点，后一种是伊壁鸠鲁派的观点。参阅本书，Ⅷ， 17；Ⅸ, 28,39。

[5]　“城邦”的原文是π[image: 2010030112]
 λιζ，以古代希腊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为喻，即世界城邦。参阅本书，Ⅱ， 16等；Ⅳ， 4；Ⅹ, 15；Ⅻ, 36。

[6]　参阅本书，Ⅴ， 14。

[7]　参阅本书，Ⅲ， 10；Ⅷ, 21。

[8]　这句话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13]
 κ[image: 2010030114]
 σμοζ,[image: 2010030115]
 λλο[image: 2010030116]
 ω[image: 2010030117]
 ιζ [image: 2010030118]
 β[image: 2010030119]
 οζ， [image: 2010030120]
 π[image: 2010030121]
 ληψιζ。这是毕达戈拉斯派的箴言，出自德摩克拉特斯（Democrates）之口。参阅本书，Ⅱ， 15；Ⅳ, 7；Ⅻ, 22。

[9]　“理智”的原文是τ[image: 2010030122]
 νοερ[image: 2010030123]
 ν。

[10]　“城邦社会的成员”的原文是πολιτεια。

[11]　“社会”的原文是πολ[image: 2010030124]
 τευμα。

[12]　参阅本书，Ⅹ， 7(2)。

[13]　参阅本书，Ⅶ， 64。

[14]　参阅本书，Ⅴ， 17。

[15]　参阅本书，Ⅻ， 16。

[16]　参阅本书，Ⅳ， 3(4)；Ⅶ, 14,29；Ⅸ, 7；Ⅻ, 25。

[17]　参阅本书，Ⅱ， 11；Ⅶ, 64。

[18]　参阅本书，Ⅹ， 25。

[19]　参阅本书，Ⅶ， 73；Ⅸ, 42。

[20]　“始源理性”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25]
 λ[image: 2010030126]
 γοζ σπερματικ[image: 2010030127]
 ζ。这是斯多葛派哲学的基本术语之一。

[21]　希腊有谚语称：或是神明，或是野兽。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Ⅰ， 20。

[22]　参阅本书，Ⅲ， 4。

[23]　“应该说”原文是[image: 2010030128]
 。此处原文有残损。[image: 2010030129]
 意为“说”，其中有的校勘者校订增补为Αγα[image: 2010030130]
 [image: 2010030131]
 να，意为“应该有如阿伽同所说”。阿伽同（公元前448～前400年），雅典悲剧诗人，是著名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竞争对手，与柏拉图亦有深交，柏拉图在《会钦篇》开始时谈到他的一部悲剧获奖。

[24]　参阅本书，Ⅳ， 28。

[25]　参阅本书，Ⅱ， 17；Ⅲ, 10；Ⅷ, 44；Ⅹ, 34。

[26]　参阅本书，Ⅳ， 33。

[27]　参阅本书，Ⅳ， 19,51；Ⅺ, 18(5)。

[28]　参阅本书，Ⅶ， 15。

[29]　参阅本书，Ⅲ， 3；Ⅵ, 24；Ⅶ, 32,50；Ⅷ, 25,58；Ⅻ, 5。

[30]　参阅本书，Ⅶ， 29。

[31]　“印象”的原文是φαντασ[image: 2010030132]
 α。

[32]　在斯多葛派学说中，自然、宇宙、神三者同一，参阅塞内加：《自然问题》，Ⅱ， 8,16。

[33]　基克罗普斯（Cecrops）是传说的雅典奠基者。“基克罗普斯的城市”指雅典。

[34]　德谟克利特说过：若一个人希望宁静，就不应该做许多事情。

[35]　参阅本书，Ⅳ， 37；Ⅸ, 37。

[36]　参阅本书，Ⅸ， 4,38。

[37]　参阅本书，Ⅲ， 11；Ⅳ, 34。

[38]　参阅本书，Ⅳ， 17。

[39]　参阅本书，Ⅵ， 10。

[40]　参阅本书，Ⅳ， 18。

[41]　此段可能指尼禄。

[42]　参阅本书，Ⅳ， 46。

[43]　“社会理性”的原文是πολιτικον λ[image: 2010030133]
 γον。

[44]　参阅本书，Ⅱ， 16。

[45]　参阅本书，Ⅷ， 34。

[46]　维斯帕西安（Titus Flvaius Vespasianus，生于公元9年），公元69～79年在位。

[47]　图拉真（Marcus Hlpius Traianus，生于公元53年），公元98～117年在位。

[48]　“元行”的原文是τ[image: 2010030134]
 στοιχε[image: 2010030135]
 α。

[49]　参阅本书，Ⅲ， 11。

[50]　参阅本书，Ⅶ， 6。

[51]　指马尔库斯·孚里乌斯·卡弥卢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公元前446～前365年），罗马共和国早期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军队统帅，一生曾五次出任独裁官。公元前390年击退进犯的高卢人，挽救了罗马，被尊为“罗马第二个奠基者”。

[52]　可能指著名的卢基乌斯·昆克提乌斯·钦钦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约公元前519～前430年）之子，以雄辩著称，反对平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被判死刑，逃亡埃特鲁里亚。

[53]　沃勒苏斯（Volesus）或沃卢苏斯（Volusus），瓦勒里乌斯氏族（Valerii）一分支。可能指瓦勒里乌斯·波普利科拉（Valerius Poplicola），曾参与驱逐罗马最后一位国王、建立共和制的战争，深受人民爱戴，获称“波普利科斯”，意为“人民之友”。

[54]　顿塔图斯（Dentatus），指曼尼乌斯·库里乌斯·顿塔图斯（Mannius Curius Dentatus），是罗马与萨姆尼乌姆人战争过程中的著名将领，曾打败著名的希腊雇佣军统帅皮罗斯（Pyrrhus）。此名抄本多异文，有的作Leonnatus。

[55]　斯基皮奥家族是古罗马著名的家族之一，其中以老斯基皮奥和小斯基皮奥最为著名。老斯基皮奥全名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阿非利加征服者（Pul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5～前183年），公元前201年在北非打败迦太基著名统帅汉尼拔（Hannibal），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小斯基皮奥的全名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艾弥利阿努斯·阿非利加征服者·努曼提亚征服者（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Numatianus，公元前185/184～前129年），出身于著名的艾弥利乌斯家族，过继给老斯基皮奥之子，公元前146年彻底摧毁迦太基，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后来又征服西班牙的努曼提亚人。

[56]　可能指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监察官（Marcus Porcius Cato Censor，公元前234～前149年），罗马著名国务活动家，任监察官期间以执法严厉著称。

[57]　指屋大维·奥古斯都（Octavianus Augustus）。

[58]　哈得利安（Publius Aelius Hadrianus，一译哈德良，生于公元76年），罗马皇帝，公元117～138年在位。

[59]　安托尼努斯（Titus Aurelius Fulvius Boionius Arrius Antoninus），即安托尼努斯·皮乌斯，生于公元86年，公元138～161年在位。是罗马安托尼努斯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此名不可与“后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乌斯（安东尼）相混。

[60]　参阅荷马史诗《奥德赛》，Ⅰ， 242。

[61]　参阅本书，Ⅳ， 19。

[62]　参阅本书，Ⅳ， 44。

[63]　克洛托（Clotho），即命运女神，被想象成纺人的生命之线的老太婆形象，由三个人组成，各司其职：克里托纺生命之线，拉克西斯（Lachesis）赋予生命之线各种波折，阿特罗波斯（Atropos）剪断生命之线，使生命终结。

[64]　参阅本书，Ⅲ， 4。

[65]　参阅本书，Ⅺ， 16。

[66]　参阅本书，Ⅱ， 11。

[67]　“实体”的原文是ο[image: 2010030136]
 σ[image: 2010030137]
 α。

[68]　参阅本书，Ⅴ， 26。

[69]　参阅本书，Ⅲ， 11。

[70]　“渺小的灵魂”的原文是ψυχ[image: 2010030138]
 ριον。

[71]　参阅本书，Ⅱ， 17；Ⅴ, 23；Ⅵ, 15。

[72]　参阅本书，Ⅳ， 33。

[73]　参阅本书，Ⅵ， 38；Ⅶ, 9。

[74]　参阅本书，Ⅵ， 42。

[75]　参阅本书，Ⅳ， 50。

[76]　参阅本书，Ⅲ， 3；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10,15。

[77]　参阅本书，Ⅲ， 3；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10,15。

[78]　赫利克（Helice），希腊阿开亚海滨城市，约公元前500年被海水淹没，那里有著名的波塞冬庙。

[79]　庞贝（Pompei），意大利半岛古城，公元前79年被维苏威火山喷发的灰石掩埋。

[80]　赫尔克拉努姆（赫尔库拉涅乌姆）（Herclanum或Herculaneum），庞贝邻近城市，同样于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喷发的灰石掩埋。

[81]　参阅本书，Ⅹ， 34。

[82]　参阅本书，Ⅵ， 13。

[83]　卡狄基阿努斯（Cadicianus），生平不详，可能指Caecianus（凯基阿努斯）。

[84]　法比乌斯（Fabius），生平不详。

[85]　尤利安努斯（Iulianus），生平不详。

[86]　勒皮杜斯（Lepidus），可能指罗马“后三巨头”之一马尔库斯·埃弥利乌斯·勒皮杜斯（亦译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

[87]　参阅本书，Ⅳ， 48(2)。

[88]　参阅本书，Ⅳ， 47。

[89]　可能指希腊著名长寿老人涅斯托尔（Nestor），参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90]　参阅本书，Ⅳ， 19。

第五卷

[1]　参阅本书，Ⅱ， 1。

[2]　马尔库斯青年时期生活规则很严格。每天很早起床，以至于他的老师规劝他应该像自由人那样，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参阅弗隆托：《致凯撒》，Ⅱ， 5；Ⅴ, 1,2。

[3]　参阅本书，Ⅶ， 29；Ⅷ, 47。

[4]　参阅本书，Ⅹ， 11。

[5]　参阅本书，Ⅳ， 29。

[6]　参阅本书，Ⅶ， 67。

[7]　参阅贺拉斯：《书札》，Ⅰ， 1,28～32。

[8]　参阅本书，Ⅰ， 5。

[9]　参阅本书，Ⅰ， 5。

[10]　“宽宏大量”的原文是μεγαλε[image: 2010030139]
 ον。此词有异文。若作为[image: 2010030140]
 μεγαλε[image: 2010030141]
 ον，则意为“谦虚”。

[11]　参阅本书，Ⅶ， 73；Ⅸ, 42(4)。

[12]　参阅本书，Ⅺ， 4；Ⅻ, 29。

[13]　阿斯克勒皮奥斯（Asclepius），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为古罗马人所接受，将其名字拉丁化为埃斯库拉皮乌斯（Aesculapius）。

[14]　“因”的原文是α[image: 2010030142]
 τ[image: 2010030143]
 α。

[15]　参阅本书，Ⅷ， 24。

[16]　参阅本书，Ⅴ， 36。

[17]　指怀疑论派。

[18]　参阅本书，Ⅳ， 31；Ⅴ, 9。

[19]　参阅本书，Ⅱ， 13；Ⅲ, 5。

[20]　米南德喜剧残段。“安身”的原文是χ[image: 2010030144]
 ση。χ[image: 2010030145]
 ζειν意为“排泄”，有人觉得用语太粗俗，因而改为πτ[image: 2010030146]
 ειν，意为“吐”，“唾”。

[21]　参阅本书，Ⅷ， 25。

[22]　参阅本书，32；Ⅺ, 1。

[23]　参阅本书，Ⅶ， 3；塞内加：《书信》，95。

[24]　参阅本书，Ⅷ， 9；塞内加：《书信》，28。

[25]　参阅本书，Ⅱ， 1；Ⅲ, 4(1)。

[26]　参阅本书，Ⅱ， 1。

[27]　参阅本书，Ⅶ， 55；Ⅺ， 18（1）；塞内加：《书信》，65。

[28]　参阅本书，Ⅳ， 6；Ⅶ, 71；Ⅺ， 18；塞内加：《论愤怒》，Ⅱ， 31。

[29]　参阅本书，Ⅷ， 46；Ⅹ, 3。

[30]　参阅塞内加：《书信》，36。

[31]　参阅本书，Ⅵ， 8。

[32]　参阅本书，Ⅺ， 16。

[33]　参阅本书，Ⅳ， 1；Ⅵ, 50。

[34]　参阅本书，Ⅳ， 1；Ⅹ， 31。“受引导物”的原文是προηγο[image: 2010030147]
 μενον。

[35]　参阅本书，Ⅵ， 16。

[36]　参阅本书，Ⅳ， 43；Ⅶ, 19。

[37]　参阅本书，Ⅻ， 32。

[38]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12,26。

[39]　“平和”的原文是λε[image: 2010030148]
 αζ。

[40]　“激烈”的原文是τραχε[image: 2010030149]
 αζ。

[41]　参阅本书，Ⅱ， 1,4；Ⅻ, 26,30。

[42]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14(2)。

[43]　“智慧和理性”的原文是νο[image: 2010030150]
 ζ και λ[image: 2010030151]
 γοζ。

[44]　参阅本书，Ⅹ， 4；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Ⅱ， 8(11)。

[45]　参阅本书，Ⅲ， 1；Ⅷ, 47。

[46]　“屋里烟雾弥漫”是一句谚语。俗称烟雾、房屋漏水和暴戾的妻子会使人离开自己的住屋。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25(18)；Ⅳ， 10（27）；普卢塔克：《论平静》。

[47]　“群居生活的”的原文是κοινωνικο[image: 2010030152]
 ζ[image: 2010030153]
 ου。

[48]　参阅本书，Ⅴ， 16。

[49]　荷马史诗《奥德赛》，Ⅳ， 690。

[50]　参阅本书，Ⅹ， 36。

[51]　参阅本书，Ⅴ， 13；Ⅹ, 7。

[52]　参阅本书，Ⅷ， 25；Ⅻ, 27。

[53]　赫西奥德：《劳作与节令》，第197行。

[54]　参阅本书，Ⅵ， 15。

[55]　参阅本书，Ⅳ， 21；Ⅷ, 25；Ⅺ, 3。

[56]　参阅本书，Ⅴ， 22；Ⅵ, 54。

[57]　参阅本书，Ⅴ， 36。

[58]　此典出处不明。

[59]　此语喻奥勒利乌斯本人继位后的顺利和后来内外形势逆转。

第六卷

[1]　参阅本书，Ⅵ， 22。

[2]　参阅塞内加：《书信》，77：“死亡是人生义务之一（unum ex vitae officiis,mori）。”

[3]　参阅本书，Ⅷ， 25；Ⅹ, 7(2)。

[4]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残段，130。

[5]　参阅本书，Ⅴ， 19。

[6]　参阅本书，Ⅳ， 27；Ⅶ, 50。

[7]　参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Ⅶ， 99；本书，Ⅶ， 50。

[8]　法勒隆（Phalerum）是雅典古港口城市。

[9]　克拉特斯（Crates，公元前4世纪），犬儒派哲学家。

[10]　克塞诺克拉特斯（Xenocrates，公元前396～前314年），哈尔卡冬（Holcedon）人，哲学家，克拉特斯关于克塞诺克拉特斯的话出处不详。

[11]　“合群性”的原文是κοινωνικα[image: 2010030154]
 。

[12]　参阅本书，Ⅳ， 43；Ⅶ, 19。

[13]　参阅本书，Ⅴ， 33。

[14]　参阅本书，Ⅲ， 1。

[15]　参阅本书，Ⅱ， 2。

[16]　参阅本书，Ⅵ， 41。

[17]　参阅本书，Ⅵ， 17；Ⅳ, 46；Ⅸ, 28。

[18]　参阅本书，Ⅶ， 53。

[19]　参阅本书，Ⅳ， 12；Ⅵ, 30(2)；Ⅷ, 16。

[20]　参阅本书，Ⅳ， 46。

[21]　参阅本书，Ⅳ， 14,21；Ⅸ, 1。

[22]　马尔库斯在这里提出生命的两种归宿，前者是斯多葛派的观点，后者是伊壁鸠鲁派的原子论观点，作者赞成前者。

[23]　此姓氏即“安托尼努斯”，奥勒利乌斯就属于该王朝。不是“后三巨头”之一Antonius，此姓氏译为“安托尼乌斯”，或译为“安东尼”。

[24]　参阅本书，Ⅲ， 1。

[25]　参阅本书，Ⅴ， 28。

[26]　参阅本书，Ⅷ， 36；奥勒利乌斯：《致凯撒》，Ⅳ， 8。

[27]　指奥勒利乌斯的继父安托尼努斯·皮乌斯。

[28]　“以少量而满足”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55]
 λιγοιζ [image: 2010030156]
 ρκο[image: 2010030157]
 μενοιζ。这是斯多葛派的重要生活信条之一。

[29]　参阅本书，Ⅰ， 3。

[30]　参阅本书，Ⅵ， 21；Ⅷ, 16。

[31]　参阅本书，Ⅴ， 13。

[32]　“灵智”的原文是δι[image: 2010030158]
 νοια。

[33]　阿托斯（Athos），爱琴海北部卡尔基狄克（Charcidice）半岛东南端一海岬。

[34]　参阅本书，Ⅱ， 3；Ⅴ, 8(5)；Ⅻ, 26。

[35]　参阅本书，Ⅲ， 2。

[36]　参阅本书，Ⅱ， 14；Ⅳ, 32；Ⅶ, 1,49；Ⅺ, 1；Ⅻ, 24。

[37]　“运动”的原文是κ[image: 2010030159]
 νησιζ。按照斯多葛派的观点，物质的运动分两种，一种是扩张运动，创造事物，另一种是收缩运动，赋予事物特质。

[38]　参阅本书，Ⅶ， 5。

[39]　参阅本书，Ⅵ， 48；Ⅷ, 22。

[40]　参阅本书，Ⅵ， 16(33)；Ⅸ， 1；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27(13)。

[41]　参阅本书，Ⅵ， 16(3)。

[42]　参阅本书，Ⅳ， 46。

[43]　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公元前279～前206年），斯多葛派哲学创立者。

[44]　赫利奥斯（Helius），古老的太阳神，后来与阿波罗混同。

[45]　卡尔波福罗斯（Carpophorus），谷物之神。

[46]　参阅本书，Ⅴ， 8(3)；Ⅹ, 6,11。

[47]　参阅本书，Ⅴ， 8。

[48]　“中性的事物”原文是τ[image: 2010030160]
 ν μ[image: 2010030161]
 σων，指非善非恶之物。

[49]　此三人的生平不详，可能是不久前死去的人物。

[50]　欧多克苏斯（Eudoxus，公元前4世纪），著名天文学家。

[51]　希帕尔霍斯（Hiparchus，公元前2世纪），被誉为“天文学之父”。

[52]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212年），古代著名数学家。

[53]　墨尼波斯（Menippus，公元前3世纪），昔尼克派哲学家。

[54]　参阅本书，Ⅴ， 10。

[55]　参阅本书，Ⅳ， 1；Ⅴ, 20。

[56]　参阅本书，Ⅴ， 22。

[57]　参阅本书，Ⅳ， 1,Ⅷ, 41。

[58]　参阅本书，Ⅶ， 62。

第七卷

[1]　“邪恶”的原文是κακ[image: 2010030162]
 α。

[2]　“信条”的原文是τ[image: 2010030163]
 δογμ[image: 2010030164]
 τα。

[3]　参阅本书，Ⅱ， 2。

[4]　原文为“喷鼻息”。参阅本书，Ⅸ， 41。

[5]　参阅本书，Ⅴ， 16。

[6]　参阅本书，Ⅵ， 53。

[7]　参阅本书，Ⅳ， 12。

[8]　参阅本书，Ⅲ， 10；Ⅳ, 33；Ⅷ, 21。

[9]　参阅本书，Ⅹ， 12。

[10]　参阅本书，Ⅵ， 38。

[11]　参阅本书，Ⅳ， 45。

[12]　参阅本书，Ⅳ， 4。

[13]　参阅本书，Ⅱ， 12。

[14]　参阅塞内加：《论幸福生活》（De vita Beata），8。

[15]　参阅本书，Ⅶ， 7；Ⅲ, 5。

[16]　参阅本书，Ⅳ， 20。

[17]　参阅本书，Ⅶ， 33。

[18]　参阅本书，Ⅳ， 7,39。

[19]　参阅本书，Ⅶ， 14,33。

[20]　参阅本书，Ⅵ， 52；Ⅶ, 14, 33；Ⅷ, 40。

[21]　“福灵”的原文是ε[image: 2010030165]
 δαιμον[image: 2010030166]
 α。

[22]　“善灵”的原文是δα[image: 2010030167]
 μων [image: 2010030168]
 γαθ[image: 2010030169]
 ν。

[23]　参阅本书，Ⅶ， 29。

[24]　参阅本书，Ⅳ， 43；Ⅴ, 23；Ⅵ, 15。

[25]　参阅本书，Ⅳ， 6。

[26]　参阅本书，Ⅱ， 1；Ⅸ, 38。

[27]　参阅本书，Ⅶ， 25。

[28]　参阅本书，Ⅶ， 23。

[29]　参阅本书，Ⅱ， 13；Ⅹ, 30。

[30]　参阅本书，Ⅺ， 18(4)。

[31]　参阅埃皮克泰德：残段，129。

[32]　参阅贺拉斯：《书札》，Ⅰ， 10,31。

[33]　参阅本书，Ⅳ， 3；Ⅷ, 48。

[34]　参阅本书，Ⅶ， 17；Ⅷ, 29；Ⅸ, 7。

[35]　参阅本书，Ⅱ， 2。

[36]　参阅本书，Ⅱ， 5。

[37]　参阅本书，Ⅸ， 20,38。

[38]　参阅本书，Ⅶ， 4。

[39]　参阅塞内加：“追随神明（Deum sequere）。”见《论幸福生活》，15。

[40]　参阅塞内加：“死亡或是终结，或是迁移（Mors aut finis aut transitus）”。见塞内加：《书信》，65。

[41]　参阅本书，Ⅶ， 16,64。

[42]　参阅本书，Ⅶ， 14；Ⅷ, 40。

[43]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Ⅵ， 486A。

[44]　安提斯特涅斯（Antisthenes，公元前5世纪），昔尼克派哲学创始人。参阅狄奥革涅斯·拉埃尔提乌斯：《安提斯特涅斯》，4。据普卢塔克认为，此话出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之口。

[45]　参阅本书，Ⅶ， 60。

[46]　欧里庇得斯：《贝勒罗丰》，残段289。参阅本书，Ⅺ， 6。

[47]　出处不详。

[48]　欧里庇得斯：《许普西皮勒》，残段757；本书，Ⅺ， 6；参阅西塞罗：《图斯库罗姆谈话录》，Ⅲ， 25，59；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Ⅱ， 6,14。

[49]　欧里庇得斯：《安提戈涅》，残段，207；参阅本书，Ⅺ， 6。

[50]　西塞罗曾经两次称引此语，见《致阿提库斯》，Ⅵ， 1(8)；Ⅷ, 8(2)。

[51]　出处不详。

[52]　柏拉图：《辩护辞》，28B。引语是苏格拉底的回答，“我”指苏格拉底。

[53]　柏拉图：《辩护辞》，28E。

[54]　柏拉图：《高尔吉亚斯篇》，512DE。

[55]　参阅本书，Ⅸ， 30；琉善：《卡戌》，15；《伊卡尔墨尼波斯》，12。

[56]　欧里庇得斯：《赫律西波斯》，残段，836；参阅卢克莱修：《物性论》，Ⅱ， 991；《旧约·创世纪》，Ⅲ， 19；普卢塔克：《劝慰辞》，15。

[57]　欧里庇得斯：《乞援人》，1110。

[58]　出处不详。

[59]　普卢塔克：《箴言》，2，206E。

[60]　参阅本书，Ⅴ， 16,30；Ⅺ, 10。

[61]　“群居感”的原文是κοινωνικ[image: 2010030170]
 ν。

[62]　参阅本书，Ⅷ， 15。

[63]　此处原文抄本有异文：βλ[image: 2010030171]
 πε——意为“遮盖”，“保护”；σκοπε[image: 2010030172]
 ——意为“看”，“观察”；σκ[image: 2010030173]
 πτε——意为“控握”。The Loeb本为σκεπε，意为“遮盖”，“保护”，但英译者译为“look”。

[64]　参阅本书，Ⅶ， 37,24。

[65]　参阅本书，Ⅵ， 59；Ⅶ, 34。

[66]　见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63，28（4）。可能源自柏拉图，参阅柏拉图：《智者篇》，238C；《理想国》，Ⅲ， 412。参阅本书，Ⅷ， 14；Ⅹ, 30；Ⅺ, 18(3)。

[67]　参阅本书，Ⅶ， 33。

[68]　参阅本书，Ⅷ， 49。

[69]　参阅本书，Ⅵ， 2。

[70]　参阅本书，Ⅵ， 29。

[71]　特劳革斯（Telauges），毕达戈拉斯之子，在哲学方面继承了父亲的观点。参阅狄奥革涅斯·拉埃尔提乌斯：《名哲言行录·毕达戈拉斯》，22，26。

[72]　公元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在雅典当政，苏格拉底违抗他们的命令，称他们不能强迫他作恶。参阅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20。

[73]　可能指基督教徒。参阅本书，Ⅺ， 3；Ⅰ,6；Ⅲ, 16；Ⅷ, 48, 51(2)。

[74]　参阅本书，Ⅳ， 1。

[75]　参阅本书，Ⅱ， 5。

[76]　参阅本书，Ⅴ， 17；Ⅸ, 42。

[77]　参阅本书，Ⅴ， 6；Ⅸ, 42。

[78]　参阅本书，Ⅳ， 45；Ⅸ， 28。

第八卷

[1]　The Loeb译者注：或译为“把名誉糟蹋了”。参阅Ⅵ， 16（3）。

[2]　参阅本书，Ⅰ， 17；Ⅶ, 67。

[3]　狄奥革涅斯（Diogenes，公元前400～前325年），小亚细亚拉埃尔特（Laerte）人，昔尼克派哲学家。

[4]　指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5]　奥古斯都（生于公元前63年），原名盖尤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罗马第一任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

[6]　参阅本书，Ⅱ， 14；Ⅳ, 32；Ⅶ, 1。

[7]　参阅本书，Ⅴ， 16。

[8]　参阅本书，Ⅰ， 1。

[9]　参阅本书，Ⅴ， 17；Ⅶ, 71；Ⅺ, 18(3)。

[10]　参阅本书，Ⅵ， 30；Ⅶ, 7。

[11]　参阅本书，Ⅵ， 43。

[12]　指球戏中抛球。奥勒利乌斯的祖父安尼乌斯·维鲁斯通晓球戏，奥勒利乌斯本人的球技也很娴熟。

[13]　即指儿童时。

[14]　参阅本书，Ⅲ， 10；Ⅳ, 3,§3。

[15]　参阅本书，Ⅳ， 3(3)；Ⅵ, 36。

[16]　卢基拉（Lucilla），奥勒利乌斯的母亲。

[17]　维鲁斯（Verus），奥勒利乌斯的父亲。

[18]　马克西穆斯是奥勒利乌斯的老师，参阅本书，Ⅰ， 15。塞康达（Secunda）是其妻。

[19]　埃皮廷卡努斯（Epitynchanus），可能是哈得利安的随从。

[20]　狄奥提穆斯（Diotimus，约公元前100年左右），哈得利安的释奴或亲信。

[21]　指安托尼努斯·皮乌斯（Antoninus Pius）。

[22]　福斯提娜（Faustina），安托尼努斯·皮乌斯之妻，卒于公元141年。

[23]　以上原文只有主格主语和补格补语，谓语动词被省略了。根据全句意思应是一个人离开了人世后由另一个人送走，然后后者也走了。

[24]　克勒尔（Celer），哈得利安的秘书。

[25]　卡拉克斯（Charax），生平不详。

[26]　得墨特里奥斯（Demetrius），可能指得墨特里奥斯·法勒柔斯（Phalereus，约生于公元前350年），逍遥派哲学家，雅典最后一位政治家，公元前318年受马其顿国王卡珊德罗斯委派统治雅典十年。公元前297年成为亚历山大图书馆馆员，著作涉及哲学、修辞学等。晚年不得意，在埃及国王的冷遇中死去。

[27]　欧达蒙（Eudamor），可能是个占星家。

[28]　参阅本书，Ⅻ， 27。

[29]　参阅本书，Ⅴ， 33。

[30]　参阅本书，Ⅰ， 12；Ⅴ, 10, 48；Ⅸ, 3。

[31]　参阅本书，Ⅶ， 33。

[32]　参阅本书，Ⅻ， 22。

[33]　参阅本书，Ⅴ， 19。

[34]　参阅本书，Ⅶ， 17,29；Ⅸ, 7。

[35]　参阅本书，Ⅲ， 11。

[36]　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qrippa，公元前63～前12年），奥古斯都的亲密助手，深受奥古斯都信任，累建功勋。

[37]　阿瑞尤斯（Areius），奥古斯都宫中的哲学家。

[38]　迈克纳斯（Gaius Nilcius Maecenas，？～公元8年），奥古斯都的顾问，文艺保护人。

[39]　指共和国末期的庞培·马格努斯（Pompeius Magnus）的家族。

[40]　参阅塞内加：《书信》，98；本书，Ⅺ， 8。

[41]　参阅本书，Ⅳ， 1；Ⅴ, 20；Ⅵ, 50。

[42]　参阅本书，Ⅵ， 29。

[43]　潘提娅（Pantheia）是卢基乌斯·维鲁斯的妃子。

[44]　佩尔伽穆斯（Pergamus），维鲁斯的宠奴。

[45]　哈布里阿斯（Habrias），哈得利安皇帝的宠奴。

[46]　参阅埃皮克泰德：残段，94。

[47]　参阅本书，Ⅶ， 16；Ⅷ, 47。

[48]　参阅本书，Ⅶ， 33。

[49]　参阅本书，Ⅵ， 50。

[50]　参阅本书，Ⅶ， 68；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22, 43。

[51]　参阅本书，Ⅺ， 12；Ⅻ, 3。

[52]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手册》，5。

[53]　参阅本书，Ⅷ， 40。

[54]　参阅本书，Ⅴ， 9, 36；Ⅷ, 10；Ⅺ, 19。

[55]　参阅本书，Ⅲ， 1；Ⅴ， 29；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24(20)。

[56]　参阅本书，Ⅶ， 28。

[57]　参阅本书，Ⅺ， 3。

[58]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Ⅳ， 5, 26。

[59]　参阅本书，Ⅶ， 68。

[60]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Ⅱ， 24(19)。

[61]　参阅本书，Ⅴ， 35。

[62]　参阅塞内加：《书信》，70。

[63]　参阅本书，Ⅸ， 1。

[64]　参阅本书，Ⅴ， 28；Ⅸ, 11。

[65]　参阅本书，Ⅳ， 38；Ⅶ， 55；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9（12）。

第九卷

[1]　参阅本书，Ⅴ， 30；Ⅷ, 59。

[2]　“真理”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74]
 λ[image: 2010030175]
 θεια。

[3]　参阅本书，Ⅶ， 2。

[4]　参阅本书，Ⅵ， 16；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6(39)。

[5]　“这两类事物”指上面谈到的快乐与痛苦等性质相反的两类事物。

[6]　参阅本书，Ⅷ， 75。

[7]　参阅本书Ⅸ， 28。

[8]　原文为成语“第二次航行”。

[9]　参阅本书，Ⅹ， 36(2)。

[10]　参阅本书，Ⅹ， 36。柏拉图：《斐多篇》，66B。

[11]　参阅本书Ⅴ， 10；Ⅵ, 2；Ⅷ, 8。

[12]　参阅本书，Ⅹ， 4。

[13]　参阅本书，Ⅳ， 26；Ⅸ， 39；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Ⅱ， 10(26)。

[14]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Ⅳ， 5, 10。

[15]　参阅本书，Ⅶ， 29；Ⅷ, 29, 49；Ⅻ, 25。

[16]　参阅本书，Ⅻ， 30。

[17]　“爱”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76]
 ρωτεζ。此词主要指性爱。参阅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492:στ[image: 2010030177]
 ργηθρα。此词本指一种相思草，因而用来代指纯真的爱、爱情。

[18]　“群体社会”的原文是πολιτε[image: 2010030178]
 α。

[19]　参阅本书，Ⅴ， 28；Ⅷ, 59。

[20]　参阅本书，Ⅸ， 27。

[21]　参阅本书，Ⅴ， 2；Ⅷ, 40；Ⅻ, 22。

[22]　参阅本书，Ⅳ， 44。

[23]　参阅本书，Ⅳ， 35。

[24]　参阅本书，Ⅱ， 4；Ⅳ, 32。

[25]　参阅本书，Ⅷ， 20。

[26]　参阅Ⅳ， 38；Ⅶ, 34。

[27]　参阅本书，Ⅴ， 23；Ⅶ, 18。

[28]　参阅本书，Ⅳ， 3；Ⅶ, 25。

[29]　参阅本书，Ⅶ， 29；Ⅸ, 38。

[30]　指皮乌斯。参阅本书Ⅰ， 17（3）。

[31]　参阅本书，Ⅳ， 41。

[32]　“亡灵世界”的原文是τ[image: 2010030179]
 ζ Nεκυ[image: 2010030180]
 αζ，可能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第十一卷的传统标题Nεκυ[image: 2010030181]
 α。

[33]　参阅本书，Ⅰ， 17。

[34]　参阅本书，Ⅸ， 11, 40。

[35]　参阅本书，Ⅸ， 1(4)。

[36]　“或者是不可分割地”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82]
 [image: 2010030183]
 μερ[image: 2010030184]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可能并不是正文，而是注释文字，因此推测此字更可能是[image: 2010030185]
 μοιομερ[image: 2010030186]
 ，意为“由同一微粒组成”。参阅埃皮克泰德：残段，175。

[37]　参阅本书，Ⅱ， 5；Ⅳ, 2。

[38]　参阅本书，Ⅸ， 19；Ⅻ, 21。

[39]　以冬季冰雪融化后突然暴发的山间急流为喻。

[40]　“国家”的原文是πολιτεια。

[41]　腓力（Philippus），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父亲。

[42]　参阅本书，Ⅶ， 3, 48。

[43]　参阅本书，Ⅶ， 34, 62；Ⅸ, 18。

[44]　参阅本书，Ⅶ， 18。

[45]　此处原文有残损。

[46]　参阅本书，Ⅳ， 26。

[47]　参阅本书，Ⅶ， 29。

[48]　参阅本书，Ⅳ， 27；Ⅵ, 10；Ⅶ, 32；Ⅻ, 14。

[49]　参阅本书，Ⅵ， 44。

[50]　参阅本书，Ⅸ， 27。

[51]　参阅狄欧革涅斯·拉埃尔提乌斯：《伊壁鸠鲁》，10。

[52]　原文残损。

[53]　参阅本书，Ⅴ， 17。

[54]　参阅本书，Ⅴ， 6；Ⅶ, 73。

[55]　参阅本书，Ⅳ， 49；Ⅺ， 1。

第十卷

[1]　参阅本书，Ⅸ， 6。

[2]　参阅本书，Ⅲ， 11(3)。

[3]　“完美的存在”即自然或宇宙、第一始因、神、宙斯。

[4]　参阅本书，Ⅶ， 23。

[5]　参阅本书，Ⅷ， 46。

[6]　参阅本书，Ⅷ， 59；Ⅺ, 9, 13, 18(9)。

[7]　参阅本书，Ⅲ， 11；Ⅳ, 26。

[8]　参阅本书，Ⅵ， 54；Ⅹ, 33(4)。

[9]　参阅本书，Ⅸ， 22。

[10]　参阅本书，Ⅶ， 32。

[11]　参阅本书，Ⅳ， 4。

[12]　参阅本书，Ⅲ， 3。

[13]　参阅本书，Ⅹ， 16。

[14]　参阅本书，Ⅲ， 1；Ⅴ, 23；Ⅷ, 47；Ⅸ, 2；Ⅹ, 22,32。

[15]　参阅狄奥革涅斯·拉埃尔提乌斯：《柏拉图》，42。

[16]　萨尔马特人（Sarmatae），斯库提亚部落之一，居住在多瑙河下游一带。

[17]　参阅本书，Ⅸ， 6等。

[18]　参阅本书，Ⅶ， 3；Ⅸ, 41。

[19]　参阅本书，Ⅲ， 4；Ⅵ, 59；Ⅶ, 62；Ⅷ, 52, 53；Ⅸ, 34。

[20]　参阅本书，Ⅶ， 17。

[21]　参阅本书，Ⅹ， 23。

[22]　参阅本书，Ⅳ， 3(2)。

[23]　参阅本书，Ⅳ， 23。

[24]　欧里庇得斯：残段，890。参阅埃斯库罗斯：《达纳厄》，残段41。

[25]　参阅本书，Ⅴ， 3(4)。

[26]　参阅本书，Ⅳ， 3。

[27]　柏拉图：《特艾托斯篇》，174D。

[28]　参阅本书，Ⅱ， 16。

[29]　参阅本书，Ⅶ， 49。

[30]　参阅本书，Ⅷ， 25, 31。

[31]　　克洛伊索斯（Croesus），古代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国势一度曾非常隆盛，以富有、豪华著称。

[32]　参阅塞内加；《书信》，107；《论幸福生活》，15。

[33]　参阅本书，Ⅶ， 26；Ⅺ, 18(4)。

[34]　参阅本书，Ⅴ， 5。

[35]　参阅本书，Ⅴ， 5。

[36]　参阅本书，Ⅳ， 19。

[37]　参阅本书，Ⅶ， 63。

[38]　萨提隆（Satyron），马尔库斯同时代的哲学家。

[39]　欧提克斯（Eutyches），以前时期的哲学家，生平不详。

[40]　许门（Hymen），以前时代的哲学家，生平不详。

[41]　欧弗拉特斯（Euphrates），同时代人，斯多葛派哲学家。

[42]　欧提基昂（Eutychion），以前时期哲学家，生平不详。

[43]　西尔瓦努斯（Silvanus），前一时代的哲学家，生平不详。

[44]　阿尔基弗隆（Alciphron），前一时代的哲学家。

[45]　特罗派奥福罗斯（Tropaeophorus），前一时代的哲学家，生平不详。

[46]　塞维罗斯（Severus），逍遥派哲学家，同时代人，可能是儿女亲家。参阅本书，Ⅰ， 14。

[47]　克里同（Criton），苏格拉底的朋友。

[48]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约前354年），希腊著名历史学家。

[49]　参阅本书，Ⅶ， 58。

[50]　参阅本书，Ⅻ， 33。

[51]　参阅本书，Ⅳ， 1。

[52]　参阅本书，Ⅷ， 32。

[53]　参阅本书，Ⅴ， 29；Ⅹ, 8(2)。

[54]　参阅奥卢斯·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Ⅵ， 2， 11。摘录自克律西波斯。

[55]　参阅本书，Ⅳ， 41。

[56]　参阅本书，Ⅳ， 7。

[57]　参阅本书，Ⅶ， 58。

[58]　参阅本书，Ⅹ， 6。

[59]　荷马：《伊利亚特》，Ⅵ， 147。

[60]　荷马：《伊利亚特》，Ⅵ， 147。

[61]　比较圣经《诗篇》，103，16。

[62]　参阅本书，Ⅳ， 48。

[63]　参阅本书，Ⅰ， 8；Ⅶ, 41；Ⅷ, 49；Ⅸ, 40；Ⅺ, 34。

[64]　参阅本书，Ⅸ， 3。

[65]　参阅本书，Ⅱ， 16。

[66]　参阅本书，Ⅲ， 3；Ⅻ， 1。

第十一卷

[1]　参阅本书，Ⅵ， 8；Ⅷ， 35；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17(1)。

[2]　参阅本书，Ⅻ， 36。

[3]　参阅本书，Ⅴ， 13, 32；Ⅹ, 7, (2)。

[4]　参阅本书，Ⅵ， 37；Ⅶ, 1。

[5]　参阅卢克莱修；《物性论》，Ⅱ， 978。

[6]　参阅本书，Ⅷ， 36。

[7]　参阅本书，Ⅲ， 11。

[8]　参阅本书，Ⅴ， 33；Ⅶ, 32。

[9]　原文此语放在括号里。

[10]　参阅本书Ⅶ， 13，73；Ⅸ, 42,?5。

[11]　基泰戎（Cifhaeron）是希腊阿提卡北部与波奥提亚接壤处一山脉。奥狄甫斯生下后被父母弃于此山中，以避免杀父娶母的命运。后来他发现，自己仍然实现了他竭力企图逃避的命运，因而发出这样的呼喊。引语见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甫斯王》第391行。

[12]　欧里庇得斯：《安提戈涅》，残段，207；参阅本书，Ⅶ， 41。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24,16。

[13]　欧里庇得斯：《贝勒洛丰》，残段289，参阅本书，Ⅶ， 38。

[14]　欧里庇得斯：《许普西皮勒》，残段757；参阅本书，Ⅶ， 40。

[15]　古希腊旧喜剧主要是政治讽刺喜剧，以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前385年）为代表。

[16]　狄奥革涅斯（Diogenes），喜剧家。

[17]　“神明”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87]
 οζ。

[18]　参阅本书，Ⅹ， 36(2)。

[19]　参阅本书，Ⅴ， 18。

[20]　参阅本书，Ⅹ， 25。

[21]　参阅本书，Ⅴ， 16, 30；Ⅶ, 55。

[22]　参阅本书，Ⅳ， 37；Ⅴ, 34。

[23]　参阅本书，Ⅷ， 41；Ⅻ, 3。

[24]　参阅本书，Ⅷ， 51。

[25]　参阅本书，Ⅴ， 25，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18(9)；Ⅹ, 32。

[26]　参阅本书，Ⅺ， 18,(9)。

[27]　福基昂（Phocion，公元前402～前317年）雅典将军，国务活动家。雅典人曾立法严厉惩罚把戏剧费用挪为军费的人，违法者处死，福基昂被控犯有此罪，被判处死刑。据说他临刑前告诫儿子说：“不可因此而怨恨雅典人。”

[28]　参阅本书，Ⅲ， 11；Ⅻ, 18。

[29]　参阅本书，Ⅲ， 11；Ⅻ, 18。

[30]　参阅本书，Ⅺ， 11。

[31]　参阅本书，Ⅷ， 47。

[32]　参阅本书，Ⅴ， 3；Ⅵ, 2。

[33]　参阅本书，Ⅲ， 2。

[34]　参阅本书，Ⅴ， 16, 30；Ⅷ, 27。

[35]　参阅本书，Ⅷ， 56, 59。

[36]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2(30)。

[37]　参阅本书，Ⅳ， 3(2)；Ⅷ, 17；Ⅸ, 39；Ⅹ, 6。

[38]　参阅本书，Ⅱ， 1；Ⅴ, 16。

[39]　参阅本书，Ⅷ， 14；Ⅹ, 19。

[40]　参阅本书，Ⅱ， 1；Ⅳ, 3；Ⅶ, 22, 63。

[41]　参阅本书，Ⅶ， 70；Ⅹ, 30。

[42]　参阅本书，Ⅰ， 17。

[43]　“出于某种原因”的原文是κατ’ο[image: 2010030188]
 κονομ[image: 2010030189]
 α。

[44]　参阅本书，Ⅸ， 38。

[45]　参阅本书，Ⅶ， 16；Ⅷ, 40；Ⅸ, 13；Ⅺ, 11, 16。

[46]　参阅本书，Ⅶ， 16。

[47]　参阅本书，Ⅹ， 10。

[48]　参阅塞内加：《论善行》，Ⅶ， 31。

[49]　参阅本书，Ⅴ， 28；Ⅵ, 27；Ⅷ, 59；Ⅹ, 4；Ⅺ, 13。

[50]　参阅本书，Ⅸ， 4。

[51]　参阅本书，Ⅺ， 13。

[52]　缪斯（Musae），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文艺女神。

[53]　参阅本书，Ⅳ， 31。

[54]　“无激烈情感”的原文是[image: 2010030190]
 π[image: 2010030191]
 θεια。这是斯多葛派的重要信条之一。

[55]　“文艺女神的首领”指阿波罗。阿波罗是太阳神，也是艺术之神。

[56]　参阅本书，Ⅴ， 17；Ⅶ, 71；Ⅸ, 42。

[57]　参阅本书，Ⅵ， 27；塞内加：《论愤怒》，Ⅱ， 31。

[58]　参阅本书，Ⅺ， 16。

[59]　参阅本书，Ⅳ， 24。

[60]　参阅本书，Ⅴ， 36；Ⅷ, 10。

[61]　“粗俗的理念”的原文是παχε[image: 2010030192]
 αιζ [image: 2010030193]
 δ[image: 2010030194]
 αιζ。

[62]　参阅本书，Ⅺ， 9。

[63]　参阅本书，Ⅻ， 2。

[64]　“友情本性”的原文是ε[image: 2010030195]
 κοινωνησ[image: 2010030196]
 α。

[65]　参阅本书，Ⅺ， 10。

[66]　参阅本书，Ⅰ， 8。

[67]　参阅伊索寓言：《田鼠和家鼠》；贺拉斯：《讽刺诗》，Ⅱ， 6。

[68]　拉弥亚（Lamia）是一种传说中妖怪，喜欢吞吃小孩。参阅贺拉斯：《诗艺》，540；阿普列尤斯：《变形记》，Ⅰ， 57。

[69]　拉克戴蒙人（Lakedaemoni），即斯巴达人。

[70]　佩尔狄卡斯（Perdiccas，公元前320～？），原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部下，亚历山大死后曾摄政整个亚历山大帝国，邀请苏格拉底去他的宫廷，许以一部分国土相赠。一说是他的儿子曾向苏格拉底作如此邀请。

[71]　以弗所（Ephesus），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古希腊城市。

[72]　桑提帕（Xanthippe），苏格拉底的妻子，以泼辣闻名。

[73]　此轶事不见其他历籍记录。

[74]　《奥德赛》，Ⅸ， 413。

[75]　赫西奥德：《劳作与节令》，185。

[76]　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24(86)。

[77]　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24(88)。

[78]　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24(91)。

[79]　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Ⅲ， 22(105)。

[80]　参阅本书，Ⅳ， 1；Ⅴ, 20；Ⅵ, 50。

[81]　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22（17—21）；贺拉斯：《讽刺诗》，Ⅱ， 3,43。

[82]　苏格拉底的这段话仅见于此处。

第十二卷

[1]　参阅本书，Ⅹ， 33。贺拉斯：《书札》，Ⅰ， 11

[2]　参阅本书，Ⅶ， 8。

[3]　参阅本书，Ⅺ， 37。

[4]　参阅本书，Ⅶ， 68。

[5]　“神性”的原文是θε[image: 2010030197]
 ον参阅本书，Ⅻ， 26。

[6]　参阅本书，Ⅳ， 29；Ⅻ, 13。

[7]　参阅本书，Ⅱ， 2；Ⅲ, 16。

[8]　参阅本书，Ⅹ， 38。

[9]　参阅本书，Ⅷ， 41；Ⅺ， 12；试比较贺拉斯：《讽刺诗》，Ⅱ， 7, 95。

[10]　参阅本书，Ⅱ， 13；Ⅲ， 5等。

[11]　参阅本书，Ⅲ， 4。

[12]　参阅本书，Ⅳ， 26。

[13]　参阅本书，Ⅳ， 50；Ⅴ, 23；Ⅻ, 32。

[14]　参阅本书，Ⅴ， 34；Ⅶ, 16。

[15]　参阅本书，Ⅴ， 2；Ⅷ, 40；Ⅻ, 22。

[16]　“被夺走”亦可理解为“被杀死”。

[17]　参阅本书，Ⅷ， 11；Ⅻ, 18,29。

[18]　参阅本书，Ⅱ， 11。

[19]　参阅本书，Ⅶ， 22。

[20]　参阅本书，Ⅻ， 1。

[21]　参阅本书，Ⅶ， 29；Ⅸ, 38。

[22]　参阅本书，Ⅳ， 6。

[23]　参阅本书，Ⅻ， 10。

[24]　参阅本书，Ⅱ， 2。

[25]　参阅本书，Ⅴ， 11。

[26]　参阅本书，Ⅱ， 16；Ⅸ, 40。

[27]　参阅本书，Ⅴ， 16；Ⅺ, 21。

[28]　参阅本书，Ⅱ， 15。

[29]　参阅本书，Ⅸ， 21。

[30]　参阅本书，Ⅶ， 25。

[31]　参阅本书，Ⅱ， 11；Ⅳ, 3；Ⅷ, 1。

[32]　参阅本书，Ⅱ， 3；Ⅲ, 4。

[33]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Ⅱ， 16(42)。

[34]　参阅本书，Ⅳ， 2；Ⅷ, 17；Ⅸ, 28。

[35]　参阅本书，Ⅶ， 48；Ⅸ, 30。

[36]　参阅本书，Ⅳ， 7；Ⅶ, 17,29；Ⅷ, 29；Ⅸ, 7；Ⅻ, 22。

[37]　参阅本书，Ⅴ， 8,10。

[38]　参阅本书，Ⅸ， 38。

[39]　参阅本书，Ⅶ， 1。

[40]　参阅本书，Ⅱ， 1。

[41]　参阅欧里庇得斯，残段1007；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谈话录》，Ⅰ， 26,65。

[42]　参阅本书，Ⅱ， 3。

[43]　参阅本书，Ⅻ， 8, 22。

[44]　参阅本书，Ⅱ， 14；Ⅻ, 3。

[45]　参阅本书，Ⅵ， 47；Ⅷ, 25；Ⅹ, 31。

[46]　法比乌斯·卡图利努斯（Fabius Catullinus），生平不详。

[47]　卢西乌斯·卢普斯（Lusius Lupus），生平不详。有人认为可能是利基尼乌斯·卢库卢斯（L.Licinius Lucullus）之误，此人以善园林布置而闻名。

[48]　斯特尔提尼乌斯（Stertinius），可能是那不勒斯（Neapolis），一富医。

[49]　提比略（Tiberius Claudius Nero），生于公元42年，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晚年不问政事，长居那不勒斯附近的卡普里亚岛享乐。

[50]　维利乌斯·鲁孚斯（Velius Rufus），生平不详。

[51]　参阅狄奥革涅斯·拉埃尔提乌斯：《名哲言行录》Ⅵ， 2（4）。

[52]　参阅本书，Ⅻ， 10,18等。

[53]　参阅本书，Ⅴ， 6；Ⅸ, 23。

[54]　参阅本书，Ⅷ， 57。

[55]　参阅本书，Ⅶ， 31；Ⅻ, 27。

[56]　参阅本书，Ⅳ， 50；Ⅴ, 24。

[57]　参阅埃皮克泰德：《埃皮克泰德哲学谈话录》，Ⅰ， 12(26)。

[58]　参阅本书，Ⅲ， 4。

[59]　参阅本书，Ⅴ， 11；Ⅹ, 24。

[60]　参阅本书，Ⅹ， 31。

[61]　指奥托、佩特罗尼乌斯、伊壁鸠鲁，他们对死亡都作过逻辑推论。参阅奥卢斯·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Ⅱ， 8；狄奥革涅斯·拉埃尔提乌斯：《伊壁鸠鲁》，ⅩⅩⅪ， 2。

[62]　参阅本书，Ⅹ， 20；Ⅻ, 23。

[63]　参阅本书，Ⅲ， 7；Ⅻ, 38。

[64]　参阅本书，Ⅱ， 16；Ⅲ, 2；Ⅳ, 4。

[65]　参阅本书，Ⅲ， 8；Ⅺ， 1；西塞罗：《论老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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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索引

此专名索引收译文正文中出现的和注释中涉及的部分专名。专名以汉译名立词条，按汉语拼音排序，后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名，以方便核对和查阅外文材料。所附罗马数字表示本书的卷号，阿拉伯数字表示节号和分节号（加括号表示）。专名汉译已约定俗成者，采用通用译名，其他专名本着名从主人原则，按原文读音译出。

阿波洛尼奥斯’Απολλ[image: 2010030198]
 νιοζ/Apollonius Ⅰ， 8，17（4）。

阿尔基弗隆’Αλκ[image: 2010030199]
 φρων/Alciphron Ⅹ， 31。

阿格里帕’Αγρ[image: 2010030200]
 ππα/Agrippa Ⅷ， 31。

阿基米德’Αρχιμ[image: 2010030201]
 δηζ/Archimedes Ⅵ， 47。

阿里斯托芬’Αριστοφ[image: 2010030202]
 νηζ/Aristophanes Ⅳ， 23； Ⅶ， 42。

阿瑞尤斯’Αρειοζ/Areius Ⅷ， 31。

阿斯克勒皮奥斯（艾斯库拉皮乌斯）’Ασκληπι[image: 2010030203]
 ζ/Asclepius（Aesculapius）Ⅴ， 8(1)；Ⅵ， 43。

阿特诺多托斯’Α[image: 2010030204]
 ην[image: 2010030205]
 δωτοζ/Athenodotus Ⅰ， 13。

阿托斯’Α[image: 2010030206]
 οζ/Athos Ⅳ， 36。

埃皮克泰德’Επ[image: 2010030207]
 κτητοζ/Epictetus Ⅰ， 7；Ⅳ, 41；Ⅶ, 19(2),63；Ⅺ, 33, 34, 35, 36, 37， 38。

埃皮廷卡努斯’Επιτ[image: 2010030208]
 γχανοζ/Epitynchanus Ⅷ， 25。

安提斯特涅斯’Αντισ[image: 2010030209]
 [image: 2010030210]
 νηζ/Antisthenes Ⅶ， 36。

安托尼努斯·皮乌斯’Αντων[image: 2010030211]
 νοζΠ[image: 2010030212]
 οζ/Atoninus Pius Ⅰ， 16（1），17(3)；Ⅳ, 33；Ⅵ, 30；Ⅷ, 25；Ⅸ, 21；Ⅹ， 27。

奥古斯都’Αυγουστοζ/Augustus Ⅵ， 33；Ⅷ, 5， 31。

奥里伽尼昂’Οριγ[image: 2010030213]
 νιων/Origanion Ⅵ， 47。

巴克赫奥斯Βακχε[image: 2010030214]
 οζ/Baccheius Ⅰ， 6。

柏拉图Πλ[image: 2010030215]
 των/Platon Ⅲ， 6；Ⅶ, 35, 44, 45, 46, 47, 48；Ⅷ, 25；Ⅸ, 29；Ⅹ， 23。

拜伊埃Βα[image: 2010030216]
 αι/Baiae Ⅰ， 6。

贝涅狄克特Βενεδ[image: 2010030217]
 κτη/Benedicta Ⅰ， 17（6）。

毕达戈拉斯Πυ[image: 2010030218]
 αγ[image: 2010030219]
 ραζ/Pythagoras Ⅵ， 47；Ⅺ， 27。

布鲁图斯Βρο[image: 2010030220]
 τοζ/Brutus Ⅰ， 14。

得谟克里特Δημ[image: 2010030221]
 κριτοζ/Democritus Ⅲ， 3（1）；Ⅳ, 24；Ⅶ， 31。

得墨特里奥斯△ημ[image: 2010030222]
 τριοζ/Demetrius Ⅷ， 25；Ⅸ， 29。

登塔图斯Δ[image: 2010030223]
 ντατοζ/Dentatus Ⅳ， 33。

狄昂△[image: 2010030224]
 ων/Dion Ⅰ， 14。

狄奥革涅斯（亦译第欧根尼） （昔尼克派哲学家）Διογ[image: 2010030225]
 νηζ/Diogenes Ⅷ， 3。

狄奥革涅斯（戏剧家）△ιογ[image: 2010030226]
 νηζ/Diogenes Ⅺ， 6。

狄奥革涅托斯Διογν[image: 2010030227]
 τοζ/Diognetus Ⅰ， 6。

狄奥提摩斯Δι[image: 2010030228]
 τιμοζ/Diotimus Ⅷ， 25， 37。

多弥提乌斯△ομ[image: 2010030229]
 τιοζ/Domitius（Dometius）Ⅰ， 13。

恩培多克勒斯’Εμπεδ[image: 2010030230]
 κλεζ/Empedocles Ⅰ， 7；Ⅳ, 3；Ⅴ, 15；Ⅸ, 19, 28；Ⅻ， 3。

法比乌斯Φ[image: 2010030231]
 βιοζ/Fabius Ⅳ， 50。

法拉里斯Φ[image: 2010030232]
 λαριζ/Phalaris Ⅲ， 6（1）。

法勒隆（法勒琉斯）Φ[image: 2010030233]
 λερον/Phaleron（Phalereus）Ⅸ， 29。

菲利斯提昂Φιλιστ[image: 2010030234]
 ων/Philistion Ⅵ， 47。

腓力Φ[image: 2010030235]
 λιπποζ/Phillipus Ⅸ， 29；Ⅹ， 27。

福波斯Φο[image: 2010030236]
 βοζ/Phobus Ⅵ， 47。

福基昂Φωκ[image: 2010030237]
 ων/Phocion Ⅺ， 13。

福斯提娜（马尔库斯之妻）Φαυστ[image: 2010030238]
 να/Faustina Ⅰ， 17(7)；Ⅴ， 31。

福斯提娜（皮乌斯之妻）Φαυστι[image: 2010030239]
 α/Faustina Ⅷ， 25。

格拉努阿Γρανο[image: 2010030240]
 α/Granua Ⅰ， 17。

哈得利安[image: 2010030241]
 Αδρι[image: 2010030242]
 νοζ/Hadrianus（Adrianus）Ⅳ， 33；Ⅷ, 25, 37；Ⅹ， 27。

荷马[image: 2010030243]
 Ομηποζ/Homerus Ⅳ， 33；Ⅴ, 31；Ⅵ， 10；Ⅸ, 24；Ⅹ, 34；Ⅺ， 31。

赫尔克拉努姆（赫尔库拉涅乌姆）[image: 2010030244]
 Ηρκλ[image: 2010030245]
 νον/Herclanum（Herculaneum）Ⅳ， 48（1）。

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image: 2010030246]
 Ελβ[image: 2010030247]
 διοζ/Helνidius（Priscus）Ⅰ， 14。

赫拉克利特[image: 2010030248]
 Ηρακλε[image: 2010030249]
 δηζ/Heraclides Ⅱ， 17；Ⅲ, 3(1)；Ⅳ, 3, 36, 42, 43, 46, 47；Ⅴ, 10, 13, 15, 23, 33；Ⅵ, 4, 15, 17, 19, 42, 47；Ⅶ, 19, 25；Ⅷ, 3；Ⅸ, 19, 28；Ⅹ, 7；Ⅺ, 1， 26。

赫利奥斯[image: 2010030250]
 Ηλιοζ/Helios Ⅵ， 33；Ⅷ， 19。

赫利克[image: 2010030251]
 Ελ[image: 2010030252]
 κη/Helice Ⅳ， 48（1）。

赫西奥德[image: 2010030253]
 Ησ[image: 2010030254]
 οδοζ/Hesiodes Ⅴ， 33；Ⅺ， 32。

基克罗普斯Κ[image: 2010030255]
 κροψ/Cecrops Ⅳ， 23。

基泰戎Χι[image: 2010030256]
 αρ[image: 2010030257]
 ν/Cithaeron Ⅺ， 6。

卡布里阿斯Χαβρ[image: 2010030258]
 αζ/Chabrias Ⅷ， 37。

卡狄基阿努斯Καδικιαν[image: 2010030259]
 ζ/Cadicianus Ⅳ， 50。

卡尔波福鲁罗斯Καρποφ[image: 2010030260]
 ροζ/Carpophorus Ⅵ， 43。

卡尔达伊人Χαλδα[image: 2010030261]
 οι/Caldaea Ⅲ， 3（1）。

卡尔努图姆Καρνο[image: 2010030262]
 τον/Camuntum Ⅱ， 17。

卡尔佩艾Καρπ[image: 2010030263]
 αι/Carpeae Ⅻ， 27。

卡拉克斯Χ[image: 2010030264]
 ραξ/Charax Ⅷ， 25。

卡弥卢斯Κ[image: 2010030265]
 μιλλοζ/Camillus Ⅳ， 33。

卡图利努斯Κατουλλ[image: 2010030266]
 νοζ/Catullinus，Fabius Ⅻ， 27。

卡图卢斯Κατ[image: 2010030267]
 λλοζ/Catulus，Cinna Ⅰ， 13。

卡托Κ[image: 2010030268]
 των/Cato Utilicus Ⅰ， 14。

卡耶塔Και[image: 2010030269]
 τη/caieta Ⅰ， 17（8）。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Κα[image: 2010030270]
 σαρ/Caesar，Gaius Iulius Ⅲ， 3； Ⅷ， 3。

凯索Κα[image: 2010030271]
 σων/Caeso（Kaeso）， Fabius Vlbulanus Ⅳ， 33。

克拉特斯Κρ[image: 2010030272]
 τηζ/Crates Ⅵ， 13。

克勒安特斯Κλε[image: 2010030273]
 ν[image: 2010030274]
 ηζ/Cleanthes Ⅺ， 28。

克勒尔Κ[image: 2010030275]
 λερ/Celer，Caninius Ⅷ， 25。

克里托Κρ[image: 2010030276]
 των/Crito Ⅹ， 31。

克律西波斯Χρ[image: 2010030277]
 σιπποζ/Chrysippus Ⅵ， 42； Ⅶ, 19(2)； Ⅹ， 33（2）。

克洛托Κλω[image: 2010030278]
 [image: 2010030279]
 /Clotho Ⅳ， 34。

克洛伊索斯Κρο[image: 2010030280]
 σοζ/Croesus Ⅹ， 27。

克塞诺克拉特斯Ξενοκρ[image: 2010030281]
 τηζ/Xenocrates Ⅵ， 13。

克珊提佩Ξαν[image: 2010030282]
 [image: 2010030283]
 ππε/Xanthippe Ⅺ， 28。

夸狄Κου[image: 2010030284]
 δοι/Quadi Ⅰ， 17。

拉克戴蒙Λακεδα[image: 2010030285]
 μων/Lacedaemon Ⅺ， 24。

拉弥亚Λ[image: 2010030286]
 μια/Lamia Ⅺ， 23。

拉努维乌姆Λανο[image: 2010030287]
 βιον/Lanuvium Ⅰ， 16（8）。

勒奥纳托斯Λεον[image: 2010030288]
 τοζ/Leonatus Ⅳ， 33。

勒皮杜斯Λ[image: 2010030289]
 πιδοζ/Lepidus Ⅳ， 50。

卢基拉Λο[image: 2010030290]
 κιλλα/Lucilla Ⅷ， 25。

卢普斯，卢西乌斯Λο[image: 2010030291]
 ποζ，Λο[image: 2010030292]
 σιοζ/Lupus，Lusius Ⅻ， 27。

卢齐安（琉善）Λουκιαν[image: 2010030293]
 ζ/Lucianus Ⅵ， 47。

鲁孚斯见维利乌斯

鲁斯提库斯[image: 2010030294]
 Ρο[image: 2010030295]
 στικοζ/Rusticus Ⅰ， 7，17(4)、（6）。

罗马[image: 2010030296]
 Ρωμη/Roma Ⅵ， 44。

洛里乌姆Λ[image: 2010030297]
 ριον/Lorium Ⅰ， 16（8）。

马尔基阿努斯Μαρκιαν[image: 2010030298]
 ζ/Marcianus Ⅰ， 6。

马克西穆斯Μ[image: 2010030299]
 ξιμοζ/Maximus，Claudius Ⅰ， 15, 17(4)；Ⅷ， 25。

迈克纳斯Μαικ[image: 2010030300]
 ναζ/Maecenas Ⅷ， 31。

米南德Μ[image: 2010030301]
 νανδροζ/Menander Ⅴ， 12。

缪斯Μο[image: 2010030302]
 σαι/Musae Ⅺ， 18。

墨尼波斯Μ[image: 2010030303]
 νιπποζ/Menippus Ⅵ， 47。

穆尼摩斯Μ[image: 2010030304]
 νιμοζ/Monimus 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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